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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 與紳權 

論紳士  藿孝通 

紳 士是封 建解體 ，大一 統的 專制皇 權確立 之後， 中國傳 統社會 中所特 具的一 種人物 。它 
的發 生有着 它的社 會背境 ，從 這背 境中我 們可以 瞭解它 的特性 • 

帝王 本無種 

這 種我們 所謂紳 士的人 物也常 被稱作 士大夫 。因之 ，它 也常 被認作 和封建 時代的 大夫和 
士一類 的人物 ，其實 士大 夫和大 夫士却 有很重 要的區 別。 

在封建 制度中 ，大 夫和士 是統治 階級的 一層， 货 則在 統治 階級中 說是很 低的一 曆， m 
是究竟 還是統 治者， 是握有 政權的 。封建 制度中 ，政 ，權 並不集 中在最 高的王 的手上 。這 是個 
一層層 重叠着 的權力 金字塔 ，毎 個貴族 都分享 着一部 分權力 •王 奈何不 得侯， 侯也奈 何不得 
公 ，一 直到士 ，都 是如此 。他 們在一 定的範 圍之內 ，各屠 有各曆 的政權 。所以 我 們可以 說大 
夫和士 也是握 有政權 的統治 階紱的 一部分 。封 建解體 ，在政 治上說 ，是 政權 不再倮 金字 塔一 
般的 從上遂 漸一 層層 地分> 來 ，而集 中成了 大一統 的皇權 ，皇 帝是政 權的獨 占者， r 朕卽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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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 權與 紳悝  II 

家」 。他 I: 處理 政務時 I 然僱 用彥 一批助 F , 就是 官僚。 可是它 僚和貴 族是不 同的。 官僚是 
皇帝的 工几， n 具祇 能行侦 政權 而. 汉有 政權 。戊 族是 統治漭 的家 U ， 宫 僚是 統治者 的臣僕 。 

fej 迚斛监 之後 ，政治 上還有 一個承 要的 變化， 那就是 ： r 帝王 本無棰 」 封迚的 政權是 
依血統 來分配 和傅 襲的 。不生 A: 貴 族之門 的庶人 ，輪不 到道些 r 寶挫」 ， /! 不到這 些「神 
器 」 。 沒有 f 能 A; 出生之 前 挑選他 的血統 ，也沒 打人作 出生之 後能改 變他的 血統， 所以不 在 
其位的 ，也 不會去 凱覦 此位 。正如 生而爲 女的+ 會想 變爲男 的一般 。可 是封 建解體 之後 ，人 
人得而 爲皇 帝了， 換一句 話說， 政權成 了個可 以奪取 的對象 / 。 在秦末 的時候 ，封建 初廢， 
「彼 可収而 代之」 的心理 是旣新 鮮而 又生勋 ，所以 太 史公在 史 記裏借 r 項羽之 a , 還 要寫下 
這一犖 有戬 有色的 n 號 。這 口號是 劃時代 的 、從項 羽這樣 一 說， 爭奪政 權的事 也就 沒有停 U 
過 。政郴 !: 一般人 u 中 似乎成 r  一個寶 W 。 做大買 貴的就 幹這個 。 

可 U, 不幸的 ，封建 裏解 放出來 的政權 ，阆 然不 再專 M  I 姓， 萬世 一系了 ，仴是 中 國却到 
現 I: 還沒 有找出 一個籀 爭政 權的和 平方式 。我 們一 說起海 取政權 ，也就 忘不了 「揭 竿而 起」 
的武力 手段武 力爭矿 t 的 方式下 ，政 權成了 「成 則爲王 ，敗則 爲寇」 的奪寶 。奮 來辉去 ，以 
暴姑：恭，總是極少數人統治翁其他的人民，專制的皇權並沒有在政權的轉移中發生任何性質 
上的 改變。 我 們不 像英國 ，殺 一個皇 帝 ，皇權 減少了  一些 ，民 權抬 r  一些頭 •，趕 走一涸 阜； 
帝， 皇權又 減少了  一些 ，民權 也又抬 了一些 頭 •，最 後 竟變了 個掛名 皇帝 ，収 消了 皇權。 I: 傅 
統 中國祗 有 「取而 代之」 的故事 ，流的 是人民 的血， 得到寶 座的却 是少 數幸運 的流氓 ，倮劉 


邦 ，朱元 璋一派 人物。 在御定 的國史 上 ，固然 似乎 眞有 着一鑲 相 承的疋 統； 事實上 ，恐 怕大 
小規模 的內戰 是經常 的現象 ，史 不絕 書的。 

天下之 大不韙 

以武力 爭海政 權是危 事 。成固 然可以 稱王， 敗則祗 有一死 ，非 但一死 ，而 且可以 滅族。 
在 爭奪的 時候是 r 寇」 是 「匪」 .. 被剿 被戡 ，面對 着武力 的威脅 。這是 必然的 ，用武 力得來 
的天下 ，怎 肯隨 意拱手 讓人？ 許由 、 務 光也不 是旣得 政權之 後而 逃定的 ，堯 舜的 謙讓和 我們 
熟知 的辭職 也許差 不多； 無論 如何 ，這 些本 是無可 考證 的傳說 ，從有 記錄的 歷史看 ，馬 上得 
的天下 也必須 作 馬上 失之。 

寶座的 代價是 命拚來 的 ，當 然要世 世代 代盡力 保持着 。别 的罪 都可以 因皇 恩浩 蕩而赦 
免 ，惟有 「篡逆 11 却 !: 一切 可赦漭 之外 。所以 這是 「天 下之 大不韙 」 。 念過明 太祖對 付這些 
敢 於侵犯 政權赉 的酷刑 記載 ，無異 是「 地獄 歷程」 ，我們 /j: 城隍 廟裏所 見的十 八層地 獄的遛 
象 ，據 說是寫 實的， 是明史 標本 。希特 拉比了 明太祖 還是小 巫 U 大巫。 

威脅 是皇權 自保的 手段， 我記得 幼年時 曾經不 知怎麼 在 小 朋友而 前 誇口自 稱起皇 帝來， 
祖母在 旁邊趕 緊很嚴 辑钓 呵斥 ： 「這 是不能 說的！ 」 —— 用現 代名詞 說是 Tabu  , 卽 是孩子 
們戲言 都不能 觸犯道 個威權 。這不 是迷信 ， 0 史上， 至少是 傳說的 歷史上 ，有 着屠殺 據說命 
中有做 皇帝可 能的孩 子的說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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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 與紳蠼  明 

威脅 却從來 不曾是 過政權 有效 的保險 ，因爲 「人 不畏死 ，奈 何以 死懼 之。」 紙要 是政權 
可爭， 皇帝的 寶座具 有引誘 ，是 一筆 大買賣 時， SET 大 下大不 韙的 人還是 會接踵 地相望 於道。 
威脅紙 嚇得住 一 部分人 ，不 是全體 。住予 取予奪 ，想 什麼 有什麼 的專制 皇權下 ，政 權可以 用 
來 謀取私 人幸福 的時候 ，社會 也可以 從順 逆的 界線上 分出不 敢冒大 不韙的 人和 敢於冒 大不韙 
的人 。敢不 敢是怎 樣决定 的呢？ 

在專 制政體 之下 ，人民 祇有義 務而沒 有權利 。皇帝 的話就 是法律 。他如 果想要 大典土 
木：建 宮殿， 營陵慕 ，造 長城 ，開 運河， 不管人 民願意 不願意 ，他就 可以 用政 權來向 人民要 
錢要人 •，他 如 果想開 邊擴地 ，所 謂好大 喜功 ，或 是要戡 亂平變 ，所 謂安內 ，不 管人民 願意不 
願意 ，他 又可以 用政 權來向 A 民要錢 要人。 納稅當 兵之成 爲義務 ，在專 制政體 下生活 的人是 
最 明白的 。這也 是孔子 所謂： r 苛政猛 於虎」 的根據 一 ^ 可見其 由來一 一久 。這 政治老 虎出了 
檻， 就會逼 人上梁 山了。 

逃 避權力 的淵藪 

政治老 虎對於 每惘 解除了 武裝的 被統治 者的威 脅是一 般的。 但是他 們對這 老虎的 反應却 
不同。 

從接 受政治 老虎威 脅的能 力上說 ，愈是 經濟基 礎薄弱 ，愈是 承担不 起要錢 要人的 镦發❶ 
假如經 濟基磋 比較穩 闽些 ，他 通可以 忍痛 酎一下 ，所 爾逆 來順受 ，化些 寃枉栽 免得惹 是非， 


拉畏 r 看 ，還是 卜1 算的。 而且在 我們的 傳統裏 「要人 」 總 是可以 轉變馎 「要錢 j ， 骨肉離 
散-春 閒夢贤 人 、白 骨塡溝 壑之 類的事 不至 於發 生在常 豪之家 ，原是 事實 。如 果要逼 到非七 
梁 山不可 ，也是 偶然的 C 所以 花 貧 富之問 有看順 逆 之別。 

可是 經濟某 礎較穩 闷 的人家 ，也仵 他們不 利之處 ，所謂 r 人怕 出名 猪怕壯 」 ， 如 果政治 
老虎 擇肥 而噬時 ，情 形可 比一 身之外 無提物 的貧： ^ 史爲 尶尬。 這時財 產和 較安樂 的家庭 却成 
了 「家室 之 累」 了 。 所以 ，有產 的家室 不能 不更担 心荇 政治老 虎的 威脅。 

在平民 ，窮 到沒 有辦法 時 ，可以 硬幹 。在 有家室 之累的 资產階 級 却不大 方便 硬铨 。於是 
他們要 開闢一 個逃 避這老 虎的淵 藪了 。可是 「率十 之溶莫 非 王土」 的時代 ，沒 有租界 •，交 通 
不方便 ，海 禁未開 ，也 不能去 華府或 巴西， 連香港 都沒有 ， /p 空 間想找 逃避是 不太容 易的。 
也許這 也不是 斷不可 能， 因爲逃 之四夷 的在早 年還是 有例子 可舉 。范蠡 ，張良 ，都 會神 褪見 
首 不見尾 ，可 能是走 了的， 像老子 一般騎 了靑牛 也可以 出關 。但 從普通 人說， 逃避之 所還得 
在社會 制度中 去創造 • 

大一 統的專 制皇權 中被這 批人發 現了一 個漏洞 。捤 有無上 政權的 •大子 ，固 然可以 在政權 
的 占有上 一絲 不讓人 • m 是幅 員遼闊 的天下 ，却不 能一手 經管 。他雖 刖 未始不 想凡事 親理， 
天 子還是 人. •還是 有實際 的限制 ，所以 他不 能不 僱傭 大批宫 僚 。 

我已説 過 官僚並 非天子 的家門 ，並 不和皂 h 分亨 政權 ，他 們不過 是臣僕 。當 大一統 局面 
形 成之前 ，曾有 些人 認輿 的想建 立一惘 富有效 率的行 政機 構， 道是法 家 。 他們 的理綸 是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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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檷 典紳檷  六 

都不 錯的， 有效率 的行政 機構必 須是一 個法治 的機構 ， 一 切人 都得在 法 律之內 。商轉 實驗着 
這理 論而且 有了成 效 ，可 是他有 一小點 疏忽， 有一個 人沒有 收入法 律之內 ，那就 是天子 。這 
留 在 法律 之外的 一個人 却把法 家的理 論作廢 。商鞅 自己把 生命犧 牲了， 而且還 給後世 看成了 
個 r 現 世報」 的僧子 。「作 法自 斃」 在 歷代論 者的 筆下是 件愚不 可及的 般鑑。 —— 這 是現實 
的批 判： 如果枭 高 的權力 不受 法律 的拘束 ，稱 •侗有 效率的 行政機 構可 能成 爲無可 抵禦的 老虎 
了。 從被統 治者# 想， 官 僚 肉 己也 花 內 ，這 决不 是個理 想 ，理 想剛剛 和這個 相反， 而是一 *個 
癱 澳的行 政機構 ❶從官 僚的怠 丁； 做 到無爲 而治的 、「天 高皇 帝遠」 的、 不發生 作用的 ，被軟 
禁了的 皇權 —— 這 才是孔 孟老莊 合作努 力達到 的理想 政治。 

皇權被 軟禁的 理想 it 不易 充分實 現 ，退而 求其次 ，爲 了自身 的安全 ，道些 官僚卽 使不能 
怠 H ， 也得 爲自己 和自家 親戚朋 友們開 一個方 便之門 。他 們可以 利用着 他們在 行政機 構裏的 
位置 作掩譲 ，一侗 不 受權力 所威脅 的租界 地 • 

道侗菸 現給那 些有家 室之累 ，不敢 冒天下 大不韙 的資 產階級 找到了 一個逃 避權力 的淵薮 
了  •有 一此一 •倮 納爾 遜的戰 略： 「靠近 敵人」 。可是 這些欲 求自保 的資產 階級靠 近政權 、爲 
皇 帝當差 、進入 官僚的 戰略， 却並不 I 攻勢 ，而是 守勢； 不是 積極的 目的， 而是消 極的目 
的 —— 並 不想去 「 取而 代之 j , 而是想 逃避， 「 吃不 到自己 j 。 官僚和 他們所 掩謹下 的親親 
戚戚 構成了 中國瓧 會所 特有的 r 法律 所不及 的區域 」 ， 他 們有免 役免稅 的特權 ，但 並沒有 
政權。 


官僚 和紳士 

靠近自 己想逃 避的對 象是一 件需要 極機警 的動作 。官僚 是奴才 ，「君 要臣死 ，不 得不 
死」， r 臣罪 當誅 ，天王 聖明」 —— 這角 色是不 易當的 。他 們不能 全部怠 h , 一旦給 皇帝識 
破 ，就 會斬頭 。於 是他們 得行使 出兩 套面目 ，在 執行向 平民要 錢要人 時得特 別賣力 ，把 整個 
政治的 擔 負轉假 到平民 身上 ，使 自己所 掩誰下 的 親親成 戚 郡可以 豁免 。伹是 一旦平 民 被逼到 
挺而 走險時 ，首 當其衝 的却 又是這 些人 。天縱 神明是 + 能錯的 ，官 僚成了 替罪羊 。賣勁 也不 
好， 不賣勁 也不好 。在 這裏 ，中國 官場中 ，經了 幾千年 的磨練 ，雖 則已 有種植 傅統的 f 宦 
術 」 ， 但 是做官 並 不是一 件太容 易而 沒有風 險的事 ，宦海 也可沒 頂 • 

做官並 沒有 太大的 直接的 好處。 利用官 職直接 發財的 行爲 ，在皇 帝看來 ，不仴 是 腐化皇 
權 所依賴 的行 政機構 ，而且 是和自 己爭利 ， 在 一個 不太糊 塗的皇 帝手上 是不會 容忍的 。倮贾 
政這樣 的循吏 ，加上 內宮裏 還有着 裙帶的 聯繫. ，爲了 姪媳的 受贿， 竟免不 了抄家 ，可 見吏治 
在 專制皇 權之下 的嚴 厲了。 普通官 吏不 能不勉 爲其難 做到兩 袖淸風 的地步 。做 官旣沒 有太大 
好處 ，而 多風險 ，爲 什麼 大家 還是爭 着要做 宫呢？ 

陶淵明 是夠得 上 淸高的 標準了 ，他 有着詩 人的天 才 ，有着 獨到的 風雅， 可是他 儘管這 
樣-還 J^ 勉強 去折過 腰的。 如果折 腰不是 必要 的話 ，他 何必不 ¥  一 些 J: 田 園裏負 鋤往 來呢？ 
這是中 國社會 所不許 可的 。如 果他眞 .的 看不起 官職 •他不 去折腰 ，最可 能的他 已成了 折臂翁 

酴紳士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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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❶折 腰和折 臂之 間的選 擇 ，使人 體悉了 非做官 不可的 原因。 

做官 是得到 安全和 保障的 必要手 續 ，有一 點像打 防疫針 ，在 打針期 間可能 有反應 ，做官 
是有 風險的 ，可以 被抄家 ，被斬 頭， 皇上是 難侍候 的。 PJ 是反 應受過 ，僦可 以免疫 r 。 當 
然， 道個 譬喩 有一點 不太切 ，防 疫針 祇能自 己免疫 ，而做 官所能 掩護的 虛^却不止 個人 。於 
是又發 生了一 種辦法 ，就是 一個集 團遺 派代表 去 做官； 一人 升官， 雞犬安 寧。 

傳統社 會裏的 大家族 就是道 種圃體 .。全 族人 合力供 給一個 人去上 學 ，考上 了功名 ，得了 
1 官半職 ，一族 人都靠 輜了 。在 朝廷裏 沒有人 ，伤 鄕間想 保持財 產是 困難的 。像 顧亭林 M 樣 
德 高望重 的學者 ，改換 了朝代 ，寧可 閉門 讀書 ，簡 從旅行 ，但 是爲了 安 全和保 障還是 不能不 
派他 外甥到 朝廷裏 去事奉 異族 。他這 種做法 ，其 實在 邏輯 上並 不矛盾 。中國 的官僚 並不 U 疋分 
享政 權的， 他們和 政 權本來 是處於 敵對的 地位。 事奉他 ，就在 軟禁他 ，逃 避他 ，並不 改變其 
敵對 的地位 。這 是美 國社會 學家孫 末楠所 謂敵對 的合作 。外 甥做官 ，保障 舅 的安全 ，甚 
至可以 使 MB 能安 心去下 革命 的棟子 。在 他們看 來可以 毫不 矛盾。 

中 國傳統 的官吏 並不認 眞做官 ，更不 想終持 做官； 打防疫 針的人 决不以 打 針爲樂 ，目的 
在免疫 ，和免 了疫的 康健。 中國的 官吏住 做 官時掩 護他親 親戚戚 ，做 了一陣 ，他任 務完成 * 
就要吿 老還鄕 f ， 所謂 「 歸去 來兮」 那一套 。退隱 山林逄 中國人 的理想 。這時 ，上 邊涣 有了 
隨時可 以殺他 的主子 ，周圍 是感激 他的親 戚街坊 ，他 的財 產有了 安全， 面阒團 ，不事 耕種而 
享受着 農業的 收益 這是 r 衣錦 還鄕」 的景况 ，是 中國 專制政 治之下 的特權 人物的 享有 。他 


們决 +3! 險去觊 級政權 ，他 們的核 子都不 准玩咎 r 做皇帝 」 的遊戲 。他 們更不 想改 革社， 會制 
度， W 爲他 們一日 ；把皇 權的 威# m 除 ， 或推遠 f , 他們. 就不 能靠這 制度 得到經 濟的特 權。， 
他們 !: 農業經 濟中 a 不必體 力勞動 的旣得 利益者 ，他 們可 說是不 勞而 獲的人 ：—— 這 穐人就 
是紳士 。紳 士是 退任的 官僚 或是官 僚的 親親戚 戚 。 他們 在野 ，可 是朝 內有人 。他們 ♦沒 有政 
權 ，可是 有勢力 ，勢力 就是 政治免 疫性 。政治 愈可怕 ，苛政 猛於虎 的時候 ，紳 士們免 k 性和' 
掩護作 用的價 値也愈 大 。託庇 豪門才 有命。 

紳士和 宵 僚互相 聯起來 才發生 上述的 作用， 於是我 們可以 瞭 解爲什 麽我們 會一直 沿用着 
封建 時代所 傳來的 大夫和 士這 U 個名稱 ，而且 自從顚 倒了次 序成 爲士大 夫之後 ，我們 一直把 
這兩 個名稱 聯用着 竟成了 一個名 詞了。 

紳 士是士 ，官 僚是火 夫。 士大夫 聯成了 中國 傳統社 會結構 中 i 锢 重要 的層次 ，就 是到現 
在還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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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知識 階級』  * 孝通 

知識 階級 a 是 一個很 流行 的名詞 。這 名詞指 示了中 國社會 在「 知識」 上發生 了分化 ，其 
中 有一部 分人以 r 有 知識」 作爲異 於他人 的特性 。這裏 發生了 問題： r 知識」 怎麼 可以成 爲 
社會分 化的基 礎呢？ 可以分 化社會 的知識 是什麼 性質 的呢？ 這類知 識怎麼 會 獨占在 某 一部分 
人的 手裏？ 這種獨 占 有什麽 好處？ 怎樣加 以 維持？ 這一部 分怎樣 在社會 裏構成 階級？ 這種結 
構對 於中國 現代化 有什麽 影響？ 這 些是我 想在本 文裏提 出來討 論的 問題。 

知者 的知識 

可以 成爲 瓧會分 化基礎 的必須 是可別 的標暢 。男 女兩性 常是分 化甚礎 ，因 爲他 們是可 
别 的 。現代 社會中 主要的 分 化是根 據經 濟的 ，但 並不是 貧富， 貧富是 相對的 「差 」 而不是 
r 別 J 。 分 化現代 社會的 是生產 H 具所 有權 的有無 C 捤有 生產 H 具的 和沒 有生產 H 具 的形成 
兩種 不同而 且對立 的階級 。這 樣說來 知識怎 麼能成 爲社會 分化的 某 礎呢？ .世界 上豈能 有毫無 
知識的 人呢？ 如果沒 有人能 毫無知 識而繼 績生活 ，知識 也决不 能成爲 一部分 人所特 具的了  e 
我們 憑什 麽可以 說 r 知識 階級 」 呢？ 

知識 是所知 ，知 是人類 所共具 的能力 ，所以 知識是 凡人皆 有的* 但是在 古書 裏也有 並不 


把作 名詞之 用的知 字廣泛 地包括 I 切所知 ，而 且用知 字作爲 形容詞 時" 如知者 的知字 ，意義 
也更狹 。現 代所流 行的細 識 分子一 詞可 能是相 近於古 書所謂 知者。 

我們不 妨以 論語 裏知字 的用法 作例： 

知字作 爲動詞 時是和 我們屬 通所說 「知 道了」 的知字 是相 同的。 例如： 

父 之年不 可 不知也 o 
殷因於 夏禮， 所損益 ，可 知也。 

何是 知字成 爲名詞 時 却可以 有 狹義的 用法了 。例 如： 

樊 遲問知 。子曰 ，「務 民之義 ，敬 鬼砷 而遠之 ，可謂 知矣。 J 
子曰： r 蓋有 不知而 作之者 ，我 無是也 。多聞 ，擇其 善者而 從之； 多見 而識之 —— 
知之次 也。」 

樊继 問知。 子曰， r 知人。 」 樊遲 未達 。子曰 ，「舉 直鍺 諸枉， 能使枉 者直。 」 

M 裏所謂 知 ，期然 不單是 「知逍 r」 ， 而是指 「懂了 道理」 。 j: 第二 條文 裏孔子 說明了 
行爲的 普通 過程： 先是聞 i 見； 接下去 是擇 、識； 於是知 ，知 才有作 。知 之異於 聞見是 在 有 
所擇識 。擇 的根 據是善 •識 是加以 辨別； 因之我 們可以 說知 是明白 r 行爲標 準加以 擇識 的作 
用 。所謂 行爲標 準就是 「舉 直錯 諸枉」 裏 的直字 。知 f 之後 ，對 己還要 「從 之」， 對人還 
要 「他赶 」 ，那是 r 作」 。所以 孔子 可以直 接以 標準 行爲 的規範 來說明 知 。 凡是 對民能 「務 
本」 ，對鬼 祌能 「敬 而遠 之」 的就可 . 以說 是知了 。知 在這 裏不 祇是人 的能力 ，而是 人的德 

A r 知蟊 睹級 j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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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可以 和仁 勇並 稱。 m 之， 知者並 + 是栺聰 明 人， 智力高 的人 ，或是 見聞極 廣的人 ，而是 

在人類 所知的 範圍裏 本來可 以极 據所知 的性镝 分成唞 類 ，一是 知道 俱 物是怎 樣的， I 是 
知 道應常 怎樣去 處理 事物。 前者是 A 然知識 ，後盏 是 規範 知識 。論語 裏所中 述 的知是 屬於規 
範知識 。依孔 子看來 ，凡是 羿 長於规 範知識 的人 4 以 不必 有，： n 然知識 。 孔 子 所代表 的 知者是 
r 四體不 勤 ，五 穀不分 」 的人物 •分 辨五鈒 X ,M 然知識 ，對 於知者 逯不 必：裝 的。 

樊遲請 學 稼 。子曰 ， r 如老農 。 」 請 學爲圃 •曰， r 吾不如 老圃。 j 樊遲 出。 
子曰 •  r 小人哉 ，樊 須也。 h 好禮， Hlj K 莫敢不 敬； 上好義 ，則仗 莫 敢不服 ；上 好信則 
民 莨敢不 用情 o 夫如是 ，則 四方之 UI , 襁負 其子 而至矣 ，焉用 稼？. 」 

這段 話不仴 說明— 知識對 於和孔 子一般 的人是 沒有 價値的 ，而 且從 此可以 看到 這種人 
的社 會地位 。他 們是在 「上 _一 的 ，在 他們 之下的 是 r 民 」 ， K 是植田 柿 菜的人 。在 上的 人所 
要的 L 獲得 這些民 的敬服 ，方 法是好 禮‘好 莪  '好信 。禮 。義 、信 是規範 ， 明-m 這些规 範而 
實踐 UL 知 。有规 範知識 的人不 ‘必 親自 勞作的 。這柿 社 會結構 到了 孟子口 上說得 更淸楚 。苻一 
次有惘 叫陂 相的在 孟 子的面 I 宣傳許 行的 「賢者 與民並 耕而食 J 的主張 。孟 子聽了 大不以 爲 
然 。他認 爲社 會必領 分 H : 耕 、織 、機器 、陶冶 不能由 一 人經營 。這是 從經濟 原理立 論的； 
仍是他 ‘一轉 ，刦用 分工的 原 现 去維持 政治上 統治者 和被 統治 者的分 化了 。在 道裏他 說明了 
「在 上」 者的 特權。 他說： 


百 工之事 ，固 不可耕 且爲也 ，然 則治天 下躕 可耕且 爲與？ 有大 人之事 ，有 小人之 
事； 且 一人之 身而百 工 之 所爲備 ，如必 自爲而 後用之 ，是率 天下而 路也 。故曰 ：或勞 
心 ，或 勞力； 勞心 者治人 •，勞 力者治 於人； 治於人 者食人 "治 人者 食於人 ，天 下之通 義 
也 0 

我 引用了 上面的 兩段話 ，目 的是在 想指出 ，自 然知識 和規範 知識的 分別包 含着社 會分化 
的意義 ，自然 知識是 農圃百 H 所賴以 爲生 的知識 ，用 普通的 話說， 是利用 自然來 生 產的知 
識 。規範 知識是 勞心者 治人的 H 具 ，統 治別人 的可以 「食於 h 」， 由生產 者供養 ，所以 自己 
可不必 生產； 不事 生產才 能四體 不勸， 才能五 榖不分 ， r 焉用 稼」？ 

規 範帶來 了威權 

孟 子雖則 說這 種社會 分化是 r 天下之 通義」 ，仴 並沒有 說明那 些勞心 的 ，或如 我在上 面 
的解釋 ，那 些具 有規範 知識的 爲什麼 可以 在上 ，可以 治人 ，可以 食於人 。我們 如果要 分析這 
些知 識分子 怎樣得 到他們 這種社 會地位 ，通 義兩字 是不能 滿足我 們的。 我覺得 知識分 子的地 
位有 一部是 從規範 知識的 性質裏 發生出 來的， 因之， 在這 裏我們 還得再 分析一 下規範 知識的 
性質 o 

A 們生 活上 的需要 ，衣 食住行 ，在在 得用自 然的物 資來滿 足 。可是 人並不 能任意 取給於 
自然 ，像祌 話裏的 仙女一 般說什 麽就有 了什麽 .，人 得依顧 着自 然運行 的原則 ，•才 能以 自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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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爲己用 。要 能依順 自然原 則 ，必然 先須明 白 知道這 些原則 ，自然 知識是 這些 原則的 認識。 
臀如坍 擦可以 生火是 人類很 早也是 很重 要的自 然知識 。佴 是要生 火的人 並不是 隨意把 東西磨 
擦 一下就 r 以得到 火的 。生火 的知識 的 內容必 須包含 用什麽 東西 ，怎 樣磨擦 ，磨 擦多久 等等 
許多 條件。 !: 這些條 件下 \ 能實 現磨 擦生 火的自 然原則 。這 許多物 質條件 和手藝 是技術 。技 
術規定 了 !: 一 定程序 下得到 一定 的效果 。它 可决定 火生得 起生不 起來。 

花 人類生 活中 ，我 們並 不是爲 生火而 生火的 。生火 是爲了 要達到 另外钠 目的 ：煮飯 、取 

暖 、照明 、敬祌 - 於是 發生了 另外一 套問題 ••爲 了某 種用處 應當在 什麼 時候 、地點 、場 

合 ••由 誰 去生怎 麼樣 的火？ 生火 在這裏 a 不是 一件孤 立的活 動， 而是鞲 惘社會 制度中 的一部 
分。 !; 和生 活的關 聯上 ，生 火的活 動附矜 了價値 觀念 ，有 着應當 不應當 的問題 。這是 孔子的 
所謂禮 。同 一件事 ，同一 楝動作 ，在 不同情 形中， 有時是 應當的 ，有時 是不镳 當的。 

r 管仲禮 知乎？ 」 曰 ，「邦 君 樹塞門 ，管 氏亦樹 塞門； 邦君爲 兩君之 好 ，有反 坫， 
管氏亦 有反坫 。管氏 而知禮 ，孰 不知醴 ！ 」 

决定 「應 當這 様不是 那樣」 的是 我在本 文中所 說的規 範知識 ，和 技術所 根 據的自 然知識 
性質 上是不 同的。 

自 然知識 有正確 不正確 ，不正 確就達 不到所 要的锋 果。 不明白 ，或 明白了 不遵守 ，磨擦 
生火 的技術 ，結果 是生不 出火， 因之我 們不需 要另 外一種 力量去 防止人 們不遵 守正確 的自然 
知識 。規 範知識 則不然 。人 們不遵 守應當 的規範 ，雖 則也 會引起 有損害 於社會 的結果 ，但是 


這損 害並不 很容易 看到 ，而且 對於個 人可能 是不受 損害的 。所以 爲了保 障社會 共同生 活的人 
大家的利益，不得不對於不遵守規範的人加以制裁，快「應當返樣」成爲「不敢不這樣」。 
制裁 作用 需要 威權的 支持. 。威 權的來 源 是社會 共同的 意志 ，可是 祉會上 所有的 人不能 大家參 
加制 裁的 r 作 ，所以 得 把威權 授於若 •十人 物去代 理 大家铋 行道任 務 。這 樋人是 相當於 上節裏 
所提 到的知 老 I 

在一個 變動很 少的社 會屮 ，從货 際經 驗裏累 梢桫來 的规 範時常 是酎 會共同 生活有 效的指 
導 。規範 對於社 會 生活的 功效不俏 是它 存在的 理由 ，也是 受到社 會威權 支持的 理由。 社會威 
權的 另一面 就是人 民的 悅服。 悅服的 原因是 住 從此可 以獲得 生活上 的滿足 。社會 結構不 變 
動 ，規範 成了傳 統，！ 一 往的成 效 P. 规範 取信 於人的 憑藉。 

子曰： r 述而 不作 ，信而 好古 ，竊 比於我 老彭。 」‘ 

子曰 ： r 甚矣， 吾衰也 。久矣 ，吾 不復夢 M 周公。 」 

子曰 ••  r 我 非生而 知之赉 •好 古敏 求之者 也。」 

他認爲 他所做 到的不 過是把 傅統說 說罷丁 ，傳統 是古時 傳下來 的規範 ，周 公是傳 說中創 
立 這些規 範的 人物。 

傅統 的社會 也可以 稱作 威權的 社會。 在這種 紙要遵 守現存 的規範 就可以 解决 生活上 谷锺 
開題的 社會 裏做人 ，他 們不必 去推究 r 爲什 麽」 的問題 ，祇 要問 r 應當 怎麼辦 」 或是 「以 
前人 曾經 怎麽 辦的 j 就 夠了。 r 民可使 由之， 不可使 知之」 的時 代是傳 統規範 有效的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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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權 典鞞權  1 六 

也是社 貪 結構不 常變動 的時代 C 那時 的問題 是誰 知遒 規範？ 誰 知道傅 統？ 他 們服從 規範和 渖 
統 ，懞 一個 H 陡 服從技 術一般 -技術 由師傅 傳受 ，師 傅是 知道技 術的人 ，他具 有威錤 。同樣 
的 ，知道 傅統 的人具 有社會 的威錤 。 

在這裏 我得加 上一個 註解， 道威 頦和政 權可以 是 不同的 C 我在 「論 紳士  J  一文 中肴 重的 
說， 中國的 士大夫 並不是 捤有政 權的人 。在 中國 ，政權 和這 裏所 講的 社會威 權是很 少相合 
的。 政權娃 以 力致的 ，是征 服者和 被征服 者的關 係 。這菓 所 講的威 權是社 會 對個人 的控制 
力 r 儒家尚 然希 錤政 權和社 曾本身 所具 的控制 力相合 ，前 者單獨 被 稱爲鹿 道 ，相 合後方 是王 
道 C 但是 事實上 並沒有 成功的 。 孔子 始終是 素王， 素王和 皇權並 行於天 下， 更確切 一 些說， 
是上 下分治 。地 方上的 事是素 王統治 ，衙 i： 裏是 皇權 的統治 。皇 權向來 是不干 涉人 民生活 
.的 ， 除 了少數 暴君 ，才在 銪 定的 賦役之 外搔亂 地 方社曾 的傳統 秩序。 

文 字造下 了階級 

在生活 比較簡 單的胜 會裏 ，規範 的知 譎並不 是少數 人所特 有的 >  凡是 在行爲 上表 示出有 
暹種知 識的就 可以享 受傅統 的威權 ，並 不須特 殊的 資格。 

子垔 曰 「》 賢 B 色， 事父撕 能竭 其力， 事君能 致其身 ，輿 朋友交 ，言而 有信。 雄 曰 
未學 ，吾必 謂之學 矣。 J 

沒有 特殊資 格的原 因是茁 每個 人都 有和這 湩知 識接觸 的機會 。道種 知識是 在世代 間和社 


會裏口  口相傅 ，人人 相習的 。論語 開宗明 # 的第一 句裏就 用 習字來 說明學 。搂 着提到 曾子的 
三省 ，最後 一條是 「傅不 習乎？  J 論語 裏充 滿着聞 ，問這 一類 直接口 頭交諛 的方式 C 孔子自 
己是 r 不恥 下問， j 「入 太廟 ，每事 問。」 到現在 學術和 「學 問」 還是 相通的 ，在那 時文字 
顯 然並不 占重要 的地位 。 「 行 有餘力 ，則以 學文 ◊ j 

但是生 活逐漸 祺雜 ，去古 日遠 ，口  口相傳 的規範 發生了 派別的 出入時 ，就有 「镦 實」 的 
問題 ，那時 文獻才 成 r 定瓛 的憑 證。 

子曰 .夏 禮吾 能言之 ，祀 不足 徴也； 殷醴 ，吾 能言之 ，宋不 足徵也 ，文獻 不足故 
也 ，足則 我能徴 之矣。 

文獻却 不是大 家 ir 以得 到的. 文字也 不是大 家都識 的 。規範 ，傅統 ，文字 結合了 之後， 
社會上 才有 知道標 準规 範知識 的特 殊人物 ，稱之 爲君子 ，爲士 ，爲 讀書人 ，爲 知識分 子都可 
以。 

我在 r 論文 字下鄕 j  (見 r 鄕土中 國」) 裏曾 說鄕土 社會是 有語無 文的。 中國的 文字並 
不發 生在 鄉十 ：基 層上 ，不最 人民的 ，而 是廟堂 性的， 官家的 c 所以 文字 的形式 ，和文 字所栽 
的對象 都和民 間的性 格不同 。象 形的字 在 學胬 上需要 很提 的時間 ，而 且如 果不常 常用 ，很容 
易遺忘 ：文言 文的句 法和白 話不同 ，會說 話的 人不一 定就 曾作文 ，文 章是另 外一套 ，必須 另 
外學軻 ； 文字所 載的 又多是 官家的 文書 ，記錄 和史實 ，或 是一篇 篇做 人的道 理 -對於 普通人 
民沒 有多大 用處的 。這 類文 字不 是任何 人部苷 學習的 機會 。沒 有長期 的間暇 不必打 算做讀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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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權 與紳榧  J a 
人 o 間暇 A: 中 國傳統 的匮乏 經 濟中並 不是大 家 J 以享有 的 。盡诂 利用體 力來生 產的技 術中， 

中也 不能有 較 長的假 明 。 因 之， 如我作 t 祿村農 F」 ：災 所描 寫的 ：生逄 赉沒# mj 暇 ，有問 暇 
的不 事生產 ，生產 和 mj 暇； it •相排 斥 。換 一句 話說 ，除非 •一個 人能桫 到生產 為的供 養 ，是不 能 
脫離勞 作的。 花以 農爲卞 的中 國經濟 中， 道钝 /. &多沾地 主 ，而 ksy 相常大 的地主 ，大 到能 
靠 收租維 持生活 的地主 。冇資 格冶咨 的必頌 w mj 暇 ，祇布 地主 們有 mj 暇 ，於是 讀書人 也就限 
制 A-: 這 一個經 濟階級 中 r 。 

孟 子所說 勞心漭 食於人 的通義 ，並 不迠說 勞心是 1 锺應该 受 到供疾 的服役 ，食於 人是他 
們， 應得的 報酬； 而是說 非有 食於 人資格 的不配 勞心。 

不勞力 的人 本來並 不 LL 非 勞心不 舛的 ，換 一句. p 說 ，一個 靠存特 權而 得到 生產者 供養的 
人 ，不俏 不必有 生 產所需 要的技 術知識 ，也 不必有 任何其 他知識 ，他可 以儆哉 遊哉的 過他寄 
生 的日子 。如果 他這樣 ，他 的特權 nr 就不安 全 f 。 特權娃 要靠力 M 來維 持的： 暴力 ，政櫬 或 
社 會威權 。 文字 是得 到社會 威權和 受到 政權保 譙的宵 僚地 位的手 段 。 於是不 但祇存 這補 階級 
有資格 _書 ，而且 道純階 級 亦有誠 宵的黹 . 装 。兩相 配合而 成了這 種階級 的特點 了❶ 

运渖配 合的結 果却發 生了 技術 知識和 規 範知識 的分化 。我 的窟思 是：並 不是因 爲 知識本 
身 lr M 有這 兩 m 的分別 ，好像 男 女之別 一般 ，發生 鸩社 會的 分化； 而是因 爲祉 會上不 同的階 
級因爲 他 們不同 的地位 、需要 、和 能力吸 收了不 问 性質 的知 誡 ， 而使 上述 兩種知 識分離 P 兩 


種人 裏面。 

如我 在上面 所說的 ，技 術知識 和規範 知識本 是相關 相聯的 。但 是規 範知識 和文字 一旦結 
合而成 了不事 生產者 的獨 佔品時 ，它和 技 術知識 脫離了 。這樣 一 脫離， 技術也 就停頓 了 。 我 
已說過 自然知 識一定 要通過 社會才 能被應 用而成 爲有用 的技術 。社 會必 須决定 某植自 然知識 
怎樣 去安排 在社會 制度裏 來增加 那些 人的生 活享受 。安排 這事的 人必須 是明 白技 術的人 ，不 
然就 無從 安排起 。那些 r 四體 不勤 ，五 穀不分 j 的人 如果 有着决 定應當 怎樣去 應用耕 種技術 
權 力的話 ，他祇 有反對 r 淫巧 」 以 m 止 技術的 改變了 。現 代技術 的進步 是生產 者取得 了决定 
社會規 範的權 力之後 的事。 I 旦 這權力 脫離了 生產者 ，技 術的進 步也立 刻停頓 。 

傳統社 會裏 的知識 階級 是一個 沒 有技術 知識的 可是 他們獨 佔 着社會 規範决 定者的 
威權 ，他們 在文 字上费 h 夫 ，在菘 技上求 表現， m 是和技 術無關 ，中國 文字是 最不適 宜於表 
達技術 知識的 文字； 這也 是一惘 傳 統社會 中經濟 上的旣 得利 _ 階級 ，他 們的興 趣不是 在提 
高生產 ，而 是在鞏 固旣得 的特權 ，因之 ，他 們着服 的是规 範的維 持 ，是衞 湩的 。眼 睛裏 祇有 
人和 人關 係的人 ，他 不免是 保守钓 ，人 和人的 關係要 安排 到調協 的 程度必 須先 有一個 宋定的 
基礎 ，這基 礎就 是人和 自然 的關係 。所 謂保守 是指不 主 張變動 的意思 。眼 睛裏祇 苻人和 自然 
關係： ？ 人 ，單就 技術上 打算的 ，他不 免娃不 肯停的 ，前 進的 ，：要 變的； 在經濟 ，在 效率上 
講 ，那是 沒底的 。技 術的 改： 變使 人和 人的關 係不能 不隨畚 改變 ，於是 引起不 斷 的社會 的變 
動 -變動 中人和 人 可能得 不到調 協， 發生銜 突  >  增加 生活上 的痛苦 。中 國的傅 統知識 分子是 
M  r  知 aft lv 級  j  I  九 


前一 種人， 他不瞭 解後 一種人 ，因爲 他們是 沒有 技術知 識的人 . 。 

現代知 識分子 

當屮 國被 西洋的 經濟 政治的 擴張刀 M 帶進現 代 y* 界時 ，在社 會上進 着威 權  >  指 導着 「 茌 
下者」 應 常怎样 應付琅 境的 人物 ，就是 我 J: 上 tj 所分析 的知識 階級、 >  中圍 接受 外來义 比的影 
饗 並不 自現代 姑 ，印度 文化付 經有 力的進 入過 中土 ，俏 是道枧 外來文 化並沒 有引起 砒會 結構 
上的 紊亂 ，也許 tL m 鸩所傳 入的正 适 中國知 識分+ 所熟 習的屬 一套 ，象徴 性的 .文 字的 -思 
想的那 一套。 他們明 白 怎樣去 應付 ，怎 樣去 接收 ，怎 樣去加 I 浅化 。可是 現代從 11 洋所 進米 
的那一 套却 不同了 。 H 業革 命之後 所發生 的那一 套西 洋文 化是以 &然 知識和 技術作 m 心的。 
那挪巧 是狀 們知 ■分子 的外行 ，不 祇是 外行， 而 JI 瞧 不起的 那 一套。 

文 化的俾 播是 受到社 付結樯 的限制 的。 我們用 Y 這個 N 然知㈤ 和 規範知 屬 分化 的格鸠 去 
和 M 洋文化 栩 接觸時 ，西 洋文化 的笛 心也就 無法傅 播巡來 。中一 :與 有自然 知識 ，依邾 技術爲 
生的人 ，限於 他們的 財力 和社會 地位 ，不容 易和西 洋 文化相 榇觸 。他們 可以從 殉汴運 來的貨 
品和丁 ；具 上間接 地去猜 想西 洋的技 術 ，仴是 很少機 會可以 砟 接太傅 授技術 。(中 阈瓯 人模滅 
洋货 的能力 是驚人 的。) 和西洋 文化 有機會 直 接往來 ，馑 他們 的文字 ，能出 祥的 却多是 知 
識分子 。在 這階 i 發生了  ！， 屮 學爲體 •西 學爲用 」 的公 式记公 式不過 是中阈 瓧會結 構本 
身格式 的反映 。在逭 公式下 ， r 在 上 者-i 看 到西 洋技術 的效 用-何 3 他們依 谘波 把這糨 知識 


割裂 於規範 知識， 他們要 維持社 會的形 態而強 行注 入新 的技術 —— 一件 做不通 的事。 中阈知 
識分子 並不是 不能明 白 西洋也 有一罃 所謂精 砷文明 的。 西洋的 曆 、數 、哲 * 理 、都 比了我 們 
自己的 強 P 道 套東西  >  花 純粹理 論方面 ，是中 國傳統 知識分 子所能 接受的 。以 我個人 所熟悉 
的針智 科學說 ，穆勒 、斯 賓塞 、孟 德斯鳩 、亞 丹斯 密等名 著 很早巳 有嚴復 的譯本 。道 些理論 
是工 業革 命之後 西洋现 代文朗 的理論 基礎 ，伹 是當 這些 理論傳 進中土 ，却並 沒 有激起 H 業革 
命 。這 說明 了這恋 理論一 定要和 現代技 術配合 了才發 生作用 ， 1 E 脫離 了技術 ，祇成 了一篇 
文章 罷了。 一 ^知識 分子 不能漭 煎两 洋 文化的 理論或 是技術 ，他 們同樣 的並不 能把握 住兩者 
的關聯 。他 們不 能這樣 ，因 爲他 們生活 所 倚的社 會 結構是 一個把 知識分 化了的 結構。 

中國 知識分 子受着 這種傅 統社會 結構的 拘束， 使他們 不能在 中國現 代化的 過程中 担當領 
導的 貴任 。我 道樣 說並不 單指已 經過去 的一代  >  我 很有意 思想包 括我們 自己逭 一代在 內。 !: 
我們 這一代 裏 ，學習 M 程和 技術的 人數 是多了 ，他們 而且已 經有機 會直接 到西洋 去傳授 。但 
是當他 們學習 的時候 ，他們 却時常 祇注意 自 然知識 和技術 ，生 火怎麼 生 法一類 的問題 ，並不 
想 到火應 當生花 什麽 場合裏 ，對 於社會 的影響 怎樣。 等他們 「學成 J  了衣錦 榮歸後 ，他 們會 
一轉 而成 爲食於 人 ，治人 的人物 ，他 們繼承 着傅統 知識階 級的社 會地位 ，是 「在 上者 J 。 他 
們的祖 宗是沒 有技衡 知識 的人物 ，但是 他們有 適合於 當時社 會的規 範知識 。現 代的知 識階級 
有了 不加以 實甲 的技 術知識 ，佴 是沒有 適合於 現在社 會的規 範知識 。這種 人物在 瓧會 裏是不 
健全的 。不健 全的人 物去領 導中國 的襄遷 ，怎能 不成爲 盲人騎 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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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權 典鞞權  二二 

或 者有人 會覺得 我這種 學說是 遇分的 。我但 願如此 ，希 望現 代的知 識分子 不致這 樣的不 
健全 。但是 我的看 法却是 從我在 現有的 工 廠裏觀 察 出來的 。在我 們所硏 究過的 H 廠裏 ，凡是 
學校出 身的， 决不願 意當技 H ， 一定要 做職員 。職 員不但 是一惘 社 會地位 ，而 是動筆 ，動 
嘴 ，不 動手的 人物。 H 程師 和技丁 ：的區 別 是前者 經過別 人的手 去運 用機器 ，而 後者用 自己的 
手去運 用機器 。我 們且不 必去問 一個不 直接 用自己 的手接 觸機器 的人是 否眞的 能熟習 技術， 
我覺得 特別關 心的是 這些學 H 程出 身的 H 程 師並不 知道怎 樣去有 效的利 用別人 的手； 那是 H 
廠管理 ，人 事重於 技術的 職務， 也正是 中國新 H 業裏最 缺乏的 人才。 

爲什 麽？ 道是傳 統的 知識分 化還是 活着的 緣故。 

最 近哈佛 大學费 正淸教 授曾說 ：現代 技術進 入民間 是中國 現代化 最急需 做到的 ¥ 但是 
傅統 的社會 結構却 一直在 阻撓這 件事的 發生。 他是從 中國前 途着眼 而說的 。如 果我們 回頭看 
到知識 階級 的本身 ，我們 不免會 爲他們 扭心了 。以整 個中國 歷史說 ，也 許從沒 有一個 時期， 
在社會 上處於 領 導地位 的知識 分子曾 像現在 一般這 樣無能 ，在决 定中國 運命上 這樣無 足輕重 
的 。我這 篇分析 是想答 覆這個 問題： 爲什麼 他 們會弄 到這個 地步？ 

中國知 識分子 是否還 有前途 ，要 看他們 是否能 改變傳 統的社 會結構 •使 自然 知識 ，技術 
知識 ，規 範知 識能總 合 成一體 ，而把 他們所 有的知 識和技 術來服 務人民 。使知 識不成 爲一個 
耻會 階級的 獨占品 。也躭 是銳打 破道知 識成爲 階級 的舊形 德。 


論師儒  費孝通 

我在 r 論紳士 」 一文裏 曾想對 那種被 稱爲士 大夫的 人物在 傳統政 治結構 中的地 位加以 分 
析 。我 的看法 是認爲 A 從火一 統的集 權政治 確立之 後士大 夫並沒 有握過 政權。 我所謂 政權並 
不指 做官 ，而是 政 策的决 定權， 也就是 國家的 主權 。在封 建時代 ，主 權屬於 貴族； 在 r 陛卽 
國家」 的皇 權時代 ，主 權屬於 皇帝 。我 自己問 自己： 爲什麼 中國的 歷史裏 不曾發 生中飧 階級 
執政的 政治結 構？ 這問題 使 我對士 大夫階 層 的政治 意識發 生興趣 。他 們怎麼 不去 和皇 帝爭取 
政權？ 中 國怎麼 不 發生有 如英_ 大憲章 一類的 運動？ 這種在 經濟上 是地主 ，社 會上是 紳士的 
階 層怎麼 會在 政治上 M 樣 消極？ 道 些問題 顯然可 以從 多方面 去硏究 ，我在 「論 紳士」 一文中 
已經提 出 過 一些意 見 ， I: 道 裏我想 再挑一 點出來 發 揮申引 ，所挑 出來的 一 點是 他們自 己對於 
自己政 治地位 的看法 。道 種看祛 並不是 士大夫 階層不 去爭取 政權的 r 造因」 ，祇是 一 種維持 
傳 統結梢 ，那種 r 陛卽 國家」 的政治 結構， 的意識 ，本身 是 一種支 持結構 的力量 ，使 這結構 
不易改 變。 

任 H  一 種社會 結構必 然包括 一 套意識 ，就 是餺 爲應 當如此 的態度 。它 支持 着那锺 結構。 
我 在纪 裏 想說明 被皇權 所控制 的士大 夫用什 麼態度 來認取 他們和 皇權的 關係。 我把道 種士大 
夫的 基 本政治 意識 加以說 明 絕不包 含我本 人赞同 這 種意識 的意思 。(因 爲有一 部分不 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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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分析 H 作的讀 者曾爲 了我分 析這套 傅統結 構和意 識而認 爲我在 提倡 這套 結構和 意識 ，所 
以不得 加這 I 句 話。) 我餛 爲惟有 明白道 種意識 的內容 ，我們 才能在 要求 改革社 會結 構時， 
克服运 稱阻 礙改 革的 力最。 

道統 和政統 

傅統士 大夫的 政治意 識中有 1 個很 重要的 觀念 就是道 統❶道 統這個 觀念在 皇權確 立之前 
a 經後生 ，而 旦我 們也可 以說 ，這觀 念的成 熟才使 皇權的 結構能 夠確立 。因 之我們 g 分析道 
1 直到現 在還發 生作 用的傳 統政治 意識時 ，不能 不推到 皇權確 立之前 ，尤 其是 封建和 皇權交 
替 的過渡 時期 ◊ 

我 並不願 意把一 種社會 意識的 形成歸 原於一 二思 想家的 言行。 P 我淆 來， 一 個時 代的思 
想家 * 他們的 言行 能被瓧 會 所接受 ，主耍 的是因 爲他們 反映了 社會上 一般 的觀點 ，他 們不遇 
把巳經 由客觀 的社 會事實 所造成 的觀點 用 比較明 白 和肯定 的言行 表達了 出來罷 •了 。在 封建過 
渡到 皇權時 ，最能 反映出 這趙势 的 思想家 是儒家 。僑 家最 後能超 過其他 百家而 成爲皇 權時代 
最有力 的思 想體系 ，可以 說是 因爲它 所表 達出來 的觀點 是最 適合 於皇權 時代政 治結構 中所需 
的意 識形 態。 

逬統 M 個 親念有 $ 所根 據的社 會事資 ，這 社會 事實就 是 發生了  一個沒 有政 治權力 的士大 
夫階 M 。 把道 觀念說 出來， 而且龃 嫌成 有系統 的理論 的是 儀家 。儒家 的理論 是跟着 紕會事 W 


的演 變而逐 漸發 展的。 爲了傅 統社會 中威權 寄托在 傅統， r 邊去 的前 例」， 所以 凡是要 取信 
於民的 ，不 能不 常常 「託 古」 ，所謂 r 述而 不作 」 ， 其 實是修 改史書 。在那 種時代 ，歷 史並 
不一定 是 實際社 會事 實演變 的記錄 ，它 和神話 是並不 相分的 。正 因爲 這個緣 故 ，理論 ，史 
實 ，祌話 浞合的 程度高 ，它們 反映這 時代實 際需 要的程 度也高 。我 們讀一 節記載 ，對 於他的 
r 寓意 j 應當潸 得比 「事實 」 更重。 【所謂 「离意 J 是指 這故事 在當時 (說這 故事的 時候) 
社倉上 發生 的作用 ，所 謂 § 蚤 指 故事内 容的巽 實性 一 。 

我說 道一段 I 是 要指明 我雖 則在下 面要引 用若干 有踽於 孔子的 言行 ，來說 明儒家 道統觀 
念 的內容 ，但 是這 些言行 是否係 孔子當 時實有 的記錄 ，並 不是 重要的 。孔 子是生 在封 建和皇 
權交替 遇程 的前期 ，他後 來在皇 權確立 時期被 推崇爲 r 萬世 帥表 J , 所 推崇的 却是在 皇權時 
代有 關孔子 的傅說 ，其 中無疑 地有許 多附會 和砷話 。並不 一定是 實有 的孔 子一生 的事蹟 。但 
是在 這些附 會和紳 話中却 更可以 使我們 看得出 懦家和 皇權 庄推崇 孔子的 時代的 關係來 。我知 
道有一 部分讀 者可以 說孔子 是皇權 確立以 前 的人物 ，不 能用來 說明皇 權時 代士大 夫的意 識； 
所以 我要 作上述 的說明 。我 在這裏 所提到 的孔子 ，主 要的 是漠 代士大 夫 所奉以 爲師 表的孔 
子 ，這 是個傅 說或紳 話性 的孔子 ，正是 道個孔 子才異 正象 徵了皇 權時代 士大夫 的表率 ，一直 
到现 在還 沒有完 全死去 的模型 r  . 

道統 觀念的 形成是 因爲社 會上 發生了  一種新 的人物 ，這 種人 物巳經 被排斥 於握有 政治權 
力的 圈子 ，但 是在社 會上 却還保 持着他 們傅 統的 威望； 他們 沒有政 權不能 决定 政治 ，怛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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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維 持他 們經濟 的特權 ，有他 們政治 的主張 ❶這一 套主張 用文字 構成理 論， 對政治 發生影 
響。 他們不 從占有 政權來 保 障自己 的利益 ，而 用理 論規 範的社 會威望 來影 響政治 ，以 達到相 
同的 H 的 一 ^這秫 被認 爲維持 政治軌 範的系 列就是 道統。 道統並 不是實 際政治 的主流 ，而是 
由士大 夫階層 所 維護的 政治規 範 的體系 Q 

當士 大夫階 層 要用道 統來駕 馭或影 響皇權 ，以 規範牢 籠現實 的時候 ，孔 子被抬 出 來作爲 
道統的 創始者 ，因之 得到 「素 王」 的尊號 。傳 承道統 的被稱 爲師懦 I 「道在 師儒 J 。 

傅說 中的孔 子身世 正可以 看 成這道 統和政 統分離 的象徵 。從 政治結 構的演 變說， 從部落 
的 文化英 雄遂人 ，祌農 ，傳到 部落的 政治領 袖五帝 ，再傳 到封建 的帝國 —— 這個 系統： 三 
皇 ，五帝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都是在 其位 ，謀其 事的； 在儒家 對於道 些標準 政治人 
物 的推崇 上看去 ，可以 說 ，他們 是知道 政治規 範而同 時又是 實際在 這軌範 裏治理 天下的 。那 
是道 政合一 的時代 。但是 接下去 ，儒 家却推 出了個 周公。 他們推 崇周公 ，在 我這裏 所要提 
出來 的理論 上看去 ，是 有很— 大 意義的 。周 公在封 建宗法 上是並 沒有得 到最高 權力資 格的王 
叔， m 逄他 却執了 政， 他的攝 政固然 並沒有 改變當 時的政 治結構 咖但是 却些微 發生了  一點變 
化 ，就是 作 實 位的人 如果沒 有能力 ，可以 由 有能力 ，知道 怎樣去 治 理天下 的人去 代替 ，這些 
微的變 化推論 下去， 政統和 道統成 了可以 分離 的兩件 事了。 也許就 是這一 點意義 ，使 孔子的 
潛意 識裏念 念不能 忘記這 位周公 。 在關 於周分 的 傳說裏 ，政統 和道統 在事實 上固然 沒有多 
大的距 離， 王叔在 宗 法上本 是有地 位的， 而且攝 政也是 很普通 的辦法 ，但 是後 來在儒 家所承 


皤的標 準統治 系列中 ，却 在文 ，武 之後聯 接 着周公 ，由 周公引 出孔子 1 構成 / 和政統 分離的 

道統 和政統 的分離 ，依儀 家的傳 說看去 ，要 到孔子 才完成 。這泣 「素 王」 據說也 是貴族 
之後 ，但 是離 開貴 族的系 統太逭 ，在 封建體 系中， 是微不 足道的 。在 這一點 他 是不能 和周公 
相比的 。依宗 法來决 定政治 權力的 所雇時 ，孔子 是無法 從血統 的身份 上得 到任何 r 統治」 
的 。於是 神話性 的傅說 發生了 。道 _ 的作用 是在爲 r 素王 j 找一悃 離 開封建 系統的 來源。 
史 IB 上對 孔子的 身世就 露出可 疑之意 。先 說是 r 野合」 ，再 說是 他母親 不把父 親的墓 地吿訴 
他 ，後 來他母 親死了 ，才 ，從別 人 那裏打 聽出來 ，使父 母合葬 。當 時的人 也很锒 疑他的 身分： 
「季 氏饗士 ，孔 子與 往。」 —— 道 是說孔 子自認 是貴族 之後。 —— 可是 r 陽虎絀 曰 ，季 i 
士 ，非敢 # 子 也。」 I 道 是說不 承認他 。後來 史記 上又說 「禱 於尼丘 得孔子 」 1 道是神 
授。 由出身 的可疑 ，進而 找到神 話性 的來源 。更進 一 步又有 r 腹大 人跡」 的說 法。 

這段 神話的 作用是 在要爲 孔子的 道統找 來源。 這裏表 示了孔 子並不 是從貴 族血統 中獲得 
他的 地位的 ，並不 直接來 自政統 ，但 是他 的地位 却並不 低於有 位的王 ，因 爲他是 r 素 王」， 
r 素王」 是授命 於天。 從道位 素王推 s 另 一系列 的人物 ，這 一系列 是道統 ，和實 際得 政權的 
政統 不同 。兩 者分離 了 O 

用之則 行舍之 則藏的 衞道者 


龜楢與 紳楢  二< 

筲際執 政的 系列 —— 政統 —— 和知 道應該 這樣 統治天 下 的系列 —— 道統 —— 的分別 是儒 
家政治 理論的 S , 也是 中國傅 統政治 結構中 的一侗 蜇要事 實 。這和 两 洋中古 時代的 政治和 
宗 敎的分 權有相 似之處 ，伹也 不完全 相同 。在 理論上 ，耶穌 說： 「該 撒的 物當 歸給該 撒 ，上 
帝 的物當 歸給上 帝。」 他也是 指權刀 的雙谢 系統 。有一 次祭司 提和 文士並 長 老責問 耶穌， 
r 你忟 着甚麽 權柄 作逭些 事？」 耶穌 回問 他們： r 約翰 的洗 禮是從 天上來 的 ，是 從人 間來 
的？」 這 些人不 肯囘答 。耶穌 說 ： 「我 也不吿 訴你們 ，我仗 着甚麼 權柄作 道些事 。 」 這 
裏說明 T I: 耶穌的 脫 睛袈 作事的 權柄 有兩 ：一種 是從天 上來的 ，一種 從人間 來的 。兩若 可 
以並行 。但 是歐 洲中古 的歷史 襄人問 的權力 却降 服在 天上 的權力 之下 。降服 /J: 宗 敎之下 的是 
皇權 。政 敎分離 的結果 是比 權的 抬頭 。在西 洋政治 意識中 ，權力 不從天 上來就 得從人 間來， 
•人問 卽是悅 間； 花佌們 似乎不 U 有 「天 縱祌 明」 的 自足的 皇權。 

在中國 ，孔 子也承 欹 權 刀的雙 重系統 ，但 是茌 他看來 ，這 兩個系 統並不 在一個 層 次裏， 
他不是 對立的 ，也 不必從 旖的 ，而是 並行的 ，相輔 的 ，伹 不相代 替的 。該撒 的一個 系統 ，就 
是政統 ，是 相同的 r 而另一 系統在 西洋 是宗敎 ，或是 敎統； 在 中周 却並不 是宗敎 ，是 道統。 
有人 把儒家 看成 宗敎， 或是無 祌 之欽 ，因 爲他自 成一倜 系統 ，不遒 這 系統和 敎 統有性 質上的 
區別 ，區別 也不祇 是理献 裏有沒 有個神 ，而 且在和 人類行 爲的關 係上 。耶 穌的確 用一種 r 權 
柄 J , 作一些 「事」 ，因 之在 大家要 做蜞的 領域裏 ，上 帝和 該撒馈 後還是 會衝 突的。 衝突的 
結果是 有一個 克胀晃 一捆 。在儒 家道統 是一個 「理」 ， 一 個應當 這樣做 的規範 ， 一 個 依着這 


樣做就 能王 天下的 路子， 並不是 「事 J  , 因 爲按不 按理做 和有 沒有理 是分得 開的。 事歸政 
統 ，而理 iJ 歸逍統 。迢 一點 孔子說 得很 淸楚： 

孔子曰 ： r 回， 詩云 『匪兕 匪 虎， 率彼曠 野』 吾道非 耶 ，吾 H 爲於 此？」 顏回曰 ： 
「夫 + 之逍 至大 ，故天 下 莫能容 。雖然 ，夫子 推而行 之 不容何 病？ 不容然 後見君 子 。夫 
涟之 不脩也 ，是 HU 醜也 。夫道 旣一 一大惭 ，而不 用是有 國游之 醜也 。不容 何病？ 不 容然後 

這裏說 明事 實上在 r 匪兕匪 虎， 率彼曠 野」 的亂世 ，道還 是 nr 以 r 旣已 大脩 j 的 ，那是 
說事 與迸是 兩回事 ，道是 可以離 事而脩 的 。道脩 之後 ，用 道於事 ，並： + 是 「不在 郛位」 的人 
的责任 ，而 是 「 有 國者」 的寶任 。「有 國者 j 可以 用道 ，也可 以不 用道； 「 不在北 位 j 的 維 
持道統 及 pr 以設法 r 推而 行之」 ，以見 「容」 於苻阈 者 ， W 是却+ 能度 接行 於事 。 所以 「推 
而行之 」 祗 I: 取得 冇一 :漭的 r 用之」 的 一層襄 ，而並 不進人 「仗 衿權柄 ，作 這些事 」 的一層 
裏 。政 統和逍 統 ，一 n 、 !^ 勤 ，一是 被動. ，站在 被動的 地位才 會有 「用之 則行 ，舍 之則藏 。」 
用舍是 有權的 ，行藏 是 無權的 • 

花 持執規 範 的人看 去， 實際的 政治有 些和有 時是合 於 規範的 -有呰 和有時 是 不合於 規範 
的 ，於 U. 分出 「 邦有 道 j 和 「 邦無道 j 。 堯舜 是有道 的例子 ，桀紂 是無道 的例子 。 皇權 可以 
失道 ，常 失道之 時， 衞逍的 人並沒 有意 思去 改正它 ，祗 要勤於 自脩 ，使适 規範 不湮滅 。依孔 
子 的看法 ， mj 白規範 的人可 以 在 被用的 時候把 道拿 出來， 不被用 的時候 好好的 把 道藏好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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慊就 是和 這道統 不相離 的人物 。皇 權和道 接近時 ，師！ i 出而仕 ，皇 權和道 分離時 ，師 儒退而 
守 。所以 他一 爯說： 

r 篤 信好學 ，守 死善道 。危 邦不入 ，亂邦 不居❶ 天下有 道則見 ，無 道則隱 。邦有 
道 ，貧且 賤焉， 恥也； 邦無道 ，富 且貴 ，恥 也。」 
r 邦有 道穀， 邦無道 穀， 恥也。 」 

「直 哉史魚 ，邦有 道如矢 ，邦無 道如矢 •，君 子哉蓮 伯玉 ，邦有 道則仕 ，邦無 道則可 
卷而 懐之。 」 

道統消 極的等 待機會 

蘭鍵是 在政統 和道統 怎樣接 得通。 師儒的 的理想 是王道 ，王 道可以 說就是 政統加 道統。 
怎麼 去實 現這理 想呢？ m 裏埋 着孔子 的矛盾 。他是 封建的 後裔， 他注意 秕會 秩序， 一 個定於 
一尊 ，按 着禮治 的秩序 ，靜態 的社會 。封建 的傳統 使他想 不到政 統可以 脫 離血統 .，靜 態的理 
想使 他厭惡 改變社 會結構 的革命 ，這是 這過渡 人物的 上半身 。因 之他對 於政統 是看成 旣成和 
不變 的因素 。可 是同時 他又以 道 統自負 ，死 守那個 王天下 的理， 也是不 能變的 。關於 這一層 
子 貢曾勸 過孔子 ，而 孔子很 固執。 

子貢曰 • 「夫 子之道 至大也 ，故天 下莫能 容夫子 。夫 子盍少 貶焉？  j 孔 子曰. 
「賜 ，良農 能稼而 不能穑 •，良 H 能巧 能不 能順； 君子能 脩其道 ，網 而紀之 ，統而 理之， 


而不 能爲容 。今 爾不脩 爾道 ，而 求爲容 ，賜 ，而 志不遠 矣。」 

這 樣說來 ，這兩 個不變 的因素 怎能碰 頭呢？ 於 是要碰 機曾了 。一方 面要有 耐性的 等待， 
一方面 要不 辭勞苦 的遊說 。他等 待的心 情在和 子貢的 談話中 說得很 露骨： 

子 貢曰： 「有 美玉 於斯： 韜匮 而藏諸 ，求善 賈而沽 諸？」 子曰 ••  r 沽之哉 ，沽之 
哉 ，我 待買者 也。」 

孔子 的周游 列國， 據史記 ，他曾 r 干七十 餘君」 。「君 命召 ，不 俟駕行 矣。」 他 那種不 
首錯失 機會的 心情在 下列一 段史記 的記載 中更可 見到： 

孔子 年五十 ，公山 不狃以 费 畔季氏 ，使人 召孔子 。孔 子循道 彌久 ，温温 無所試 ，莫 
能己用 。曰： r 蓋周文 武起豐 鎬而王 ，今費 雖小慊 庶幾 乎？」 欲往 。子 路不說 ，止孔 
子。 孔子曰 i r 夫 召我考 ，豈 徒哉。 如用我 ，其 爲東周 乎。」 然亦卒 不行。 

當 孔子得 到了有 人用他 的時候 ，他 是想做 事的： 

孔子 年五十 六由大 司冠行 攝相事 ，有 喜色。 門人曰 ••  r 聞 君子禍 至不 懼， 福至不 
喜。」 孔子曰 ： r 有是言 也 。不曰 ，樂 其以 貴下 人乎？ .」 於 是誅魯 大夫亂 政者正 少卯。 
與 聞國政 三月粥 羔豚者 弗钸裒 。男女 行者別 於塗 ，塗 不拾遺 ，四方 客至乎 邑者不 求有 
司。 

但 是像孔 子所代 表的儒 家在別 人眼 中却是 ••  r 滑 稽而不 可軌法 ，倨傲 自順， 不可以 爲 
下 。祟 喪遂哀 ，破産 厚葬， 不可以 爲裕 。游說 乞貸， 不可以 爲 國。」 所以儘 管有耐 性 ，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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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碰 機曾， 與聞政 事的機 W 還是不 多 c 卽他碰 着了 ，如 果不把 政統 屈服， 還是沒 有把握 Mi 

桴汗於 海。」 钽 是如 m 他坡 '的 「三 年有成 」 ， 怎様呢 ？他在 資鳴犢 ，舜 f 之死漭 到了所 謂學 
而仕的 師懦 人物 的結 局了：  丨 

r 孔子」 臨河而 嘆曰： r 美哉水 ，洋 洋乎？ 丘之 不濟此 ，命也 夫？」 子 貢趨而 
進曰： 「敢 問 何謂岜 ？.」 孔子曰 ： r 資嗚楨 ，舜 華晉 國之賢 大夫也 。趙簡 子未得 志之 
時， 須此兩 人而後 從政。 及其已 得志 ，殺之 ，乃 從政 。丘聞 之也： 刳胎 殺天 ，則麒 麟不 
至郊 。竭澤 涸漁 則蛟 龍不 合陰陽 。覆 巢毀卵 則鳳皇 不翔。 何則？ 君 子諱傷 其類也 。夫鳥 
m 之於不 義也 ，尙知 辟之. 而况丘 乎？. 」 

可是這 教 訓並不 能改變 孔子對 政 權的消 極態度 ，因 爲他和 以後的 士大夫 一般認 爲 「 道 
理 」 可以 存在於 「輿際 」 ，.不 必一定 要出 現於 「實 際」 。讓 我再 dj 一 段史記 來點出 這種 儒家 

及西狩 見麟 ，曰： 「吾 道窮 矣。 」 喟然嘆 曰： r 莫知我 夫？」 子貢 曰： 「 何爲 奠知 
子？」 子曰： ♦「不 怨天， 不尤人 。下 學而上 违 。 知我 者其 天乎？ 不 降其志 ，不辱 其身， 
伯起叔 齊乎？ 謂柳 下惠 少速 ，降志 辱身矣 。謂虡 仲夷逸 隱居放 言， 行中淸 ，廢 中權 。我 
則贺於 是， 無可無 不可。 」 子曰： 「弗乎 ，弗乎 ！ 君子 病歿世 而名 不稱焉 。 j 
我滇不 行矣， 吾何以 自見於 後世哉 ，乃 因史記 作春秋 。 


春秋是 I 部政 治典範 ，佴 存在 於興際 ， 彳 必存在 於實 際的 。所謂 道 統和政 統也就 平行 
着。 孔子的 箅號是 r 素王 」 。 這個沒 有位的 r 王」 是 中國政 治槪念 中的# ^一 。 這 也是我 所鞘- 
士大 夫沒有 振過 政權的 意思。 素王的 後裔是 師儒。 

奉灭 以約制 皇 權企圖 的流產 

涟 統如果 永遠+ 能控 制政統 ，儘管 U 道統的 立場渴 适些 失道的 有國者 不知恥 ，政 統自己 
並不覺 得如此 。邦 無逍時 ，師懦 們 闷 然不妨 把 道卷而 懷之 ，可是 其如蒼 生乎？ 師儒們 儘 pr 以 
說 ：「天 之未喪 斯文也 ，匡人 其如 予何？ 」 但 是㈣ 樣可 能的是 ••「 天 之將喪 斯文也 ，後死 
奔 不得與 于斯 文也。 j 這是 說師儒 們並+ 是月 亮上 的人 物：世 界上好 ，下 一次凡 •，世 界不 
好 ，拂 然上天 。臬 權的 統治是 「率士 之濱 ，莫 非國土 。 」 道 統可以 自求不 辱的 合則留 ，不合 
M 去 。政 統却 r 有肴 權枘 做运 些事」 ，他 pr 以焚 書坑懦 ，可以 興文字 獄， pr 以干 涉道統 。孔 
子的 矛质並 沒有 解决 C 祇要是 迮 一個世 界上， 道統和 政統任 實際 上是無 法谷行 其是的 。道統 
不 爭政統 ，政統 却可腮 迫甚 至消滅 道統。 如果情 形是這 樣 ，師儒 們怎麼 辦呢？ 積極的 出路是 
走上 西洋 的方向 ，制 約皇權 ，把 政統 滕花 道統 之下。 m 迢和 封建裏 所養成 的 傳統不 合 。在中 
阈 過去的 歷史 上並 沒有 採取過 。所 採取的 却是另 一套。 

"孔 子呼天 ，這 悃天是 空洞的 ，卽 使有知 也是不 干涉人 事的。 可是在 到了道 統被嗯 迫得沒 
有翻身 的時候 ，這 個天却 被請出 來干涉 人事了 。孔 子的道 統是沒 有權柄 的 ，不 作什麽 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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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 的紙有 政統。 但到了 董仲舒 手裏 ，道 統却直 接通了 1 個干涉 人事的 天了。 孔子的 春秋和 
董 仲舒的 春秋因 之也有 '-這 基本 的差別 C 董仲舒 嚇虎皇 權說： 

臣 謹案春 秋之中 ，視 前世巳 行之事 ，以觀 天人相 與之際 ，甚 可畏也 。國 家將有 失道 
傷敗 ，而天 迺 先出災 W 以譴吿 之：不 知自省 ，又出 怪異以 饗懼之 .，尙 不知變 ，而 傷敗迺 
至 。以 此見天 心之仁 愛人君 ，而 欲止其 亂也。 

臣 謹案春 秋之文 ，求王 道之端 ，得 之於正 。正 次王 ，王 次春。 春者天 之 所爲也 ，正 
者王之 所爲也 。其 意曰 ••上 承天之 所爲， 而下以 正 其所爲 ，正王 道之端 云爾。 …： 孔子 
曰：鳳 鳥不至 ， 河不 出圖 ，吾已 矣夫 C 自悲可 致此物 ，而身 卑賤 ，不能 致也。 今陛下 貴 
爲天子 ，富 有四海 ，居得 致之位 ，操 4 致之勢 ，又 有能 致之資 ，行高 而恩厚 ，知 明而意 
美 ，愛民 而好士 ，可 謂誼 主矣 。然 而天地 未應， 而美祥 莫至莕 ，何 也？ 凡以 敎化 不立， 
而 萬民不 正也。 ：… 故南面 而治天 下， 莫不以 敎 化爲大 務 ，立 太學以 敎於國 ，設 庠序以 
化 於邕。 

在 董 仲舒的 公式裏 上是天 ，中 是皇， 次是儒 ，末 是民。 他抬出 天來滕 到皇權 ，使 皇權得 
有所畏 。誰知 道天意 的呢？ 那 是師儒 。他特 別主重 師道， 師道必 須歸於 一統， 然後才 能代表 
天意。 這一點 和從 民意去 看天意 的民主 萌芽是 不同的 ，雖 則大家 都保留 着聽不 聽天意 的權柄 
給皇權 。依 着董仲 舒所代 表的天 人之際 的符 兆主義 ，師 儒不過 是轼# 皇 權去應 天 。天 要降刑 
罰時 ，並 不用民 ，而用 自然的 災異， 先是謇 吿 ，然後 是打擊 。在這 套理淪 中‘ 雖則對 皇權增 


加了一 項壓刀 '但 是利 用這歷 力的並 非師儻 ，更 非人民 。 

如果董 仲舒再 走一步 ，也 許可以 到宗 敎的路 子上去 ，就 是由師 儒來當 天的代 表， 成爲牧 
師， 或主敎 。師儒 再加紐 織 ，形成 一 個敎會 ，獲 得應歸 於上帝 的歸之 於敎會 的權柄 ，發 展：卜 
去 ，可以 成爲西 方的政 敎關係 。但是 這並沒 有發生 在中國 腠史上 。董仲 舒的災 異說發 展到不 
利於 皇權時 ，先 就受到 壓迫。 

仲 舒治國 ，以 春秋炎 異之變 ，推陰 睹 所以 鍺行 。故 求雨閉 諸陽， 縱諸陰 ♦，其 止兩， 
反是 。行 之一國 ，未 嘗不得 所欲。 …… 先是 逨東高 廟長睃 高園殿 災 ，仲舒 居家， 推說其 
意 ，屮 高未上 。主父 偃候仲 舒私見 ，嫉之 ，藕 其書而 奏焉。 上召視 諸儒。 仲舒弟 子呂步 
舒 ，不知 其師書 ，以 爲大愚 •於 是下 仲舒吏 。當死 ，詔 赦之 。仲舒 遂不敢 復言災 異。 
災異論 雖則沒 有做到 控制皇 權之功 ，伹是 給民間 1 個熏大 的刺激 ，因 爲這 種理論 把皇櫬 
的絕 對性給 打黎了  e 如果 r 天 厭之」 時 ，皇 權就得 改統。 於是在 漢之後 ，每 一次皇 權的動 
榣 ，農民 的 暴動都 得借符 瑞來取 信於民 。這 也表示 了這種 論理 被民間 所接受 的情形 。炎袅 論 
成了改 統的根 據 ，但沒 有改變 皇權的 性質。 

道統 的屈服 

和董仲 舒同時 的 ，徙 董仲舒 到膠西 去的陰 謀家， 公孫弘 ，也是 學春秋 的儒者 。但 是他却 
另開 出一條 納師懦 入官僚 的道路 。在 當時正 統的 儒林看 來是出 賣了孔 子衞道 的傳統 ，不 肯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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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皇 權的 九十老 人_凼 生 ，罷歸 的時候 ，公孫 弘侧目 而視间 。 m 曰： r 公孫 子務 正學以 言， 
無曲 學以阿 世！ 」 師懦 有肴維 持道統 的责任 ，不 能投機 。伹是 以泞 做過獄 史 ，乂 牧過豕 以 
卒伍姑 分致一 朝廷 ，封 爲列侯 ，做 到宰和 的公 孫弘 却並 不這樣 湣 。他漭 到的 是出寶 逍統 ，屈 
服於皇 權的役 機 利 益 。淇 實迠节 就註定 的命運 ：孔子 的矛质 ，祗 W 兩惘 可能的 解决 ，一是 遒 
統制服 政統， 一足 政統制 服逍統 。翰 S 生 ，素仲 舒 不肯屈 服 ，被 放逐了 ：公孫 弘屈 服了， 
做到宰 相。 

公孫弘 所主张 的是由 皇權來 利用師 儒去統 治人民 。他 說： 

夫吹豹 埸牛禽 獸之 不可 制者也 ，及 其敎馴 服習之 ，至 可牽 持駕服 ，唯 人之從 。臣聞 
揉曲 木荠不 mm ， 銷金 石者不 粜月。 夫人之 於利 害好惡 ，豈比 禽酞 木石 之類哉 。 棊年而 
變。 

公孫弘 的一 做官」 「事上 j 也開 了官僚 的風氣 。漢書 裏描寫 得 很逼填 ： 

好 朝會議 ，開陳 其端 ，使人 主自擇 ，不 肯面 折庭爭 。於是 上察其 行愼厚 ，辯 論有 
餘 。習文 法史事 ，緣 飾以 儒術。 上說之 C 

弘奏 事有 所不可 ，不 肯庭辯 ，常 與主爵 都尉汲 黯請間 。黯 先發之 ，弘 推其後 。上常 
說 ，所言 皆聽。 

嘗與 公卿約 議 。至 上前皆 背其約 ，以 順上指 。汲 黯庭詰 弘曰： 「齊人 多詐而 無情， 
始 與臣等 建此皤 ，今 皆背之 •不 忠。」 上問弘 。弘謝 曰： r 夫知 臣苈以 臣爲忠 ，不 知臣 


者以臣 爲不忠 C 」 上然 弘言。 

汲黯 曰： 「弘 位在三 公 ，奉 祿甚多 。然 爲布被 ，此 詐也 • J 
弘 自見爲 舉首起 ，徒 步數年 至宰相 封侯 。於是 起客館 ，開柬 閣 以延 賢人， 與參謀 
議 。弘 身食 一肉脫 粟飯。 故人賓 客 仰衣食 ，奉 祿皆以 給之， 家無所 餘。 

然淇 性意忌 外寬 內深. 。諸常 與 弘有隙 C 無近 遠雖 陽與善 ，後竟 報其過 C 殺主 父偃， 
徙董仲 舒膠西 ，皆弘 力也。 

這 是一個 ，不 講原則 ，揣蛾 上意 ，不 守信用 ，出 賣朋友 ，沽 名釣# ，陰結 私黨， 維持高 
位的型 式 ， 一 直到現 在還 是我們 常見的 官僚面 目。 

從 公孫弘 所開創 的官僚 路線上 ，孔子 所維持 的道統 ，& 不復成 爲王天 下的 規範而 成了歌 
功 頌德支 持皇 權的 飾詞了 。韓愈 雖 則自以 爲 是開八 代之衰 ，直承 道統的 人物， 而他的 道統却 
完全變 了質了 。花 他的 r 諍臣論 」 中簡直 把諍諫 的意義 訓作了 爲皇帝 獲取美 春的 手段了 。他 
說： 

夫 陽子本 以布衣 隱于蓬 蒿之下 ，主上 嘉其行 誼 ，擢 在 此位 ，官以 諫爲名 ，誠 宜有以 
窣其職 ，使 四方後 世知朝 廷有直 言骨@ 之臣 ，天 子有 不僭貧 ，從 諫如流 之美。 庶巖穴 之 
士聞而 慕之 ，束帶 結髮 ，願進 于闕下 ，而伸 其辭說 ，至 吾君于 堯舜， 熙鴻號 於無 窮也。 
韓愈一 一不 再問皇 權是否 合於道 ，這已 不是他 的問題 r. 政統旣 然卽是 逍統， 帝皇就 有貴任 
起用這 些士人 ，士 人也有 貴任自 薦於朝 廷❶兩 者也應 合而爲 一 。 他的理 由是道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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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士 ，三 月不仕 則相弔 ，故出 疆必 載贄， 然所以 重於 自進者 ，以 其於 周不可 則去 
之魯 ，魯 不可則 去之齊 ，於 齊不可 則 去之宋 ，之鄭 ，之秦 ，之 楚也。 今天下 I 君四 
海一國 。舍 乎此則 彝狄矣 ，去 父母之 邦矣 。故 士之行 逭者 ，不 得於朝 ，則 山林而 已矣。 
山 林者士 之所獨 善自養 ，而不 憂天下 者之所 能安也 ，如 有憂天 下之心 ，則不 能矣。 

他 甚至贵 備四 十餘日 不覆他 自薦 信的宰 相說： 

今雖. •个 能如周 公之吐 哺握髮 亦宜引 而進之 ，察北 所以 而去就 之 ，不宜 默 默而一 j 也 C 
從韓愈 自承的 道統起 ，中 國之 士， B 經不苒 論是非 ，祇依 附 皇權來 說話了 。 所謂 師儒也 
成了 鄕間 誦讀聖 逾的人 物了。 

X  X  X  X 

師儒和 政權的 關係曾 有着這 一段演 變的歴 史。 M 初是從 政統裴 分 離出來 ，成 爲不 能主動 
顧 問政事 的衞逍 者 。這侗 不 能用自 己力董 去維誰 自己利 益的中 層锴級 ，在 皇權 日漸鞏 固和擴 
大的 過程中 ，曾想 過 藉傳統 的迷信 ，或是 思想體 系 ，去約 制這隨 時可以 侵犯 他們利 益的皇 
權 ，但是 在中國 顯然並 沒有成 功。 於是除 了反抗 祇 有屈服 。士 大夫 旣不是 一個革 命的階 糾， 
他 們降而 爲官僚 ，更降 而爲文 飾天下 太平的 司儀喝 采之流 。這 一段 演變的 歷史也 許可以 幫肋 
我們瞭 解紳士 在 政治 結構裏 的地位 。他們 並不是 積極 想奪取 政權爲 己用的 革命者 ，而 是以屈 
服於 政權以 謀 得自己 安全和 分潤 一些 「皇恩 J 的幫 閒和弒 兇而已 ，在 政 治的命 運上說 ，他們 
很早 就足個 失敗 者了。 


輪皇權  ^ 

誰在 治天下 

花論 社# 結構 裏所指 的皇權 ，照我 的理解 應該是 治權- 脹史 上的治 權不是 由於人 民的同 
意委托 ，而 是由 於憑藉 武力的 揋取 、獨佔 、也 許我 所用的 「歷史 J 兩個字 有語病 ，率 直一點 
說 ，應該 修正爲 「今 天以前 J 。 我的意 思是說 ，在 今天以 前 ，任何 朝代任 何形式 的治權 ，都 
是片面 形成的 ，絕 對沒有 經過人 民 的任何 形式的 同意。 

假 如把治 權的形 式分期 來說明 ，秦以 前是貴 族專政 ，秦以 後是皇 帝獨裁 ，最 近幾 十年是 
軍 閥獨裁 。皇 權這 一名詞 的應用 ，限 於第 二時期 ，時間 的意義 是從公 元前二 二 一到公 元一九 
1 一 ， 有兩 千一百 多年的 歷史。 

皇 權是 今天以 前治 權形式 的一種 ，統 治人民 的時間 最長， 所加於 人 民的蹋 害最久 ，阻礙 
社 會進展 的影響 最大 ，離今 天最近 ，因之 ，在 現實 社會裏 ，自覺 的或不 自覺的 毒素中 的也最 
深 。例子 多得很 ，袁 世凱 不是在 臨死以 前 ，還 要過八 十三天 的皇帝 觴嗎？ 溥儀 不是在 遜位之 
後， 還在宫 中作他 的皇帝 ，後 來又跑 到東北 ，在日 本卵翼 之下， 建立僞 滿洲國 ，作了 幾年康 
德皇 帝嗎？ 不 是一直 到今天 ，鄕 下人還 /¥: 盼望眞 命天子 坐龍庭 ，少數 的城裏 人也還 在想步 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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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凱的 « 輸嗎？ 

在封建 的宗法 制度下 ，無論 是貴族 專政 ，是皇 帝獨裁 ，是 軍閥 獨裁， 都是以 家族 作單位 
來統 治的， 都是以 血統的 關係來 决定繼 承的原 則的。 一家的 家撻 (宗 主) 是統治 權 的代表 
人 ，這 一家 族的榮 辱升沉 ，廢興 成敗， 一切的 運命决 定於這 一個代 表人的 成敗 。在陪 代有一 
個笑話 ，說 是某 地的一 個地主 ，想 作皇帝 .，招 兵買馬 ，穿 了龍袍 ，佔了  一兩 個城市 ，戰 敗被 
俘 ，花 臨刑時 ，監斬 官問他 ，你^ J 親呢？ 說太上 皇蒙座 在 外 。兄 弟呢？ 征 東將眾 死於 亂軍之 
中 ，征 西將 軍不 知下落 。他的 老婆花 旁掷 ： r 都是這 張嘴 ，閙到 如此下 場—.  j 他說 ： r 皇. 
后 ，崩 卽崩耳 ，世上 豈有萬 年 天子？  J 說完 伸脖 子挨刀 ，倒也 慷慨 。這 一侗歷 史故事 fz 爲 
了 作幾天 、作一 兩個 城市的 皇帝 ，有人 願意付 出一家 子生命 的代價 。爲 了這一 家子的 皇權迷 
戀 ，又 不知道 有幾百 千家被 毀滅、 屠殺。 

「成 則爲王 ，敗則 爲寇。 j 流氓 劉邦 ，強 盜朱溫 ，流 氓兼 強盜的 朱元璋 ，作 了皇帝 ，建 
立 皇朝以 後， 史書上 不都是 太祖高 皇 帝嗎？ 諡 法不都 有聖神 文武欽 jj 啓連 俊德成 功， 或者類 
此的極 人類好 德性的 字眼 嗎？ 黃巢， 李自成 呢？ 失敗了 ，是盜 、是賊 、是匪 、是寇 ，儘 管他 
們 也作遇 皇 帝 C 谘 史 家是勢 利的 C 不過 也說明 了一點 ，在 •舊 史家 的傳統 槪念裏 ，軍事 灼 成敗 
决定蛊 權的 興廢 ，這 一點是 無可® 疑的。 

皇帝執 行片面 的治權 ，他 代表 肴家族 的利益 ，伹是 ，並不 代表家 族執行 統治 。換 言之， 
這 個治楣 ，不但 就被 治者說 是片面 強制的 ，卽 就治者 集團說 ，也是 獨佔的 、片 面的。 卽使是 


纛后、 裊太子 、皇兄 皇弟 、甚 至太 上皇 、太上 §, 就對蛊 帝的政 治她 位而鼢 ，都是 臣民， 
獬於 如何 統治 是不許 參加意 見的； 一句餌 ，在 家餘裏 ，皇帝 也是獨 裁者 。正面 的例子 ，如劉 
邦作了 皇帝， 他老太 爺依然 是平民 ，叨了 人的敎 ，讓劉 邦想起 ，才 尊爲 太上皇 ，除了 過舒服 
日子 以外 ，什麽 事也 管不着 C 反面 的例子 ，石虎 的幾個 兒子過 問政事 ， I 個 個被石 虎所殺 0 
李唐 8 橥是 李世民 的功勞 ，雖 然棒他 父親 李淵作 了些年 皇帝 ，末了 通是來 一 手逼宮 ，殺 兄屠 
弟  >  硬 把老頭 子擠下 寶座。 又如武 則天要 作皇帝 •，殺 兒子 、殺 本家 ， 1 點也不 容情。 宋朝的 
基業 是趙 f 打的 ，兄弟 趙匡我 也有功 勞， 趙匡齓 作皇帝 年代太 久了， r 燭影 斧灌 」 ， 趙匡 
_ 以 弟繼兄 °  . 後來 趙匡胤 的長 子德昭 ，在 北征 後銪皇 帝行貧 ，也 只是 一個建 議而已 ，匡 義大 
» 銳 ，等你 作皇帝 ，愛怎 麽辦就 怎麽 辦？  一句話 逼得 德昭只 好自殺 。從這 些例子 ，可以 充分 
耽 明座權 的鴉 佔性和 片面性 。權力 的估有 慾超越 了家庭 的威情 ，造 成了 無最數 骨肉相 殘的史 
例❶ 

皇帝不 和他的 家人共 诒天下 ，那末 ，到 底和 誰共 治呢？ 有一 個著名 的故事 ，可 以答覆 這 
侧两粗 ，和 皇帝 治天下 的是士 大夫 。故事 的出處 是宋 李瘵耱 資治通 鑑長編 卷二一 二。 

熙寧 四年 (公 元一  0 七一) 三 月戊子 ，上书 二 府對 資政殿 ，文 彥博言 ••「 祖宗法 制 
具在 ，不 須更強 ，以 冼 人心。 j 上曰： r 更張 法制 ，於 士大夫 賊多不 悦， 然於百 姓何所 
不便。 j 彥博 曰： 「爲與 士大夫 治天下 ，彝 典百 姓治无 下也」 •上 曰： 「士 大夫 豈盡以 
i 爲非 ，亦 自有以 爲當 w 強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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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故事的 有意義 ，在於 第一 ，辯論 的兩方 都同意 ，皇 權的 運用是 與士大 夫治天 下 ，非與 
百姓 治天下 。第二 ，文 彥博 所說的 失人心 ，宋 神宗％ 認是 於士大 夫誠多 不悅， 人心指 的是士 
大 夫的心 。第三 ，文 彥博再 逼緊了 ，宋神 宗就 說士大 夫也有 贊成新 法的， 不是全 體反對 C 
總之 ，儘 管雙 方對於 如何鞏 固皇權 —— 卽 保守的 繼承傳 統制度 或改革 的採用 新政策 —— 的方 
案有 所岐異 ，佴是 ，對 於皇 權是與 士大夫 治天下 ，皇 權所代 表的是 士大夫 的利益 ，决 非百姓 
的利益 ，這一 基本的 看法是 完全一 致的。  . 

那末， 爲什麼 皇帝不 與家人 治天下 ，反而 與無血 統關係 的外姓 人士大 夫治天 下呢？ 理由 
是家人 卽使是 父子兄 弟夫婦 ，假 如與皇 帝治天 下的話 ，會 危害到 皇權的 獨佔性 、片 面性， 
r 太阿 倒持」 是萬萬 不可以 的 。其次 ，士 大夫 是轼閑 的一萆 ，是 食客， 他們的 利害和 皇權是 
一致的 ，生 殺予奪 之權在 皇 帝之手 ，作 耳目， 作縻犬 ，六轡 !: 握 ，驅使 自如， 士大夫 願爲皇 
權所用 ，又 爲什麽 不用？ 而且 ，可以 馬上得 天下， 不能以 馬上 治天下 ，馬 上政庥 是 不存在 
的 。治 天下得 用官僚 ，官僚 非士大 夫不可 ，這道 理不是 極爲明 白嗎？ 

士 大夫治 天下也 就是社 會 結構裏 的紳權 ，這問 題留在 論紳權 時再說 • 

皇 權有約 束嗎？ 

皇權有 沒有被 約柬 呢？ 费孝 通先生 說有兩 道防線 ， 一 道是無 爲政治 ，使 皇權有 權而無 
能 C  一 道 是紳權 的緩銜 ，在限 制皇權 ，使 民間 的願望 ，能 自下上 達的作 用上， 紳權有 他的重 


要性 。(這 條防線 不但 不普獾 ，而 且不 常是有 效的) 。於此 ，我 們來討 論费孝 通先生 所指的 
第 一道防 線。 

假如费 先生所 指的無 爲政治 的意義 ，卽 是上文 所引的 文彥博 的話： 「祖 宗法 制具在 ，不 
須 更張。 J 因承 祖先 的辦法 ，不 求有利 ，佴 求無弊 ，保守 傳統的 政治原 則 ，我 是可以 N 意 
的 。或 者如另 一例子 ，漢書 W 參傳說 他從蓋 公學黃 老治術 ，相 齊九年 ，大 稱賢. 相 ，蕭 何死. 
代爲相 國 ，一 切事務 ，無所 變更 ，都 照蕭何 的老 辦法做 ，擇 郡阈斑 謹厚苌 者作 丞相史 ，有 A 
勸 他作事 ，就請 其喝酒 ，醉 了完事 。漢患 帝怪他 不治事 ，他 就問： r 你 PJ 比 你父親 強？」 
說： 「差 多了。 」 r 那末 ，我跺 蕭 何呢？ j  r 也 似乎不 如。」 曹參說 ： r 好了。 旣然佌 倆都 
比我 倆強 ，他倆 定的法 度 ，你 ，垂 拱而治 ，少 管閑事 ，我， 照老規 矩做， 不是很 _?」 這 
是 無爲政 治典型 的著例 。這 種思想 ，一直 到十七 世紀前 期 ，像 劉宗周 、黃 道周一 類的 官僚學 
者， 還 時時以 『 法祖」 道一 名詞， 來勸主 子恪遒 駔制 。假 如無爲 政治的 定義是 法祖， 我也可 
以同 意的。 

成問題 的 是無爲 政治並 不是使 皇帝 有權而 無能的 防線。 

相反 ，無爲 政治花 官僚 方面說 ，是 官僚 作官的 護身符 ，不 求有功 ，仴 求無過 ，好 官我自 
爲之 ，民生 利弊與 我何干 ，因循 、敷衍  '顢預 •、不 負貴任 等等官 僚作風 ，都 從道一 思想出 
發。 一句話 ，無 爲政治 卽保守 政治， _村 社會的 保守性 、惰性 、反 映到現 實政治 ，加 上美麗 
的外衣 ，就 是無爲 政治了 。(關 於這 一點， 無爲政 治和 農業 的關係 ，我 在 另一 文章農 業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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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談 到。) 

在皇帝 方面說 ，膝 史上的 政治術 語 是法祖 。法 祖的史 例很多 ， 一 類如宋 代的不 殺士大 
夫 ，據 說宋 太祖立 下遺囑 r 不 殺士大 夫。」 從 太祖以 後 ，大 臣廢逐 ，最 重的是 過嶺， 卽謫戍 
到嶺 南去沒 有像漢 朝那樣 朝冠朝 衣赴市 ，說殺 就殺 ，不是 下獄， 就是強 迫自裁 。甚 至如明 
代的 夏言正 刑西市 。爲什 麽宋代 特別優 禮士大 夫呢？ 因 爲宋代 皇帝是 「與 士大夫 治天下 」 的 
緣故 。一類 例如明 代的東 西廠和 錦衣衞 ，兩個 恐 怖的特 務機構 ，衞 是明太 祖創設 的， 廠則從 
明成 祖開頭 ，這兩 個機構 作的孽 太多了 ，配 說禍 「國」 殃民 ，( 這個 「國 j 嚴格的 譯文是 
皇權) ，反 對的人 很多， 當然以 士大夫 爲主體 ，因 爲士大 夫也和 平 民一樣 ，在 廠衞的 淫威之 
下戰慄 恐懼 。可 是在祖 制的大 帽子下 ，這兩 個機構 始終廢 除不掉 。到明 代中期 ，士大 夫們不 
得已而 求其次 ，用祖 制來打 祖制， 說是祖 制提人 (逮 捕) 必 須有駕 帖或精 微批文 (逮捕 
狀)， 如今麻 衡任 意捉人 ，閙 得人人 自危， 要求恢 復祖制 ，提 人得憑 駕帖； 這樣 ，兩 個祖制 
打了架 ，士大 夫們在 遢輯上 已經放 棄原來 的立場 ，默認 特 務可以 逮 捕官民 ，只不 過要有 逮捕 
狀罷了 。前 一例因 爲與士 大夫 治天下 ，所以 優禮 士大夫 ，政治 上失寵 失勢的 不下獄 ，不殺 
頭 ，只是 放逐到 氣候風 土特 別壤的 地方， 讓他死 在那裏 ，(朱 代 大臣遇 嶺庄 還的 是例外 ) 從 
而爭取 士大夫 的支持 。後 一例子 ，時代 不同了 ，士大 夫不再 是夥計 ，而 是奴才 ，要駡 就駡， 
要打就 打， 廷杖啦 、站 瓶啦 、抽 筋剝皮 ，諸 般酷刑 ，應 有盡有 ，明 殺暗殺 ，情祝 不同 ，一落 
特 務之手 ，决 無昭雪 之望 ，祖 制反而 成爲殘 殺士 大夫的 H 具了 • 


從這類 例子 來潸 ，無 爲政^ — 法祖並 不是使 皇權有 Wi 無能的 防線。 

從另一 方面看 ，祖先 的辦法 ，史例 ，有 逋合於 提高或 鞏固 皇權的 ，歷代 的皇帝 往往以 覼 
制的 D 實接 受運用 。反之 ，只要 他願意 作什麽 ，就 + 必管 什麽祖 宗不祖 宗了。 例如要 加收田 
賦 ，要打 內戰 ，要侵 略邊 境弱 小民族 ，要 蓋宮殿 等等， 一道詔 書就行 了 。 好儺 明武 宗要南 
巡， 士大夫 們說不 行 ，祖 宗沒有 到南邊 去玩遇 ，不聽 ，集 髗請願 ，大 哭大閙 ，明武 宗發了 
火 ，叫都 跪在宮 外， 再一頓 板子 ，死 的死， 傷的傷 ，無 爲政治 不靈了 ，年 靑皇 帝還是 到南邊 
去大 玩了一 趟、。 

那末 ，除 祖宗以 外 ，有沒 有其他 的制度 或辦法 來約東 或昧 止皇權 的濫用 呢？ 我遇 去曾經 
指出 ，第一 有敬天 的觀念 ，皇 帝在 理諭上 是天子 ，人世 上沒有 比他再 富於威 權的人 ，他 作的 
事 不會錯 ，能 指出他 鍺的 P 有比 他更高 的上帝 。上 帝怎麽 來約束 他的兒 子呢？ 用天 變來脊 
吿 ，例 如日食 、山崩 、海嘯 、以 及風 、水 、火災 、疫 癘之 類都是 。從洪 範發展 到諸史 的五行 
志 ，從董 仲舒的 學說發 展到猁 向的 災異論 ，天 人合 1 ， 天災和 人事 相適應 ，士 大夫們 就利用 
這 個來作 政治失 態的蓍 吿 。 但是 ，這著 棋是不 養的， 天變由 你變之 ，壤事 還是要 做， 歷史上 
雖 然有在 天變時 ，作 皇帝 的有易 服避嚴 索 食放囚 ，以 至求 直言 的諸 多紀栽 ，.也 只是宗 敎和政 
治合 一的儀 式而巳 ，對實 際政治 是不能 發生改 變的。 

第二 是畿的 制度， 有人以 爲 兩漢以 來 ，國 有大事 ，由華 臣集議 ，博 士儒生 都可發 表和政 
府當 局相反 的意見 ，以 至明 代的九 卿集議 ，淸代 的王大 臣集饞 ，是庶 政公之 輿論 ，是 皇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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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 。其實 ，並 不如此 。第 1 、 參 加集_ 的都 是官僚 ，都是 士大夫 。第二 、官 .高 的發 言的力 
景愈大 。第三 ，集粱 的正反 結論， 最後還 是取决 於皇 帝個人 。第四 ，讖 只是皇 權逃避 貴任的 
一棟制 度， 例如淸 代雍正 帝要殺 他的兄 弟 ，怕人 說閑話 ，提 出罪狀 叫王大 臣集議 ，目 的達到 
了 ，殺兄 弟的道 德責任 由 王大臣 集嫌而 狨輕 。由此 ，與 其說 f 度 是約束 皇權的 ，母 寧說它 
是鞏固 皇權的 H 具。 

此外 ，如隋 唐以 來的門 下封駁 制度 ，台諫 制度， 在官僚 機構裏 ，用 官僚代 表對皇 帝詔令 
的同 意副署 ，來 完成 防止皇 權濫用 的現象 ，一 切皇帝 的命令 都必需 經遇中 書起草 ，門 下審核 
封駁， 尙書施 行的聯 鎖行 政制度 ，只 存在於 政治理 論上 ，存在 於個別 事例上 。所謂 「不經 a 
開懋台 ，何謂 爲勅？ 」 詔令 不經 遇中書 門下的 ，不 發生法 律效力 。可是 ，說這 話的人 ，指斥 
這手令 (墨勅 斜封) 政 治的人 ，就 被這個 手令所 殺死 ，不 正是衡 這個制 度的現 實諷 制嗎？ 又 
如諫官 ，職務 是對人 主諫諍 遇舉， 聽不聽 是絕無 保證的 ，傅 說中褪 逢比干 諫而死 ，是 不受諌 
的例 ，史 窨上的 魏徼包 拯直言 盡諫， 英明的 君主如 唐太宗 宋仁宗 明白諫 官的用 意是爲 他好， 
有受諫 的美名 ，其實 ，不受 諫的史 例更多 。諫睜 的目的 在於維 饑政權 的持績 ，說是 忠君愛 
主 ，苏 實也就 是愛自 己的官 位財產 ，因 爲假如 這個皇 權垮了 ，他們 這一集 圍的 士大夫 也必然 
同歸於 盡也。 

從上文 的說明 ，所 得到 的結論 ，皇 權的 防線 是不 存在的 。雄然 在理嗆 上 ，在 制度上 ，曾 
經有遇 一套以 鞏固 皇權爲 目的的 約束辦 法 ，但是 ，都沒 有絕獬 的約 束力 量。 


假如從 另一角 度來看 ，上文 所說的 這一些 ，也許 正是《 孝通先 生所說 的紳權 的緩街 。不 
同的 是我所 指的道 一些並 不代表 民間的 願望， 至多只 能說是 士大夫 的願望 ，其方 向也 不是由 
下 而上的 ，而 是皇權 運用的 一面。 這些約 束不但 不普暹 ，而 且是常 常無 效的❶ 


「紳權 固當務 之急矣 J! 

前幾天 ，讀 到胡播 先生的 「梁 啓超及 其保皇 黨思想 J  (讀 書與出 版第一  V:.' 第 三期) 。他 
诣出 梁啓超 是主張 r 興紳權 j 的人 ，以 興紳 權爲興 民權的 前提： 

受 甲午之 戰失敗 的刺激 ，又受 維新運 動宣傅 的影響 ，湖 南省 出現了 ，批新 的 紳士， 
他們 企阖以 】 省爲 單位實 行一些 新政， 達到省 自治 的目的 ，以便 在全國 危亡時 、一 省還 
可自保 。這 樣的想 法在當 時各省 的紳 士門閥 中都有 ，不過 在湖南 ，因 地方長 {nM 惝卯鉍 
這 些想法 ，所以 特別 發達。 梁啓超 入湘後 ，除 辦時務 學堂外 ，又 和當地 紳- 合紐 南學 
會 。康 有爲這 時仍全 神貫 注於向 皇帝 上書， 而梁啓 超則展 開了在 湖南紳 」工 作。 
他甚 至鼓吹 r 民權 」 ， 但他說 的却是 ••  r 欲 典民權 ，宜先 典紳權 ，欲 興紳梆 .宜以 爭會 
爲其起 點。」 又說： 「紳 權固當 務之 急矣， 然他日 辨一切 事舍官 莫屬也 •卽 今日 欲開民 
智 ，開 紳智， 欲假手 於官力 者尙不 知凡幾 也。」 (上陳 寶箴 書) —— 由此 J 見， 他的想 
法是在 官僚 的支持 下建立 地方棘 士 的權力 ，這就 是他的 「 民權」 思想 。 

這 一段話 不但 淸理 出五十 年前梁 啓超的 紳權論 ，也指 出五十 年前一 般紳 士對救 亡維新 的看 


法 。其： 要在 「欲 興民權 ，宜先 典紳權 (開 紳智) ，欲先 典紳權 ，宜以 學 會爲之 起點。 J 結 
論是 學會爲 興民權 之起點 的起點 ，而辦 這些事 ，欲 假手於 官力者 不知凡 幾也。 

梁 啓超先 生本人 是當時 的紳士 ，他看 紳權和 民權是 兩件事 ，紳 權和官 權則是 一件事 ，無 
論 就歷史 的或現 實的 意莪說 ，都 是正 確的。 

五十 年前的 保皇黨 ，五十 年後的 自由主 義者， 何其相 似到道 步 田地？ 歷 史是不 會重演 
的 ，紳權 也無從 興起， 卽使有 更多的 「援」 ，更 多的 r 貸」 ，也 還是不 相干！ 

r 爲與士 大夫治 天下」 

官僚， 士大夫 ，紳士 ，是 異名同 體的政 治動物 ，士大 夫是綜 合名詞 ，包括 宫 僚 紳士兩 耑 
名 。官 僚紳士 必然是 士大夫 ，士 大夫可 以指官 僚說， 也可以 指紳 士說。 官僚是 士大夫 在官時 
候 的稱呼 ，而紳 士則是 官 僚離職 ，退休 ，居鄕 (當 然居城 也可以 )， 以 至未 任官以 前的稱 
呼 C 例如梁 啓超只 舉人身 份 ，作 •辦离 堂 ，辦報 ，辦集 會 ，弗 官非民 ，可以 作官 ，或 將要作 
官 。 而且， a 經 脫離了 平民 身份 ，經常 和官 府來往 ，可以 和官府 合作。 

紳士 的身份 是 可變的 ，有尙 未作官 的紳士 ，有 作過多 年官的 紳士， 也有作 過*-官 的紳 
士 ，免職 退休 ，不甘 寂寞 ，再 去作 官的。 作過大 官的是 大紳士 ，作 過小宵 的迠 小紳士 ，小官 
可以爬 到大官 ，小 紳士 也有希 瑣升成 大紳士 ，自 己卽使 官速不 亨 * 還可指 閱 •卜 一代 。不佴 它 
官相譲 ，官紳 也相謙 ，不只 因爲是 自己人 ，還 有更祓 雜的體 己利害 關係。 臀如紳 士 的父兄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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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在 朝當權 、卽侦 不是 權臣， 而是御 史之顇 有彈劾 權的官 咧 。更糟 的 n ’ ul 鄕的 宰相公 f 公 
孫 ，甚至 老太爺 ，老疥 丈 ，一紙 八行 ，可以 摘掉地 方官的 印把子 ，這類 人不一 定作過 官 ，祐 
至 不一定 中過舉 ，一様 是 大紳士 。至於 秀才舉 人進 士之類 ，眼前 雖未 作官 ，可是 前程遠 大， 
十年 八年內 難保不 作巡方 御史 ，以 至頂 頭上司 ，地方 官是决 不敢怠 悛的 。儒林 外 也上范 進中 
舉後的 情形 ，便 是絕好 的 例子。 

以此 ，與 其説， 紳士和 地方官 合作， 不如說 地 方官忡 和紳 士合作 。作通 常的情 形：卜 ，地 
方官 到任以 後的第 一件事 ，是拜 訪紳士 ，聯歡 紳士 ，要求 地方紳 士的 支持 。歷史 k 有許 多例 
子指出 ，地方 官 巴結不 好紳士 ，往 往被紳 士們合 夥吿掉 ，或 漭經 由同 鄕京 官用弹 劾的 方式把 
他罷免 或調 職。 

官僚 U. 和紳士 典治地 方的。 紳權由 官權的 合作而 相得 益彰。 

貪汚是 官僚的 第 一德性 ，官僚 W 如 願的將 揚這 德性， 其起點 爲與紳 士分潤 ，地方 自治事 
業 如善堂 ，稽穀 ，修路 ，浩橋 ，興 學之類 有利 可阛的 ，照 例由 紳士扭 任 ，屬 於非常 事務的 ， 
如 辦鄕團 ，救災 ，賑飢 ，丈量 土地， 舉辦招 税一類 ，也 非由 紳士龃 導不可 ，負担 歸之平 尺 
利益官 紳 Y 得 。兩 皆歡喜 ，離 任時的 脔 尻 傘 是可以 預約 的。 

上面所 說的 地方 自治 事業 ，和現 代所謂 「自 治」 意義不 同， 不容混 爲一談 。而 a , 這類 
專業名 義上 是爲百 姓造顧 ，實 質上 是鸩官 僚紳士 聚财 ，假使 確曾有 一絲絲 利及平 民的話 ，那 
也只 是漏出 來的涓 滴而& 。現 代許 多管税 收的 衙門 艢上四 侗大宇 r 涓滴 歸公」 ，正 確的解 鞸 


是只有 一涓一 潢歸公 ，正和 這個情 形一樣 c 

往上更 推一層 ，紳士 也和 皇權共 治天下 • 

紳權和 皇權 的關係 ，卽 士大夫 的政治 地位在 歷史上 的變化 ，大體 上可以 分 三個時 期 ，第 
一時 期從桊 到唐， 第二時 期從五 代到宋 ，第三 時期從 元到淸 •當 然這只 是大槪 的劃分 ，並不 
包含 有絕對 的年代 意義。 

具體 的先從 君臣的 禮 貌來說 吧， 花宋以 前 ，有三 公坐而 論道 的說法 ，贾趙 和漢 文帝談 
話 ，不覺 膝之前 席 ，可 見都是 坐着的 ，唐 初的 裴監甚 至和高 m 共 坐御榻 ，十八 學士作 唐太宗 
面前 也都還 有坐處 。可是 到宋朝 ，便 不然了 ，從太 齟以後 ，大 臣在 皇帝面 前無 坐處， 一坐蓽 
咕， 三公萆 卿立 而論 政了 。到明 淸 ，不但 不許坐 ，站着 都不行 ，得 跪着 奏事了 ，淸朝 大官上 
朝 得穿特 製的譁 膝 ，怕跪 久了 吃不消 。由 坐而站 而跪 ，說 明了三 個時期 君臣的 關係， 也說明 
了 紳權的 逐步 衰落和 皇權的 節節 提高❶ 

從 形式再 說到本 質。 

前 一時期 的典型 例子是 魏晉六 朝的門 明制度 • 

澳代 的若干 世宦 家族， 如關西 楊氏 ，汝 南袁& 之類 ，四世 三公， 門生故 吏徧： 大下 ，莊園 
塲 布州縣 ，奴 僕數以 千計， 有雄厚 的經 濟某礎 。在 黄巾胁 亂時代 ，地方 豪族如 孫策馬 超許褚 
張遼曹 操之類 ，爲 了保持 土地和 特 殊權益 ，紺織 地主軍 隊保衡 鄕里 ，造成 力量， 有部曲 ，有 
防區 ，小軍 間投靠 大軍閲 ，三 個大軍 閲三 分天下 ，道兩 類家族 也就佔 據高位 ，變 成高 級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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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大 軍_作,皇 帝，： 适些家 族原 U. 共建 皇業的 ，利害 共 同 ，在 九品 中正的 選舉制 度下， 
「上品 無寒門 ，•卜 M 無 勢族」 ，大它 位爲 M 些家族 所獨佔 。東 晉南渡 ，司 拇 家和王 謝 等家到 
r 建康 ，東 吳的佑 族顧 陸朱 張諸 家雖然 足 本地 v tj , m 爲是亡 國之餘 ，就吃 .i 虧 ，在 政治地 
位 上紐 4| 第一  igr  c  M 些商 門世執 國政 ，王謝 子弟更 平歩以 至公卿 ，到 劉裕以 冚含 翁稱帝 ，陳 
霸先 更是 寒人， I: 世族 服 光桌： M 家 n i 搖狻 戶‘朝 代儘妗 改換 ，奸官 找自爲 之 。 1人 夫集 
團 有其傅 統的 政治社 會經濟 以至 文化 地位 ，非 rl 權所 能增拟 ，紳 權雖然 A; 侍候 V 權 ——Z 爲 
皇 帝有眾 隊 —— 目的 A: 以皇 權來 發展 紳權 ，支 持紳權 。經陪 代唞 帝的打 意摧賤 ，取泊 九品 屮 
正制， 取消苌 官辟 舉僚 貓辦法 ，並設 進士科 ，用 公開 的考 試制度 ，以 文字 來代替 血統任 官， 
但是 ，文字 敎育還 是： W 錢 y 的 ，大家 族有優 越的經 濟地位 ，人事 關係， 唐朝三 斥 年的宰 相， 

門 間制度 下的 紳權有 歷史 的傳統 ，有莊 園的經 濟基礎 ，有 包辦 選舉的 H 具 ，甚至 有依門 
第高下 仟官的 制度， 有依族 姓高下 締婚的 風氣， 高門華 閥成爲 一個利 害共同 的集團 C 並且， 
公卿子 弟熟智 典章制 度 ，治國 (辦 例行 公事) 也非他 們不可 。在這 情形下 ，紳 權是和 皇權共 
存的， 只有兩 方 合作才 能兩利 。而且 ，皇 帝人 A 可做 ，只要 有軍力 便行。 士大夫 却不然 ，寒 
人門役 要成爲 士大夫 ，等 於駱鴕 穿針孔 ，卽 使有皇 帝手令 轼忙， 也還是 辦不到 。何 事非君 * 
紳 權可以 侍候任 何一姓 的皇權 ，一惘 擁 有大軍 的軍閥 ，如 得不到 士大夫 的支持 •却作 不了皇 
帝。 


考 -試制 度代替 f 門闕 制皮 ，薦 正發揮 作用是 十世耜 的事。 

經過 甘搏 之禍 ，白坶 之飘 ，多 數的 著名家 族 被屠殺 ❶輕邊 長期 的軍閥 混戦， 五代亂 離， 
悻 // 的士族 失去 r 莊阑 ，流 徙各地 ，到 唐莊宗 作皇帝 ，要 薄慊朝 廷典故 的舊族 子弟作 宰相都 
很不 容易 f 。 宋太覼 太宗只 好擗 大進士 科名額 ，(唐 代毎、 科平 均不遇 三十人 ，宋代 多至千 
人。) 用進士 來治. M  , 名額览 ，考収 容易， 平民出 身的進 士在數 量上壓 倒 r 殘存 的世族 。進 
士一發 咕卽 授官 ，進 士出身 的官僚 紳 士和皇 權的 關係是 # 針和掌 概 ，掌植 要 買寶作 得好 ，得 
錤夥冲 点勁 ，宋朝 家法潑 醴十大 夫， 文彥博 說爲 與士 大夫共 治天下 ，正是 這個道 理❶， 

和前一 時期+ 的 ，前期 的世族 子弟有 了典園 ，才 能中進 士作官 ，再 去擗 大莊豳 。這時 
斯呢 ，作 與骰 莊闼 ，名 JI 范 仲淹骰 蘇州 義莊 ，派 兒子 討租 ，討 得幾船 毅子 便是好 例子。 

更應該 注 尨的 x 印刷 術發 jt 了 ，得 寄比 較容具 ，書 籍的沬 f 較普籩 ，知 識也比 較不爲 
少 數家族 所阄楨 獨佔 ，•牛 民參 加考試 的機貧 增 加了； 「 遺金滿 «, 不如敎 子一經 J 。 念書， 
考進士 ，作官 ，發 財， 「萬般 皆 F M ， 惟 i 高 j 。 r 天子重 英豪， 文章敎 爾曹」 。政府 
的提倡 •社 會的鼓 脚 ，作 官作紳 士得 從科舉 出身 ，嫕一 生的狼 明 才智去 適應科 琛 ， r 天下英 
雄入我 殼中」 ，泉 權永闹 ，官讲 恩澤 ，出於 蛊帝， 士大夫 不能不 爲皇帝 所用， 共存談 不上， 
共治也 將就一 下了❶ 皇家 是士大 夫的衣 食飯碗 ，非用 全力支 持不可 ，士 大夫是 皇家的 管家幹 
事 ，俸祿 從後 ，有鼷 同享 ，君臣 脚的距 離不 太：也 ，也 不太遠 ，掌 極和寒 針 間的恩 意是 密切照 
顧 到的。 

鰌  An  i 


龜愐與 MI 權  五四 

從共存 到 共治巳 經江河 日下了 。元明 淸 三代速 共治 也說+ 上 ，從 合夥到 作夥計 ，猛然 1 
跌 ，跌 作賣身 的奴隸 ，紳 權成 爲皇 權的奴 役了。 

蒙古 皇朝以 馬上 得天下 ，也以 烬 上治天 下 ，軍中 將帥就 是朝廷 的官僚 ，軍 法施於 朝堂， 
朝官一 有過錯 ，一 頓棍子 板子鞭 子， 挨不了 被打死 ，僥倖 活着照 樣作官 。明 太祖革 了 元朝的 
命， 學會了 這一套 ，殿 廷杖 貴臣僚 ，叫作 「廷 杖」， 在塍史 上大 大有名 。光打 還不夠 ，有現 
任官 。繚足 辦事的 ，有 戴斬罪 辦事的 。不徂 禮貌賧 不上 ，連生 命都時 刻在 死亡的 威脅中 。皇 
帝越 威風， 士大夫 越下賤 ，要 不作官 吧， 有官法 硬給梆 出去 ，非 作不可 ，爯不 幹 ，便 違反了 
皇章， r 士不 爲君用 」 ， 得殺頭 。君 臣的關 係 一變而 爲主奴 ，說是 主奴吧 ，連 起碼的 主子對 
奴才的 照顧也 不存花 的。 前朝的 舊家巨 室被 這個黨 案 ，那侗 逆案 給掃琪 光了， 土地財 產被沒 
收 。老紳 士絕了 種 ，用 八股文 所造攸 的 新紳士 來代 新紳 士是從 奴化敎 育裏 成長的 ，不提 
反抗， 連挨了 打都是 「恩譴 j ， 削 職充軍 ，只要 留住腦 袋便 感謝聖 思不盡 ，服 服帖帖 ，比狗 
還聽話 。到 淸朝 ，旗人 對皇帝 自稱 奴才， 漢官述 自 稱奴才 的資格 也不夠 ，不但 見皇帝 得跪， 
連見同 事的王 爺貝勒 也得跪 C 到西 方強國 來侵掠 ，打 了幾 次敗仗 ，訂 結了多 少次屈 辱條約 以 
後， 皇權動 搖 ，洋 權日盛 ，對 皇權 的自卑 被洋人 所代替 ，結 果是洋 播控制 了皇權 ，洋 敎宥代 
替了 八股 ，锘 士大夫 改裝爲 智識份 子以 及自由 主義者 ，出奴 入主， 要說說 洋人所 說的話 ，要 
聽聽 國外的 輿腧 ，要做 做外國 人所示 意的 ，在 被讁责 被訓 斥之後 ，還得 陪笑險 ，以興 紳權爲 
興民權 之起點 ，辦 報紙， 立學會 ，假手 於官力 ，爲 自己找 「新路 」 ， 道些紳 士除了 服裝以 


外 ，面猊 是和五 十年前 那些人 1 槙一 樣的。 

紳權 J: 歷史上 的 ：一一 變， 從共# 到共治 ，降而 爲奴役 ，猱是 一代不 如一代 。歷 史說 明了兩 
千年 來紳權 的涣落 和必然 的淘汰 。梁 啓超 的時代 過去了 ，我 們今 天來硏 究這一 五十年 前被提 
出的課 題 ，不何 很有趣 ，也 是很重 要的。 

關於 歷史 h 紳 士所享 受 的特權 ，將 : 另 一 文中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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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權 輿紳 a  K 六 

再 論紳權  矣 .暗 

一  士 庶之別 

唐代柳 i 方淪 魏晉以 來 的士族 i 紳 士家族 —— 在 政治上 的特 權說： 

「從 曹魏立 九：： § ， 置中正 ，尊 世冑 (世 代作 官的) ，卑袭 士  (祖 先不曾 作過官 
的) ，權 歸右姓 (大 家族) ：其州 大中正 主 薄郡中 正功曹 ，皆 取著 姓士族 爲之 ，以定 門 
肖 ，品藻 人物 ，其別 貴賤， 分士庶 ，不可 易也。 」 (新 唐書 卷一 九九柳 沖傳) 

士族 的成立 是由 世代作 官而來 的 ，凡三 世有三 公的稱 爲膏梁 ，夯尙 書 、中 書令僕 (射) 
的爲畢 腴 ，祖先 作過領 (軍) 護 (軍) 而上的 爲甲姓 ，九 瑯和 方伯的 爲乙姓 ，散 騎常侍 大中 
大夫的 爲丙姓 ，吏部 正員郞 爲丁姓 ，統 稱四姓 ，也叫 右族。 

就個 別的 紳士家 族而論 ，士 族南渡 的爲 僑姓， 王謝袁 蕭是 大族， 東南土 著 叫吳姝 ，朱張 
顧 陸最大 ，山 束爲郡 姓 ，王崔 盧李鄭 是大族 ，關 中的 郡姓以 韋 裴柳薛 楊杜措 著名 ，代 北爲虜 
姓， 如元長 孫宇文 于陸源 資等家 族都是 。從四 世紀到 十世紀 大約七 百年間 ，中 阈的政 治舞台 
被 這三十 個左右 的紳士 家族所 獨佔❶ 

士族 子弟作 官依族 姓門第 高下， 有一定 的出身 ，甲族 子弟二 十歲便 任官。 後門則 須滿三 


十歲才 能考試 作小官 (南史 六梁武 帝紀) 。名 家有 國封的 ，初 出仕便 拜員外 散 騎侍郞 (南史 
卷二 十謝弘 微傳) 。謝 录仁到 三十歲 才作著 作佐郞 ，有 人替他 抱屈說 、司馬 庶人父 子怎麽 能 
不垮？ 謝 景仁這 樣人 三十歲 才做這 個官！ (洧 史卷十 九謝景 仁傅) 甚至同 一 家族， 還分高 
下 ，王家 有烏衣 諸王和 馬粪諸 王兩支 ， 馬糞 王 是甲族 ，甲族 是不作 憲台 官的； 王僧虔 作御史 
中丞 ，自己 解嘲說 ，這 是烏 衣諸郎 的坐處 ，我將 躭 作一下 (阕上 二十二 王僧 虔傳) •至 於作 
郞官的 ，那 更是絕 少的事 (王 筠傅) 。 

北 魏孝文 帝曾和 廷臣辯 論士庶 任官 的典制 ❶ 

孝文 帝問： 「近 世高 卑出身 ，各 有常分 ，此果 如何？ 」 

李 沖對： r 未審 上古以 來， 張官列 位 ，爲裔 梁子 弟乎？ 爲致 治乎？ j 
孝 文帝： 「當 然是爲 致治。 」 

李沖 ••  r 然 則陛下 何爲耑 取 門品， 不 拔才能 乎？」 

孝 文帝： 「苟 有遇 人之才 ，不患 不知 。然君 子之門 ，借 使無當 世之用 ，要 自德行 純篤， 
朕故用 之。」 

李沖： r 傅說 呂頦， 豈可以 B 第 得之？ 」 

孝 文帝： 「非 常之人 ，曠世 乃有一 二耳。 j 

祕會 令李 彪： 「陛 下若耑 取門 .第， 不審魯 之三瘠 ，孰若 四科？  j 

著作 佐郞韓 顯宗： r 陛下 豈可以 食饈食 ，以 賤典 败？ 」 

再鷗紳 «  五七 


鳥 樓 襄 _ 植  MA 

孝 文帝： 「必 有高 明卓然 ，出 類拔 萃者 ，朕亦 不抅 此制 ❶ J 
不久 ，劉被 入朝❶ 

孝文帝 吿訴劉 昶： 

r 或言唯 能是寄 ，不 必拘門 ，朕以 爲不爾 。何者 ，淸 濁同流 〜混齊 一等， 君子小 
人 ，名 器無 別-此 殊爲不 可 。我今 八族以 上 士人品 第有九 ，九品 之外， 小人之 官復有 
七等。 若有其 人 ，可 起家爲 三公。 正恐賢 才雞得 ，不可 止 爲一人 ，渾我 典制 也。」 (資 
治通铤 卷一 吨 四十) 

這 段談話 躭 I 士庶 在 政治 上的相 對地位 ，士 是君子 ，是淸 流， 是德行 純篤的 。庶 人呢， 
是小人 ，是渴 流的 ，是要 不得的 。要維 持治權 ，就 得分 別士庶 ，使 之高卑 出身‘ 各有常 分 C 
其次 ，士 族都是 大地主 ，大 莊園的 佔有者 。大 量土地 的取得 手段是 兼併， 官僚資 本轉變 
爲土 地資本 。更 重要的 方 式是無 條件 的佔領 ，非私 人的產 業如山 林湖沼 ，豪強 的紳士 逕自封 
占 ，搛 爲己有 ，這 情形到 處都是 ，皇 權被 損害了 ，嚴 立法禁 ，不 許紳士 強佔， 可是紳 士集團 
不理會 ，政 府涣 辦法， 妥協了 ，採分 贓精神 ，依官 品立格 ，準 許紳 士有權 按照官 品高 下封山 
占水， 下面一 段史料 說明了 五世紀 中 期的情 形： 

楊州剌 史西陽 王 子尙上 言 ••山 湖之禁 ，鰌 有舊科 ，人 俗相因 ，替 而不奉 ，银 山封 
水 ，保爲 家利。 自頃以 來 ，頹弛 日甚 ，富 強者兼 嶺而占 ，貧弱 i 蘇無托 ，至 漁采之 
地， 亦又如 茲 ，實害 人 之深弊 ，爲 政所 宜去絕 ，損 失舊條 ，更 引恆 制。 


P 尙是 皇族， 代表皇 家 利益栗 求重 申禁令 ，政府 當局根 據壬辰 詔害所 立法制 ，占 山議宅 
強盜体 淪 ，贓 一丈以 上 皆棄市 ，尙 書右丞 羊希以 爲： 

壬辰 之制， 其禁嚴 刻 ，事 旣難遵 ，理 與時弛 ，而占 山封水 •渐 染復滋 ，更相 因仍， 
使成 先業 ，一朝 頓去， s 怨嗟 。今更 刊革， 立制五 條：凡 是山澤 ，先恆 縝爐， 養種竹 
木 雜果爲 林彷 ，及陂 湖江海 魚梁鰌 黧場 ，恆加 工 修作者 ，聽 不追奪 。官： g 第 一第二 聽占 
山三頃 ，第三 第四品 二頃五 十畝， 第五第 六品二 頃 ，第 七第八 品一頃 五十畝 ，第 九品及 
百 姓一頃 。皆依 定格條 上貲簿 。若先 a 占山 ，不 得更占 ，先 占闕少 ，依 限占足 。若弗 
前條 舊業， 一 不得禁 。有犯 者水土 一尺以 上並 計贓 依常盜 。 停 除咸康 二年壬 辰之 
科 ，從之 r  (南史 卷三十 六年玄 保傳) 

卽承認 過去 的封占 爲合法 ，並規 定各官 品的封 占限額 。皇 權向 紳權 屈伏了 ，紳士 由政治 
的獨 占侵 入經濟 ，享 有封山 占水的 特權。 

此外 •士族 還有不 服兵 役的特 權 (南 史卷三 十四沈 锒文傳 ) • 

二 士大夫 和寒人 

H 族是 '一 個特殊 的階释  '不 但厳 格講 求譜 系牌閱 、郡 望房次 、官 位爵邑 ，來 保證 朝廷官 
位的 佔有 ，並 且嚴 格舉行 同階廢 的通婚 ，用 通婚 來、 加強 右族的 團結 。 當時 寒八要 加入道 個集 
圍 ，比获 天還雖 。隨使 裉幾個 例子 ，如宋 文帝 時的要 官秋當 周赳， 不見禮 於同 官張敷 ，南史 

再！ I 紳行  S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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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十二 强敷傅 ： 

敷遜 正員中 害鑼 ，中窨 舍人秋 當 屑» 並管要 務 ，典 敷同 省名家 ，欲 詣之 ，赳 曰：彼 
若不 相容接 ，便不 如勿柱 ，距可 輕行？ 當曰 ：吾等 並已員 外郎矣 ，何 憂不 得共坐 。敷先 
旁 設二床 ，去壁 三四尺 • 二 審 #席 ，敷 殍 左右曰 ：移我 遠客！ 赳等 失色而 去。 

徐 愛被柜 交於 王球 殷景 仁： 

中 * 舍人 徐爱有 寵 於上 ，上嘗 命王球 及般最 仁輿之 相知。 球辭曰 ：士 庶區別 ，阈之 
聿也 。臣不 敢挛貂 ，上 改容 謝 焉 。(同 上卷二 十三王 球傅) 
蔡典宗不趙王遒隆，王暴首見秋當不命坐，王球拒接弘典宗： 

齊明 帝崩， 右軍將 軍王遒 豔任參 _政 ， 權 重一時 • 躡 屜到 典宗前 ，不敢 就席 * 炱 久 
方去 ，竟 不呼坐 •元嘉 初中害 含人秋 當館太 子詹事 王暴酋 不敢坐 。其 後中 書舍人 弘興宗 
爲文帝 所爱遇 ，上 謂曰： 癖 欲 作士人 ，得 就王 球坐， 乃當制 耳 。殷 劉並雜 ，無所 益也。 
若 往詣球 ，可稱 旨就席 ❶及至 ，球舉 扇 曰：君 爾！ 弘通 ，依事 啓聞❶ 帝曰： 我便無 
如此何 f  (南 史卷 二十九 蔡典琮 傅) 

紀僧興 要作 士大夫 ，被拒 於江_ : 

永明 七年 (公 元四 八九) 侍中江 驗爲 都官货 害 ❶ 中窨含 人紀僧 具得 幸於上 ，容 表有 
士風 。請 於上曰 ：臣出 於本縣 武吏 (南 史作臣 小人出 自本縣 武吏) ，遭 逢聖時 ，階 榮至 
此 ，爲 兒昏 得苟 昭光女 ，_ 時鑲所 « 績❶ « 就鼸 下乞 作士大 夫❶上 曰：此 由江 駿謝 渝， 


我不得 措意， 可自餚 之。 ft 其承旨 路黴 ，( 登榻) 坐定 ，繫便 命左 右曰； 移吾床 遠客。 
V 輿喪氣 而退， 吿武帝 曰：土 大夫故 非天子 所命 。(資 治通鑑 卷一三 六 ，南 史卷 三十六 
江斅 傅) 

南 朝中書 舍人 _ IR 表啓 ，發 署貂软 ，爲天 子親信 ，權傾 天下 ，最是 一 時要官 。歷 來多用 
寒 人武吏 (南史 卷六十 傅昭傅 ，卷 七十七 恩倖傅 序) ❶靡 然地要 權重 ， 有的 還承皇 帝特敕 - 
要求 和士大 夫交游 ，可是 ，都 被拒絕 了 ，士庞 不佴 有別 ，面且 ，士 族深 閉固拒 ，絕势 不铪寒 
人以 醴轵 ，更不 必說准 許寒 人麝加 士大夫 集團了 • 

在朝 廷如此 ，在 地方也 是一樣 ，最 著的例 子是庚 摹父子 ，庚蓽 拒鄧元 起作州 從事： 

蓽爲 荆州別 駕 。初 梁州 人益州 _ 史 W 元起功 動甚著 ，名 地卑琪 ，願名 挂士流 。時始 
典忠 武王慊 爲州 將， 元 起位一 I 高 ，而解 -B 不先州 官， 則 不爲鄉 里所悉 。元 起乞上 籍出身 
州從事 ，《 命蓽 用之 ，蓽 不從 ，檐 大怒 ，名蓽 责 之曰： 元起已 經我府 ，卿 何爲 苟惜從 
事 。蓽曰 ••府 是尊府 •州 是蓽州 ，宜頬 6 藻。 供不篇 折， 遂止。 

庚 喬又拒 范典話 作州 主簿： 

喬復仕 爲荆州 別駕 。時元 帝爲！ R 州觸史 ，而州 人范 典話以 寒 賤仕叨 九沫 ，選 爲州主 
簿， 又皇太 子及之 ，故 元帝期 i ll 餒躅職 ❶ 及 M 元日 ，州 府朝貧 ，喬不 肯就列 曰：庚 
赛忝 爲端右 ，不 能典小 人范典 餒爲 匾行 ❶元帝 M  , 乃違 喬而 9UK 話❶典 話羞贿 ，還 家憤 
牟 •(南 史卷四 十九庚 摹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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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人 處處碰 壁 ，被 擯於士 大夫集 團之外 ，只 有兩條 路可走 ，一 條是以 才力 得主知 ，擠到 
要地 ，作 要官， 却作不 了大官 、淸流 官 。一 條路是 從軍 ，用 戰功用 武力 來搶 地盤 ，進 一步搶 
政權 ，篡位 怍皇帝 ，如劉 裕 和陳霸 先， 前者是 田舍翁 ，後者 是寒人 ，便是 著例。 

寒 人 被抑 勒出淸 流之外 ，和寒 人有同 樣情况 ，庶 人中的 H 商， 憑 藉雄厚 的財力 ，操 奇計 
贏 ，長 袖善舞 ，要進 | 步 保障旣 得利益 ，和發 展業務 ，也 用盡一 切手段 ，擠進 政治舞 台來 
了 。紳士 們成 覺威脅 ，一致 抗拒， 運用政 治權刀 ，限制 H 商出仕 ，抑勒 H 商不 入流 品， H 商 
任官的 只能任 低級官 。如公 元四七 七年的 法令： 

北魏太 和元年 ，詔 曰： H 商皂隸 ，各 有厥分 ，而 有司縱 濫 ，或染 流俗 (流俗 北史作 

淸流) 。 自今戶 內有丁 ； 役者 ，官止 本部丞 ，若 有激 勞若 ，不 在此制 。(通 鑑一三 四) 

到隋 文帝開 皇十六 年 (公 元五 九六) 更下詔 制定， H 商不 得仕進 (通 鑑一 七八) 。唐制 
丁： 商雑類 不得 預於 仕伍 (舊唐 香卷四 十八食 貨志上 ，卷四 十三職 官志) ，「依 選 舉令： 官人 
身與同 居大功 以上親 ，自執 丁： 商 ，家耑 其業者 不得仕 。其舊 經職任 ，因 此解黜 ，後能 修改， 
必有事 業者， 三年以 後聽仕 C 其三年 外仍不 修改者 ，追 燬吿身 ，卽拔 庶人例 “  J  (唐 律疏議 
四诈 僞) 則不但 H 商不 能入仕 ，連 已入 仕的官 人同居 大功以 上 親也不 許經營 H 商 業了。 

三 一 千年後 的紳權  ' 

隋康 以降 ，門閲 被摧毀 r ， 士族 /E 社會 大動摄 中逐漸 式微了 。李 唐時代 的二十 個左右 大 


家族巳 經不 完全是 六朝時 代的三 十家族 ，到宋 代這些 家族都 聽不見 說起了 。考 試制度 代替了 
門 _ 度， 新官僚 代替了 舊官僚 。 

雖 然如此 ，前 代士 族的特 檐仍然 遺留給 後代的 新紳士 。紳士 的本質 變了 ，紳 權並 沒有什 
麽大變 。試 舉明 .代 的例子 來作费 照。 

明代 士庶兩 階級 的分刿 ，從 大明 律名例 條醐 於文武 官犯私 罪一款 最淸楚 。這 條例 規定： 
r 文 武官職 ，舉 A , 監生 ，生員 ，冠 帶官 ，義官 ，知印 ，承差 ，陰 陽生 ，酱生 ，但 有職役 
者 ，犯 贓犯姦 ，並 1 應行 止有勳 ，俱發 爲民。 」 發爲 民就 是褫 奪紳士 所享的 特權。 

紳士 最東要 的特權 是免役 ，關於 見任官 的免役 ，洪 武十年 (公元 一 三 七七) 二 月特降 詔 
令說： 

食祿 之家 * 輿庶 民貴 賤有等 。趨事 執役以 奉上者 ，庶 民之事 。若貴 人君子 ，旣 貴其 
身而復 役其家 ，則 君子野 人無 所分別 ，非 勸士待 賢之道 。自今 百司見 任官員 之家％ 有田 
土者 輸租稅 外 ，悉免 其徭役 ，著 爲令 。(明 太親實 錄卷一 一 一 ) 

見任官 是作官 的本人 ，見任 官的父 兄 子弟則 是鄕紳 。兩年 後又令 r 自今 內外 官致 仕還鄉 
者 ，復 其家終 身無 所與。 」 (同上 一二六 ) 則不但 見任官 ，速 退休 官也享 有免役 權了 ❶嘉靖 
二 十四年 (公 元一五 四五) 規定， 京官一 品免 三十丁 ，二品 二十 四丁， 至九品 免六丁 ，外官 
各 減一半 (皇 明太學 志二) 。不 但見 任或退 休官員 ，連 學校 生員除 本身外 ，也 免戶內 差徭二 
丁  (大明 會典卷 七十八 學校) 。明 代的 里役最 爲人 民所苦 ，有 二十敢 產業 的中農 ，要 是不出 

再 tt 鞞權  § 


蛊權 ，典 ％ 櫬  六四 

一個 秀才 ，一輪 到値役 ，便立 刻破產 。(温 寶忠遺 稿五士 民說) 里役有 里長甲 長兩種 ，十年 
輪 値一次 ，原則 h 是 由殷戶 充當的 ，殷 戶中最 殷實的 是紳士 ，紳 士不服 里役， 負担便 全部轉 
嫁給平 民了。 十六世 紀末年 ，大 槪現 年里役 ，得破 費一百 兩銀子 ，恰是 中人的 家當。 至於一 
被簽 爲南糈 解戶 ，卽使 是中小 地主， 也非破 產不可 (劉宗 周劉子 文編五 責成巡 方職掌 疏)。 
以 一般情 形而論 ，大縣 有秀才 千人以 上 ，假定 這縣有 十萬頃 田地， 秀才佔 五萬頃 ，餘 下的五 
萬頃的 地主就 得 當十萬 頃的差 ，秀 才如佔 九萬頃 ，餘下 的一萬 頃得當 十萬頃 的差， 一 句話， 
地方 L 的紳 士愈多 ，人 民愈 倒霉， 紳士愈 富， 人民愈 窮， 貧富的 對立也 更尖銳 C  (顧炎 ■武亭 
林 文集一 生員論 中) 

其次 是豁 免田賦 ，正德 十六年 (公元 一五二 1 ) 的優 免事例 ，規定 京官一  一 t 品以上 免田四 
頃 ，五 品以上 S 頃， 七品以 上二頃 ，九 品以上 一頃。 嘉靖一  一 十四年 又改爲 京官一  •品 免糧 三十 
石 ，二品 二 十四石 ，到 九品免 糧六石 ，外 官減半 。(皇 明太學 志二) 生員無 力完糧 ，可以 奏 
銪豁免 。甚 至可以 於 每月朗 望到知 縣衙門 懇准 詞十張 ，名 爲乞恩 ，包攬 富戶錢 糧立於 自名下 
隱呑 ，一 年約摸 有二百 兩銀子 ，也夠 花銪了 。(顧 公 變消夏 閑記摘 鈔中) 

其 次是居 鄕的禮 貌 ，洪武 十二年 的詔令 規定： r 致仕官 居鄕里 ，惟 於宗族 序尊卑 如家人 
通 ，兼筵 宴則設 別席， 不許坐 於無官 者之下 。如 與商 致仕者 會則 序爵 ，爵 同序齒 。其 與異姓 
無官者 相 □ ， 不 必答禮 。庶 民則 以官鼸 謁見 ，敢 有凌 侮者論 如律， 著爲令 。 」 (明 太駔 實錄 
卷一二 六) 婚 喪之家 ，招 待紳 士另蹣 一室名 大賓堂 ，不 和平民 共起坐 。出門 坐大耩 ，梟 蓋引 


導 ，有的 地方官 還送門 皂吏書 承應。 生員出 門 ， 也有 R 斗張 油傘菌 導❶ (消夏 間記摘 # ， 徐 
皋 謨世廟 識餘錄 二十) 

畜養奴 婢也是 特權之 一 , 明制 廉民是 不許存 養奴婢 的 ，明律 戶律： 「庶民 之家存 養奴婢 
者 ，杖一 百 ，卽 放從. H 。 J 

法律 所賦予 的特權 之外， 還有法 外的權 力❶把 持官府 ，囑 托詞訟 ，武斷 鄕曲， 封山占 
水 ，甚 至殺人 ，無 所不爲 ，例子 太多了 ，不 必列舉 。這一 類非法 權力的 形成， 趙南星 有一解 
釋： 「鄕 官之中 多大於 守令者 ，是以 鄕官 往往凌 虐平民 ，肆 行呑噬 ，有司 稍稍禁 戢， 則明辱 
暗害 ，無所 不至。 J  (趙忠 毅公文 集十三 敬循職 掌剖露 良心疏 ) 以 爲守 令官小 ，不敢 得罪比 
他大的 鄕官。 顧公變 以爲 是師生 和同年 的年誼 作怪： 「縉紳 尤重師 生年誼 ，平 昔稍有 睚眦， 
卽矚 撫按訪 拏。 甚至門 下之人 ，遇 有司對 簿將刑 ，豪 奴上 稟主 人呼喚 ，立 卽扶出 ，有 司無可 
如何 。 其他 細事雖 理曲者 ，亦 可以 一帖弭 之。」 其實 最主要 的原因 ，通 是皇權 對紳權 的有意 
寬 容放縱 ，士 大夫成 爲皇權 的統治 H 具 ，只 要不直 接和皇 權衡突 ，違反 皇家的 利益， 動榣皇 
家 的基礎 ，區區 凌虐剝 削百姓 的瑣事 ，皇 家是不 會也不 肯加以 干 預的。 

一千 年後的 明代愴 形 ，和魏 晉南北 軔沒 有什麽 兩樣 ，理 由是封 建 W 係不變 ，紳 權也不 


皂檷與 紳*  六六 

論 士大夫  «  m 

—— 道是 今春 在请華 大學 同方瓛 的 M, 有萌觸 1^X11,  一||* 表 在「罅 興文 J ， 

一烟在 「请荸$」 ， 薷不餐 。 穩在道 獼 禳子瘙 韈镰兩 *» 鎗稿鑷 訂 的 1 

照我 的看法 ，官僚 ，士 大夫 ，紳士 ，知 識汾子 ，這 四者資 在是 一俩 東西 。難然 在 不同的 
場合 ♦同 一個 人可 能具有 幾種身 伢 ，然而 ，在 本質上 ，倒底 i  一 捆 C 在這裏 ，爲了 討論 k 
的方便 ，我 們還 是不能 不按照 這四供 不同 的名調 ，分開 來射諭 潸謂 r 士大 夫」。 

平常， 我們講 到士 大夫的 時候 ，常 常就會 « 想瘸 現代的 r 知論 汾子 j 。 w# 是說 ，士大 
夫 與知識 伢子 ，兩者 間必然 有密切 的_屬 。官 僚是就 士次 夫在 官位時 的稱號 ，紳士 則是士 大 
夫的 社會 身份 。本來 ，士 大夫 是封建 戤會 的縹準 產物 ，而 知識份 子 封建 牢殖 民地訢 會 
的標準 逄物 。或者 說， 今日的 智謙份 子 ，在某 些方面 相當於 鑷去時 代的士 大夫 ，邊去 的士大 
夫 有若千 的特性 還殘存 在今 日知讖 汾子的 劣根 性裏 面。 

從脎史 上來看 ，大 夫原來 !: 士之上 ，大夫 暴 王侯 的家臣 ， 1 期 是大夫 的家臣 。 古代的 
士 ，原是 武 士-主 要的職 责是從 事載爭 ，是 武士而 非 文士❶ 一向* | 王侯大 夫養着 ，叫 作養 
士 ，這裏 所謂 「 養」 ，正和 養雞 養猪莽 牲 口 同 I 道理 .，同 一性賨 c 「食 人之祿 ，忠 人之 
事 」 受誰 篆養 ，給 誰效勞 ，吃誰 的飯替 誰作事 ，有奶 便是娘 ，蓽 想吃得 r 吃 得飽就 得賣命 


去幹 。到後 來由於 社會的 動盪 變化 ，王侯 貴族失 去了所 繼承的 一切， 不但沒 有人養 得起 
士 ，連原 來養士 的人也 不能不 被人所 養了。 這時候 ，士不 可能再 捧着舊 、衣鉢 ，吃 閑飯 ，只好 
給人 家講講 故事 ，教書 ，辦事 ，打雑 ，作儐 相辦紅 白大事 ，作祕 * 跑腿遇 日子 ，於是 一襄而 
爲文士 ，從 幫凶 變成软 閑的❶ 跟着 ，找到 了新路 ，不是 作王侯 的家臣 ，而是 從選舉 镦 辟等途 
徑， 攀上了 高枝兒 ，作 皇帝的 食客雇 H , 搖身一 變爲 大夫， 爲官僚 。於是 ，幾 千年來 ，士大 
夫聯 成了一 個名詞 。具 有特定 的內容 ，特 徽。 

士大夫 的內容 ，特 微是什 麽呢？ 分析 地說： 

第一， 士大夫 有享受 教育機 會 的特權 ，獨 佔知議 ，圃 積知讖 ，出 賣知豔 ，「學 成文武 
蘸， 货與帝 王家。 J 知識 商品化 ，就 這點而 論， 士大夫 和今天 的知_ 汾 子完全 一樣。 

通去 的國立 學校 ，無 腧 是太學 ，國 子學 ，國學 ，以 至國子 監等等 ，學 生入 學的資 格是依 
夂 祖的官 位品級 ，平 民子弟 棰少機 會入學 ，甚 至完 全不許 入學。 

第二 ，士 大夫的 地位， 處於統 治者和 被統治 者之間 ，上面 是定於 一  # 的帝王 ，下 面是芸 
芸的萬 民❶對 主子說 是奴才 ，奴 才是應 該忠心 替主人 服務的 ，依 權附勢 ，從服 務得到 權位和 
利益， 分享殘 薬 剰飯 。對 人民說 ，他 們又是 主子了 ，法 外的榨 取 •剝削 ，誅求 ，兼併 土地， 
包 庇賦稅 ，走 私囤積 ，無所 不用其 極。 對上面 是一副 奴顔 婢膝的 臉孔， 對下面 是另一 副威風 
凜凜 的胺孔 ，這 兩副面 孔正如 鏡花緣 裏所 描寫的 ，衡 人一副 笑膾， 背後的 一副用 布蒙住 ，士 
大夫用 的這塊 布 ，上面 寫着 r 仁義道 德」 四《 大字 •對主 子勸行 王道 ，仁政 ，採 取寬 容作 
tt 士大失  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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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留母 鷄下蛋 * 對人民 ，撇驅 ，威 麻薄 ，製癱 all 種理論 ，來掩 飾剝削 的勾當 * 比如 
大家都 反飢餓 ，他們 會說 ••  r 沒飯吃 ， 平$  •飯該 緣 有功 的人吃 ，因爲 人家在 保讅 你們。 
货什麽 要吵吵 閙闞 呢？ 何况 有的 f 糨 ， « 皮！ 」 甚至脫 ••  r 要那 麽些錢 幹什麽 ，已 輕差強 
人意了  •還 要蘭 失去淸 高身汾 ！ 」 理雛沒 人理 ，跟 f 刑厢 ，所謂 〔齊 之以 刑」。 再不生 
效 ，更嚴 重的一 套就來 了❶兩 面作風 / 其 « 是一 愐道理 •就 是不裏 變， 不要亂 。知果 非變不 
可 ，也要 侵侵 地變 ，一點 一滇地 », 温和地 «, 萬萬 不能舐 ，爲的 是一變 就不 能不損 害他們 
的旣 得利益 ，亂 更不 得了 ，簡 直 要從 根挖 掉他們 的基業 ❶他們 要保 持現狀 ，要 維持原 來的社 _ 
會秩序 ，率 M  一 點說 ，也就 是維 持自 己的財 產和 地位 •，道 顴人用 新名銅 醮 ，就 是所謂 自由主 
鷂者❶ 

第三 ，士 大夫 享有種 種特權 ，《 如免 賦權， 免役權 ，作 各級官 史之權 ，居癤 享 受特殊 
鏟 貌之權 ，包 辦地 方事業 之權， 打官司 奔走公 門之權 ，作買 資走私 漏稅之 權  >  畜 養奴婢 之 
權， 子孫雄 承官位 ，和受 教育之 權等等 。老 百牲要 嫌納 田粗 ，他 們可以 不繳 ，法 律規定 ，官 
品越高 ，免賦 越多， 佔有土 地的負 担越小 ，造 成了經 濟地 位的« 越。 老百姓 要抽 壯丁， r 有 
吏夜從 人」， 不管三 丁抽一 或是五 丁抽二 ，總 之是栗 出人 ，徂是 ，士大 夫却不 必服役 ，例如 
南北 朝時代 士族不 服兵役 ，明 朝也有 「家 裏出了 偭生貝 •就 可免役 二丁  e 」 的規定 。說 到做 
官 ，道 本是 士大夫 的本分 ，卽使 不 # 官了， 在癱 作紳士 ，也還 享有特 殊醴貌 ，老 百姓速 和紳 
± ip] 起坐 ，㈣ 桌吃飯 郤是 不許可 的 。如果 鄉里 要舉辩 一  ® « 業 ，所謂 r 自治 」 ， 例 如修路 


救災 ，水利 ，.學 校等等 ，士 大夫 是天然 的領袖 。要 販運違 法貨物 ，有 作官的 八行 書就 可免去 
關 卡留難 ，畜養 奴婢， 只要財 力許可 ，幾千 幾萬都 爲法律 所承認 。此外 ，還有 師生， 同年， 
同鄕 ，親戚 ，種種 關係可 以運用 ，任何 角落裏 都有人 情面子 ，造成 一股力 量， 條條大 路都可 
通行。 

第四  >  相反的 ，士 大夫 對國家 民族沒 有義務 ，不 對任阿 人負責 。不 當兵 ，不 服役 ，不完 
糧納税 ， 一 切負 扭都分 嫁給當 地老百 姓。 一個地 方的士 大夫愈 、多， 地方的 百 姓就愈 苦 。遇有 
特殊势 故 ，要 「有 錢出錢 ，有 力出力 J 的時候 ，出力 的固然 是百姓 •，出 錢的還 是百姓 ，士大 
夫 是一毛 不拔的 ，有時 候還從 中漁利 ，發 一筆捐 獻財。 

第五 ，因 爲知識 被耑利 ，所以 輿論 也被諶 斷了 。歷史 上所謂 r 淸議 j 一 向 是士大 夫包辦 
的 。 只有士 大夫才 會寫文 章著書 ，才 有資 格說話 ，老 百姓是 沒有份 的 ，卽使 說了也 不過是 
r 蒭葜 之見」 ，上 達不了 ，卽使 上達了 ，也無 人看重 。東漢 後期的 太學生 ，明末 的東 林黨， 
淸代末 年的戊 戌變法 ，都只 是 站在士 大夫立 場上， 對損害 他們的 另一剝 削集围 的鬥爭 —— 對 
宦官 ，外戚 ，貴族 的鬥爭 ，和老 百姓是 不大相 干的。 

第六 ，士大 夫也就 是地主 ，因 爲他 們可以 激 藉地位 來取得 大量土 地 ，把官 僚資本 變成土 
地資本 ，士 大夫 和地主 其實是 同義語 。反之 ，光是 地主而 非士大 夫是站 不住的 ，苛 捐雜税 ， 
幾年功 夫 就可以 把這些 不識時 務 的地主 毀滅 。因之 ，地 主子弟 千方百 計 要缵進 士大夫 集圃， 
卨 陞一步 ，來保 全幷發 展産業 。地 主所看 到的 是收租 的好處 ，看 不見的 是農艮 的困苦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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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 士大夫 「四 體不動 ，五穀 不分」 ，不 但不明 白裊民 的痛苦 ，甚至 速孔子 那樣人 ，都以 不 
坐車而 步行爲 失身份 。因之 ，在 思想上 ，在 政治土 ，都是 保守的 ，共 同的 要求是 保持旣 得利 
益 ，無論 如何要 鞏固擁 饞現狀 ，反 對一 切變革 ，進步 。從 整個集 團利益 來看， 士大夫 是反變 
革的 ，反 進步的 ，也是 反動的 ❶最多 ，也只 能走上 改 良主義 的道路 。當然 ，也 有形式 上是進 
步的 ，例如 一八九 八年的 康有爲 梁啓超 ，要 求變法 ，對當 時守舊 官僚說 ，比較 上是進 步的， 
可是在 本質上 ，他 們要 求變法 的目的 ，是 在保存 舊統 治權 ，保存 皇帝， 也就是 保存他 們自己 
的地位 和利益 ，他們 的進 步立場 ，只是 士大夫 本位的 形式上 的進步 ，和 一般人 民的利 益幷不 
一致。 

由上面 的分析 ，士大 夫是站 在人民 普遍 憤怒 與專制 恐怖統 治之間 ，也 站在要 求改革 要求 
進步與 保守反 動之間 。用 新名 詞來說 是走中 間路線 ，兩 面都篤 ，對 上說不 要剝 削得太 狠心， 
通通 都刮光 了那我 們 吃甚麽 ❶對 下則說 ：你們 太頑強 ，太 自私， 太貪心 ，又沒 有知識 ，又抗 
#,專 門破壤 ，專門 捣亂 ，簡直 成什麽 東西 。其實 這些 都可以 回敬 給他們 ，等 於自己 篤自 
己 。他們 之所以 要表 示超然 的態度 ，上 不着天 ，下 不着地 ，吊在 半空間 ，這 是有 好處的 。像 
淸朝的 曾左 李諸公 ，轼助 淸 朝穩定 t 江山 ，便靑 雲直上 ，在漢 人滿人 之間發 展自己 。兩 面駡 
的好 處是萬 一舊王 朝倒了 ，便可 投到新 主人的 懷抱裏 ，他 不是 曾經駡 遇 那已經 倒了的 舊王朝 
嗎？ 反 正不管 誰 上台總 有他 們的 戲唱 ，這就 是士大 夫走中 間路線 的妙用 與作風 。 

這 種士大 夫的典 型例子 ，在 腠史 上可以 找到不 知多少 * 簡直數 不勝數 。這 裏只醏 便舉幾 


儸 轶麻。 

一愐 是錢謙 益， 明末時 候的人 ，少年 時候和 東林黨 邋 在一起 ，反 寊汚 ，反贫 官 。後來 被 
政銥一 棍打下 來 之後立 刻變成 了 「無 黨無派 J ,在 鄕 間住了 幾 年又變 成了 「瓧會 賢達」 。一 
六四 四年機 會一到 ，一躍 而爲禮 部尙書 ，無 黨無 派和社 會貴達 的銜頭 都不要 J 。 對東 林黨人 
則說 ：我是 當年反 貪汚反 宦官的 健將 ，對當 局則拚 命獻身 。淸兵 一來， 首先投 降的就 是他， 
死後 淸庭把 他放入 r 贰臣 傳」 之內 。此 公不 但政 治節 操如此 ，在鄕 間當社 會賢 達時就 是標準 
的土. 冰劣紳 ，無惡 不作。 

第二個 是仗恂 ，桃 花扁 裏面所 說 的侯朝 宗的父 親 ，此公 是明末 的重臣 ，李 自成入 牝京， 
他就降 李自成 "淸 兵入 猢他就 降淸 ，可以 說是三 朝 元老。 

通有 ，苒 舉個 明末的 例子吧 ，燕 子箋 的作者 阮大铖 。他是 有名的 戲劇家 ，燕 子箋 ，春燈 
謎 ，技巧 都不壤 ，爲了 娛樂討 好宏 光皇帝 ，淸兵 快到南 京時， 他還缶 忙着找 好行頭 ，在 宮裏 
獻 演自己 的大作 。此 公一生 ，可以 分爲 整整七 個時期 ，第 一期 ，沒有 大名氣 ，依 附同 鄕東林 
重 望左光 斗 (阮 是安 徽人) ，鑽進 黨去， 成了名 •第 二期 ，急 于作官 ，要 過鑼 ，要作 又大又 
有 權的官 。東林 看不慣 他的卑 劣手段 ，不給 他轼忙 ，於 是此 公一氣 之：卜 ，立刻 投奔魏 忠貴， 
拜作 門下 做乾兒 子 ，成爲 東林的 死對頭 。替 乾爹 出主意 ，大抄 黑名單 。第 三期 ，東林 給魏閹 
一網 打盡， 他也扶 搖直上 ，和 乾爹關 係很好 。可是 他很明 白大勢 ，預留 地步， 每次見 乾爹都 
化錢給 門房買 下名片 ，滅 了證據 ，自 打主意 。第 四時期 ，魏黨 失敗了 ，此 公立刻 反咬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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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算總帳 ，東林 魏黨吶 邊都駡 。爲 什麽呢 ^ — ^表 明他是 中間伢 子 ，不偏 不倚 。可是 人民眼 
睛是雪 亮的， 還是給 削了官 ，掛 名逆案 ，嗚啐 哀哉 ，一輩 子都沒 有做官 的希望 了 。於 是間居 
十九年 ，做社 會 賢達寫 寫劇本 ，成 爲第 一流的 文學家 。第 五期， 南方名 士們創 立復社 ，熱 
閙得很 ，貴 公子都 在裏面 。此 公窮 居無聊 ，沉 不住氣 ，於 是談兵 說政， 到處枱 出東林 的招牌 
來 作自我 宣傳  >  想 混進復 社去 把黨人 收作自 己的萆 娥 。說： 「我是 老東林 ，跟 你們上 代有交 
情， 你們捧 捧我吧 ！」 不想 那些靑 年人可 眞兇， 火氣大 ，給他 下不來 ，發宣 #  (揭 帖) 指出 
他一 樁一樁 的罪狀 ，一 棍打擊 下去 ，此公 又吃了  一次虧 ，氣 得發昏 。第 六時期 ，北都 傾覆， 
政 局變了 ，南朝 一個軍 閥馬士 英給顳 王保鏢 成立新 政府。 阮受了 幾年苹 ，於 是又 勾上 了馬相 
國， 做了兵 部尙書 。此公 於是神 氣十足 ，一 邊大發 議論， 武力不 以對外 ，淸兵 來還好 說話， 
左 兵來可 難活命 。外 戰不來 ，內戰 拚命， 1 邊重 翻脔案 ，排 斥東林 ，屠 殺靑年 ，利用 特務， 
要大報 舊仇。 開了兩 紙 黑名單 ，一 紙五十 三名， 一紙百 0 八名， 的的確 確送了 不少人 進集中 
營 ，也的 的確確 殺了不 少人。 同時大 肆貪汚 ，( 所謂 r 職方 賤似狗 ，都 督滿街 走」， 正是南 
京政府 的寫照 ，也 正是 這樣把 南京搞 垮了 台。) 第 七時期 ，淸 兵南下 ，此公 投降了 ，但 是看 
看顧 建又 建立了 新政府 ，想 投機通 通消息 ，結 果爲淸 軍所殺 。此 公的變 化多端 ，大槪 前所未 
有 ，然 而萬變 不離宗 ，總 是那麽 一付嘴 臉， 爲自己 打算。 

當然 ，也有 天良還 剰一絲 絲兒的 ，例如 吳梅村 ，也 是風 流才子 ，而 且是士 大夫的 領袖。 
明亡後 ，淸 朝逼 他做官 ，因 爲怕死 ，守不 住節， 只好去 作官了 。把籩 去半生 的淸名 ，速 同社 


會货達 的牌子 都打爛 了 ， 一 念之差 ，在 成迫 利辑 之下 走鲭 了路 ，悔 恨交加 ，臨 死時做 了一首 
絕 命詞： r 莴 事催華 髮， 諭典 生天 年竟夭 ，高名 難沒 ，吾 病難 將薔藥 治， 耿耿胸 中熱血 ，待 
洒 向西風 殘月 。剖 却心肝 今置地 ，問華 陀 ，解我 腸千結 ，追 往恨 ，倍 悽咽， 故人慷 慨多奇 
節 ，爲 當年沉 吟不斷 ，草 間偸活 ，艾炙 眉頭瓜 噴鼻， 今日須 雞訣絕 ，早 患苦重 來千疊 ，脫屣 
妻孥非 易事。 竟一錢 不隹何 須說； 人世 事幾完 缺？ 」 

如以上 許 多例子 ，豈不 是士大 夫都是 沒有骨 頭的？ 都 是出賣 自己窠 魂的？ 或 者都是 「難 
將® 藥治」 .的？ 假如引 歷史上 某一時 期如南 朝作例 —— 史家 都說是 「南 朝無死 難之 臣，」 這 
是錯的 — 當時 ，政 權雖不 斷變換 ，而士 大夫階 餍所形 成的集 園的特 權並沒 有變更 ，這一 
個集 團有着 政治力 量 所不能 摧毀的 ，在社 會 ，政治 ，經濟 ，軍事 各方面 的領導 地位， 他們本 
身的 利益旣 不受朝 代變換 的傾軋 ，那他 們又爲 什麽要 替寒 人出身 的一些 皇帝死 節呢？ 假如再 
引別 的時代 的例子 ，例 如漢代 的范滂 ，陳# ，唐代 的顏眞 鄉 ，張巡 ，許遠 ，宋 代的文 天祥， 
明代的 楊繼碰 ，楊速 ，去 光斗 ，史 可法， 淸代的 譚蠲同 ，爲了 他們的 信念， 爲了他 們的階 層 
利益 ，爲了 他們所 保衞的 特權而 死 ，史 書叫作 忠臣義 士的， 這一類 的例子 也很多 。這 一些人 
都是 士大夫 ，雖 然失敗 ，是有 骨頭的 ，有 血有肉 ，有靈 魂的， 是忠於 封銼社 會的封 建道镰 
的 — 和 前一類 的人正 是一個 詳明的 對比。 

當 兩個朝 代交換 ，或 者是瓧 會有 很大的 改革的 時候， 往往是 對人的 一種考 驗 。現 在 恐怕 
又 是到了 1 個 考驗的 時候了 ，道 考驗包 括你也 包括我 。我們 看見了 許多阮 大铖、 吳偉業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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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力服 人者霸 

傅統 中阈社 會 結構裏 ，皇 權是一 俩某本 的權力 。今天 ，我 們生 活在沒 有皇帝 的國家 ，皇 
權對於 我們不 免相當 陌生 。在民 元前， 帝制沒 有推翻 ，老百 姓的 心裏， 皇帝是 無上的 威權。 
『眞命 天子坐 龍庭』 ，『國 不 可一日 無君』 ，自 秦統一 ，以 迄淸末 ，成爲 天下一 統的象 徴。 

在秦以 前 ，沒 有皇帝 只有王 ，從王 到皇帝 ，我 國傅 統社 會結 構有一 愐空前 的改變 。這改 
變不僅 是 名 義上的 而是本 質上的 。因爲 在秦以 前 ，王之 下有諸 侯諸侯 之下有 鄉大夫 。諸侯 
封 有領地 ，割 據一方 ，號 稱國王 ，諸 侯管 制下 的土地 ，就是 頂頭高 高在 上的王 也絲毫 沒有權 
力可以 干預 C 至於諸 侯下的 卿大 夫亦分 有領地 ，世 代傳襄 ，也 不是諸 侯的力 量可以 任意 調遣 
的 。王 諸侯 卿大夫 ，這 是一個 夤族的 封 建等級 ❶權力 是分散 的 ，誰 都不是 絕對的 盟主。 
自秦以 后  >  一 改舊觀 ，權力 集中在 天子一 人手裏 。在 崇髙無 比的 天子前 ，誰 都不敢 正面仰 
視 ，其下 文武百 官 ，不通 是皇帝 的耳目 ，家 奴臣濮 。 『苕淆 出令 者也， 臣者行 君之令 而致諸 
民者 也。』 君 、臣 ，這 是一梱 官僚的 封建 等級。 權力是 集中的 ，君要 臣死 ，不 得不死 。老百 
姓 是不必 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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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是 絕對的 ，靠 武力 取得， 靠武力 維持， 也被武 力推翻 。秦 始皇在 中國 歷史上 開創帝 
王某業 ，自以 爲德 兼三皇 ，功邁 五帝。 『丞相 (王) 綰 ，御 史大人 (馮) 劫 ，建尉 (李) 斯 
皆曰： 普者 五帝地 方千里 ，其 外侯服 夷服， 諸侯或 朝或否 ，天 子不 能制， 今陛 下興義 兵誅殘 
賊 ，平 定天下 ，海內 爲郡縣 ，法 令一統 ，自 上古以 來 未嘗有 ，五帝 所不及 ，臣 等味 死上尊 
號 ，王爲 泰皇， 命爲制 ，令 爲詔， 王曰去 泰著皇 ，採 上古帝 位號， 號曰皇 帝。』 (秦 始皇本 
紀) 從此 皇帝在 傳統社 會裏二 千餘年 ， I 商是以 力 服人的 霸主。 

正因 爲是以 力服人 ，以力 服人者 ，非 心服也 ，誰的 武力強 ，誰 就可以 奪取 帝王的 寶座。 
將相 本無種 ，武 力的成 敗便是 改朝換 姓的依 靠 C 『 秦始皇 游會稽 ，渡 浙江 ，梁與 藉俱觀 ，藉 
曰： 『彼 可取而 代也』 ，(史 記項羽 本記) ，漢 高祖 雖是流 氓出身 ，觀 秦皇帝 ，喟然 歎曰： 
『嗟呼 ，大 丈夫 當如是 也。』 (史 記高祖 本傳) 說穿了 ，皇權 的根源 ，並 不砷祕 ，紙 要看看 
歷 朝開國 的君主 ，那一 個不是 靠的眾 力？ 

成則 爲王敗 則爲寇 

一部二 十四史 ，可以 說不過 是帝王 的家譜 ，興衰 的記錄 。『改 正朔 ，易服 色，』 開創的 
君主， 都是從 武力裏 起家的 。登 了寶座 ，坐 上龍庭 ，就 是皇； 那些失 敗的、 反對的 ，壓 花皇 
權 的底下 ，不 是困死 草野， 就是流 亡異地 ，叫 做寇。 儘管歷 史上有 『不以 成敗諭 英雄』 •，但 
是 ，振 有武力 成功的 皇帝， 却可以 改 寫歷史 ，武力 的成功 者不仴 是 「英 明」 ，而且 「神 


武」？ 

傅統 的社 會結 榛裏 ，成期 爲王 的天子 ，大 致可以 分爲四 種方式 ：第一 、沫 氓缙的 ，拥 
邦、 朱元璋 、劉淵 、石勒 、朱温 ，可 以說 都是出 身流氓 ，無 業起家 ，他 們反對 專制， 起來革 
命 ，從 流寇 一變和 地主利 益結合 在一起 ，打 下天下 ，登上 龍門 。第二 、地 主型的 ，每 當天下 
大亂 ，地主 起而爲 了自術 ，如秦 末的貴 族項羽 ，西 漢末的 地主劉 秀， 三國 時曹操 、孫權 ，隋 
未的 李世民 ，淸之 曾國藩 ，都可 說是代 表地主 的利益 ，起而 平 定天下 ，有 的失敗 ，如 項羽， 
唐之 諸藩錤 •，有 的成功 ，如 劉秀 曹操等 。第三 、農 民型的 ，陳 涉吳廣 ，揭 竿而起 ，西 漢末之 
新市 ，平林 ，三 阖時 之黃巾 ，隋末 的王薄 ，唐之 黄巢， 淸之太 平天國 ，都 被地主 軍打敗 ，變 
成流寇 ❶第四 、遊 牧民 族型的 ，異族 入主中 國 ， 元 魏遼金 夏元淸 ，都是 農業民 族爲遊 牧民族 
所 征服❶ 

無論是 那一種 方式， 都是力 的决赛 ，天 下是打 來的 ，流血 的代價 ，成 爲我 n 的統 治者唯 
一無二 的法門 。今 日我 們雖在 沒有皇 帝的名 目下過 日子； 可 I 當 政者的 血肉裏 似乎還 遺留有 
傅統對 於皇權 的想法 ❶在成 則爲王 ，敗則 爲寇的 觀念裏 ，要 樹立 起近代 式的民 主是非 常困雜 

的. 

皇權 的無爲 和有爲 

年來 费孝 通先生 從觔 會結 構的觀 點射論 傳統社 會的許 多鬨題 ，提出 皇權、 紳權等 等槪念 

II 天高麈 睾 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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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分 析的起 點 ，引起 不少 辯論 ，這 是很 好的現 象 。大 家從不 M 的看法 裏 對於傳 抹的 社會結 
構加以 分析 ，當 然可以 增加對 於傳紈 社會的 了解。 其中關 於皇 權的看 法 ，费 先生 的意見 引起 
了吳 晗先 生不同 的解釋 ，前 者認爲 皇權是 無爲的 ，有約 束的； 后者 説是 皇權沒 有約束 ，是有 
爲的 ，簡 單的把 他們的 意 昆 引述 如后： 

皇 權是無 爲的： 『爲了 皇權自 身 的維持 ，在 歷史的 經驗中 ，找到 / 無爲 的生存 價値 ，確 
立了 無爲政 治的理 想。』 這 個無爲 的理由 ，因爲 『農業 的鄕 u 上並不 能 建立橫 暴權力 ，柑反 
的 ，我 們常見 這種 社會是 皇權的 發祥地 ，那是 因 爲鄕土 社會业 不是一 個富於 抵 抗能力 的組 
織， 農業民 族受遊 牧民族 的 佼略是 歷史上 不斷 的紀錄 。朿 方 的農 業原是 帝 M 的碩域 ，但 是農 
業的 帝國是 虛弱的 ，因爲 皇權並 + 能滋長 壯健， 能支配 強大的 橫暴基 礎* f 足， 農業的 剰餘跟 
着人口 增加而 日減， 和平又 給人口 增加的 機#。 』 (見 鄕土 中阈頁 六八) 

『 中國 的歷史 很可助 證這個 看法： 一 個雄阔 大略的 皇權爲 f 開疆土 ，築 城修河 ，於 是怨 
聲載道 ，與汝 偕亡地 和皇權 爲難了 。這 種有爲 的皇權 不能不 同 時加強 對內的 壓力 ，需 用更 
大 ，陳 涉吳 廣之流 ，揭 竿而起 ，天下 大亂了 。人民 死亡遍 地 ，人 口 減少 ，於 是亂久 必合 ，又 
形成 一 個沒有 比休息 更能引 人入勝 的局面 ，皇 權力求 無爲， 所以族 民。』 (同 上) 

有 兩道防 4 : 約束 皇權， 一是無 爲而治 ，一 是紳權 的緩銜 。這 是 壙先生 的主 張， 

另 一方而 吳 先生的 看法是 ：皇權 是片面 的治權 ，代表 肴家族 利益， 俱是 並 不代表 家族執 
行統治 ，這個 治權就 被治者 說是片 而的 強制的 ，卽 就治 者集 S 說 ，也是 獨占的 片面的 ，卽使 


是皇后 、皇 太子 、皇 兄皇弟 ，甚至 太上皇 、太上 皇后  >  就對皇 帝的政 治地位 而論， 都是臣 
民 ，费於 如何統 治是不 許參那 意見的 ，在 家庭裏 ，皇帝 也是獨 裁者。 

皇權是 與士大 夫治天 下， 皇權所 代表 的是士 大夫的 利益， 决 非存 姓的 利益。 

從這 一個立 場出發 ，皇權 的約束 也就不 存在了 。無 爲政 治並不 是使 皇帝有 權而無 能的防 
線 ，相反 ，無 爲政治 在官僚 方面說 ，是 官僚 作官的 讅身符 ，不求 有功， 伹 求無過 ，住皇 帝方 
面說 ，歷史 上的政 治法術 是法祖 ，卽使 是法翮 也不是 使皇權 有權而 無能的 防線， 祖制反 fL 戈 
爲士 大夫的 H 具 。 因爲 從另一 方面淆 ，第一  r 祖制 的辦法 ，有適 合於提 高或鞏 固皇權 i 第 
二、 議的制 度也是 鞏固 皇權的 丁： 具； 第三 、隋 、唐以 來 ，門 下封駁 制度 ，台諫 制度， 在官僚 
檐構裏 ，用 官僚代 表對皇 帝的詔 令的同 意 的副署 ，來完 成防止 皇權 濫用的 現象； 可是說 這話 
的人， 指斥這 手令政 治的人 ，就 被這個 手令所 殺死 ，總之 ，皇 權是 沒有約 束的。 

以 暴易暴 

瞿吳 兩先生 的看法 ，給我 們對於 皇權的 了解， 都有很 大的幫 助 。彼 此相得 益彰， 互有發 
揮 ❶本文 想從另 外一個 角度去 看皇權 ，或 者對於 费吳 兩先生 的意見 ，多 少有點 補充。 

f 以暴 易暴兮 ，不 知其非 也。』 創業 的君主 ，成則 爲王， 都是以 武 力得來 天下， 一將成 
名 ，萬骨 皆枯。 皇權的 本身是 有爲的 、殘 暴的。 然而這 個有爲 的皇權 ，在 老百姓 的心 裏反而 
變 爲無爲 了❶因 爲老百 姓都希 望眞 命天 子坐龔 庭 ，除暴 安良， 大家遇 着太平 日 子 ，特 別是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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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倥璁 ，干 戈不息 的時際 ，生 民塗炭 ，一 般人喁 喁望治 的心情 ，莫 不都 是寄託 凜命天 子下凡 
這一 類神話 裹面 ，獲 得無窮 的慰籍 。因之 每個創 業的皇 帝卽位 ，都要 『改 正朔 ，易服 色。』 
履行 I 套所謂 『應天 順人』 的 典禮。 

應天 順人， 使一般 人可以 忘却皇 權的根 源出 自殘暴 ，這是 無爲的 開端❶ 歷代帝 王的哲 
學， 似乎郤 是以無 爲作爲 治天下 的策略 ，所謂 『主 逸臣 勞。』 莊 子天道 篇說： 『帝王 之德』 
『以无 爲爲常 ，无 爲也 ，則 用天下 而有餘 ，有 爲也， 則爲天 下用而 不足 C 』 『上无 爲也 ，下 
亦无 爲也， 是下與 上同德 。下與 上同德 則不臣 。下 有爲也 ，上亦 有爲也 ，是 上與 下同道 ，上 
輿下 同道則 不主。 上必无 爲而 用天下 ，下必 有爲爲 天下用 ，此不 易之道 也。』 這雖是 莊子所 
謂帝王 的模範 ，實 際說來 ，歷 代的賢 君相垂 拱而治 ，未 始不是 朝向這 個理想 。得 民者昌 ，失 
民者亡 ，民心 的向背 ，幾乎 可說是 天下興 亡的測 量器。 

根 據前面 皇權取 得的形 式來看 ，皇 權是 建築在 地主階 層上的 ，也 是農 業社會 統治 權的中 
心 * 在我 國天地 兩字速 在一起 ，成爲 1 個名詞 ，實在 有深 遠的歷 史意義 。天 是皇 權的象 徵， 
地 是土地 的代表 ，中國 的皇權 也是管 理土地 的特權 ，『普 天之下 ，莫非 王土』 。因之 帝王實 
際 上是個 大地主 0 皇權的 攝取， 如果不 和地卞 階 層結在 一起 ，十 九是要 失敗的 。廣 闊的土 
地 ，天子 一個人 的威力 ，可以 馬 上得之 ，但是 不能馬 上治之 ，歷代 的皇上 ，似 乎都特 別知道 
f 儒 生有益 人主』 ，學而 優則仕 ，士 大夫， 便應運 而起轼 同 天子管 理四海 ，士 大夫多 是地主 
階 級的代 表人物 ，天子 的利益 是他們 的利益 ，他們 的利益 也是天 子的寶 藏 ，天 子利用 儒生保 


障他 的天下 ，儀 生也假 蘇皇 帝的權 威保 障自己 的土地 。旣 是一種 利害的 結合， 要是皇 權遇於 
橫暴 ，士 大夫的 利益全 然只是 皇帝一 己揮霍 的資源 ，不 僅是地 主階層 ，就 是農 民以及 流氓， 
也會 起而反 抗的。 歷史上 皇帝 殘殺士 大夫的 例子， 固屬不 勝枚舉 •，但 是 士大夫 完全只 是皇帝 
的轼 閑戴忙 ，而絲 毫沒有 力 量阻止 .無 法無天 的皇權 ，恐 怕是不 盡然的 。卽以 始 皇而論 ，秦之 
速亡 ，原 因當然 有很多 ，其中 得罪了 讀書人 ，也 是重要 的一個 ，所以 蘇栻說  T 始皇 知畏此 
四人者 (均係 儒士) 有以 處之 ，使 不失職 ，秦之 亡不至 若是之 速也， 縱百莴 虎 狼於山 林而飢 
渴之 ，不知 其將礎 人 ，世以 始皇 爲智， 吾不信 也。』 (戰 國任 俠論) 誠然 『秀才 造反， 三年 
不成』 ，可是 『君 之視臣 如手足 ，則 臣視君 如父兄 •，君 之視臣 如草芥 ，則 臣視 君如 寇讎。 J 
可 見皇權 不是毫 無約束 的野馬 。寇讎 之間， 如果到 了水火 不相容 的局面 ，最後 只有訴 諸暴力 
了 。以 暴易暴 ，其 間實 有深遠 的社會 意義。 

天 皇神明 

以暴易 暴可以 阻 檔皇權 的遇分 的伸張 ，另 一方面 皇權 的崇高 與神聖 也是無 爲的重 要因素 
之一  C 在皇帝 與老百 姓中間 ，隔着 很長的 一套官 僚機構 ，老 百 姓伏在 地上 ，皇 帝位高 比天， 
如是 『天 高皇帝 遠』， 在我們 傅統社 會結 構裏使 得皇 帝與老 百姓在 表面 上隔成 毫無關 係的兩 
極。 皇帝任 老百姓 的心裏 是天生 的聖人 ，可 望而不 可及 ，加以 歷史典 籍的棺 染 ，傳 說的流 
行， 因之皇 帝變成 一個砷 明的天 子 • 

論天 高廬 帝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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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自 始皇以 來 有意或 無意的 就把皇 帝的眞 面目神 聖化 和凡人 不同 。趙 高說二 世曰： 
『天 子所以 貴者 ，但以 聞聲 ，華 臣莫得 見其面 ，故 號曰朕 ，且 陛下富 於春秋 ，未必 盡通諸 
事 ，今作 朝庭， 譴舉有 不當者 ，則見 短於 大臣， 非所以 示神 明於大 下也。 且陛下 深拱 禁中， 
與 臣及待 中習法 者待事 ，事來 ，則以 揆之 。如此 ，則 大臣 不敢奏 疑事” 天下 稱聖主 矣。』 
(史 記李斯 列傳) 天子 之所以 貴 ，羣 臣莫得 見其面 ，老百 姓是不 必說了 。又 如漢 高祖劉 邦的 
母親 ，有一 天 在野外 ，有龍 降到她 的身上 ，於 是才 懷胎生 下了劉 邦， 一 —- 國演義 中描寫 獻帝出 
宮避難 ，黑 夜中 有螯 火成 羣爲 他引路 的故事 ，說岳 傳裏有 泥馬渡 康王 的一回 ，這 些都 是要把 
皇帝 神化 的象徴 ，使一 般人對 他莫測 高深， 順服在 皇權 之下。 

正因 爲皇權 的神聖 ，一般 人看不 出他的 本來面 目 ，只 要苛政 不 猛如虎 ，孔 子過泰 山時， 
也 許就不 會聽到 哭而哀 的聲昔 ，就是 說老百 姓能夠 活 得下去 ，那 怕是最 艱苦的 U 子， 也會忍 
受的 伏在土 地上苟 延殘命 ，那 敢揭 竿而起 與皇權 爲敵？ 這是消 極方面 。老百 姓的 慘受苛 政， 
直接脹 在他們 頭上的 是那些 不能爲 民父母 的官吏 ，『國 家之敗 ，由 官邪 也。』 儘管官 僚實際 
上依仗 皇權作 威作福 ，可 是老： A 姓認 爲這也 許並不 是皇帝 的惡作 劇； 而是 僚猶欺 下蒙上 ，因 
之老 EJ 姓受了 寃曲常 常要喊 天 ，大 亂時常 常希望 眞命天 子降世 ，可以 減 輕他們 的苦痛 ，這是 
積 極方面 。 

無緣是 消極 或積極 ，此 種心理 的養成 ，與 天高 皇帝遠 的關係 至爲 密切 。因 爲皇帝 高高在 
上 ，握 有無上 的威權 ，普 天之下 ，一人 的能力 ，怎 能駕御 四海？ 就是皇 權有爲 ，『天 高』 的 


距鏤 便是一 個限制 。皇 權在他 們的心 目中不 遇是 一個可 敬可畏 的象镦 P 因 爲距離 的關係 ，上 
情不 能下達 ，下情 不 能上聞 ，上下 暌隔 ，神 明的天 子有時 也難免 天恩不 及兆民 ，從反 面看， 
土地 上的 農 民 ，只 要能 日出 而作 ，日 入而息 ，遇 着安靜 的日子 ，也就 謝天謝 地了❶ 

民主 的難產 

裏是從 天高皇 帝逮的 特 性可以 分 析出皇 權在傳 統社會 結構裏 的功能 ，皇 權的有 爲與無 
爲， 似乎並 不是一 倜互 相對立 的看法 C 本來天 高皇帝 遠就包 含了距 離的因 素， 也指示 出皇權 
不遇 是無爲 而有爲 。帝 王大業 ，鞭 長莫及 ，皇 權的無 爲也許 是沒有 辦法的 表現， 在 這侗 兩極 
中間 ，官 僚可以 大顯神 通 ，作 威作輻 ，狐 假虎威 ，仗 勢凌人 ，衆暴 ，強 欺弱 ，因之 使人有 
天高 皇帝 逮的 威鬼 。不 仴神 聖了 皇權 ，而 且暗淡 了民權 。皇 權的伸 張就是 民權的 式微 。何以 
在傅統 的瓧會 結構裏 ， 二 千餘年 人民要 求自由 平等的 感覺十 i 弱， 也許是 天高裏 帝 遠底下 
一種 特殊的 現象 • 


皇權下 的商賈  袁 方 

「貴」 與 「賤一 

孟子說 ： f 錙 銖必較 ，此之 謂賤丈 夫。」 在俜統 社會中 錙銖 裏謀生 的商賈 ，總是 佔着很 
低 的地位 C 可是 周禮所 描寫出 來的妣 會 分屏裏 ，商賈 還沒有 賤到末 流： 

坐而 論道， 謂之 王公； 作而行 之 ，謂之 士大夫 .，審 曲而執 ，以 飭五材 ，以辨 民器， 
謂之百 H  •，通 四方之 珍異以 資之， 謂旅； 飭力以 長地材 ，謂之 農夫； 治絲 麻以成 之謂婦 
功。 

這裏 所謂旅 ，就 是商賈 。就其 地位而 論 ，僅 在婦 功與農 夫之上 ，遠 在王公 士大夫 之下。 
到春 秋戰國 ，商賈 的地位 ，在 爲政者 的 眼光裏 ，却降 到農： 丄之下 。値 得我們 注意的 是：以 興 
鹽海之 利把齊 國經濟 繁榮起 來爭霸 的管仲 •却是 最先說 「士農 H 商」 的價値 尺 度的人 。他建 
議桓公 r 成民 之事」 ，把 當時四 民分爲 「士農 丁： 商」 四等， r 勿使雜 處。」 於是 「士」 在其 
首 ，「商 J n 其末。 「士農 H 商 J 的社 會分層 ，好 像形成 我國 傳統祉 會的 格局。 

周禮所 記述的 社會分 層如果 是事實 ，商賈 的地位 ，在農 夫之上 。何以 管 仲把它 顚倒過 
來 ，落在 四民 之後？ 依我看 來， ，與其 說是管 仲描寫 一個 新的荀 面； 不如 說是他 爲了政 治的目 


的， 有意要 把商賈 的地位 抑赌 下去 。這 是當時 商業發 達和政 權銜突 的原故 • 

养秋戰 國時代 ，國君 都知道 商贾於 國有利 ，爭相 招挽 ，使 r 商賈皆 欲出於 王之 市。」 衞 
文 公有滴 商惠 h 以興阈 的 舉措， r 陶朱公 逐什一 之利， nl 無何， 則致貲 巨莴」 (史記 越王勾 
踐世 家) ，子貢 r 結駟迪 騎， 束帛一 一 ‘幣 ，以騁 享諸侯 ，所 至國君 ，無不 分庭與 之抗禮 。 」 
r 倚 頓用_ 監起， 而邯鄲 郭縱以 鐵 冶成業 ，與王 者埒 富。」 (史 記貨殖 列傳) 正是 「以 貧求 
富， 農不如 工 ， T: 不如商 ，刺 繍不 如倚市 門。」 商 業勃興 ，商賈 的地位 ，事實 上非但 沒有下 
降 .，反 而花 蒸蒸 n 上 ，甚至 可說這 是商賈 在 中同社 伶 史上的 黃金時 代 。 

商寶運 用 他們錙 銖必較 的手段 ，累 積財富 ，有 時祁 至富埒 TT 侯 。這是 說， 他們的 經濟實 
为威脅 了原有 的社會 分層 的等次 。宫 埒王侯 ，進 一步將 是權傾 王侯了 。商 賈的 抬頭也 成爲社 
會結構 是否將 予改 弦更張 的問題 。若是 不 把這在 分層裹 原 處於低 級的商 賈抑下 去 ，就 得承認 
他們的 新地位 ，也就 是 說要把 原來 較高的 階層， 讓出惘 位费來 ，給 商賈去 占據 。在這 社會結 
構而臨 改造的 威脅中 ，原屬 h 餍的 ，也是 搌有稻 力階府 的不 能不出 來答覆 這問題 ••退 讓呢， 
還是 保守？ 中 國這段 腠史 的答覆 是保守 ，不 是退讓 。花握 有權力 的王侯 ，守 住了他 們的地 
位 ，利 用了原 有的社 會俏 値的尺 度 ，賤商 。 把在 社會 階梯上 躍躍 欲上的 '新 典財 富階級 ，打擊 
下去 ，一莳 把他們 贬到四 民之下 ，連 農都不 如了。 

茂和賤 •原 是指社 宵 h 看 得起看 不起 的分別 。 「士 農工 商」 的層 次是瓧 會 價値的 尺度。 
居於末 流的商 ，也 是說 社會上 最看 不起的 人物❶ 要使秕 會上 看不 起商賈 ， 一 定 得做到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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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權 與紳權  <六 

羡慕 商贾 。商 賈是從 事交換 經濟 的人物 ，在這 計較錙 銖的過 程中 他可以 逐什一 之利而 累積財 
富。 如果要 做到沒 有人羨 慕商賈 ，必 須使商 贾的財 富有所 不能買 ，使他 們不能 單憑財 富就可 
得到衡 人們具 有引誘 的享受 和安全 ，而且 還要在 社 會上另 外開出 能具有 引誘力 的 路子來 。這 
些另外 的路子 又要不 去威脅 原 有的權 力結構 。做不 到這些 ，儘管 想賤琅 ，而 商還 不賤的 。換 
1 句話說 ，要 商賤 "就得 把貴賤 之別， 脫離財 富多寡 的標準 ，而 把它繫 於權力 的高下 的標準 
上 。如 果財富 不能買 到權力 ，一 個人不 能單通 過 財富去 取得莩 受和 安全 ，財富 才不會 成每最 
有力 的引誘 ，商賈 也不 易被人 看得上 眼了。 若是在 另外的 路上， 却能得 到更可 取得享 受和安 
全的 財富時 ，商賈 的地位 ，就 更要 相對的 降落了 。我 們傳統 m 會 中的特 權階級 ，就從 這些方 
面入 手去抑 壓商賈 。 管仲所 安排出 來的四 民層次 ，後來 竟成爲 事實的 _ 案。 

千金 之子竟 死於市 

大家也 許倉 記得陶 朱公 想利用 財富去 保障他 兒子生 命的故 事 C 史 記 越王勾 踐世家 裏說： 
朱 公中男 殺人， 囚於楚 。朱 公曰： r 殺人 而死 ，職也 。然 吾聞千 金之子 不死於 
市。 」 吿其少 子 M 之 。乃裝 黃金千 鎰 ，置 揭器中 ，載以 一牛車 ，且 遣少子 。朱 公長男 
固 請欲行 ，朱 公不務 ，長 男曰： r 家有 是子， 曰家督 。今 弟有罪 ，大 人不遣 少弟。 叠！； 
不 肖！. j 朱 公不得 i 遣長子 、爲 一封 書遺故 所善莊 生曰： 「至 則進 千金於 莊生听 ，驄 
萁所爲 •，愼 無與爭 事！」 長 男眛行 ，亦 自私裔 百金 。至楚 ，莊生 家負郭 ，被 藜藿 ，到 


門， 居甚貧 。然長 男發書 ，進 千金 ，如 其父計 。莊 生曰 ： r 可 疾去戋 ！愼 毋留！ 卽弟 
出 ，勿 問所以 然！」 莊生雖 居窮閻 ，然以 廉直 聞於國 ，自 楚王以 下皆師 埤之 ，及 朱公進 
金， 非有意 受也； 欲成 事后復 歸之以 爲信耳 。莊 生間入 見楚王 言某星 宿某， 此則害 
於楚 。楚王 素信莊 生曰： 「今 爲奈 何？」 莊生曰 .， 「獨以 德 爲可以 除之。 」 王 乃 使使者 
封一一 錢之府 。楚 貴人驚 吿朱公 長男曰 ： r 王且 赦！」 曰 ••「 何以 也？ 」 曰 ••「 每王且 
赦， 常封三 錢之府 ，昨暮 王使使 封之。 」 朱公 長男以 爲赦 ，弟间 當 出也； 重千金 ，虛棄 
莊生 ，無 所爲也 。乃復 見莊生 ，莊生 驚曰： r 若不 去邪？ 」 長男 pr :  r 固未也 。初 爲弟 
事； 弟今議 自赦， 故辭生 去。」 莊生 知其意 欲復得 其金曰 ： r 若 自入室 取金！ 」長 男卽 
自入 室取金 ，持去 ，獨 自歡幸 。莊生 羞爲兒 子所賣 ，乃 入見楚 王曰： 『臣 前言某 星爭， 
王言欲 德報之 ，今 臣出 ，道路 皆言陶 之富 人朱公 之子殺 人囚楚 ，其家 多持金 賂王左 右； 
故王 非能恤 國而赦 ，乃以 朱公子 故 也❶」 楚王 大怒： 「寡 人雖 不德耳 ，奈 何以朱 公之子 
故 而施惠 乎？」 令論殺 朱公子 ，明 日遂下 赦令， 朱公畏 男竟持 其弟喪 歸。 

陶朱公 在當 時不可 謂不富 ，而 且曾貴 爲卿相 。但 是他的 「貴」 的來源 是握 有政權 的王， 
離開 了給他 r 貴」 的王， 也就沒 有了勢 。他固 然可以 用他的 「富」 去遨得 王者的 恩赦， 可是. 
赦不 赦還在 王者 ，不在 「千金 J 本身。 r 千金之 子不死 於市」 ，誠 可以 寫出 殘能通 貴的力 
量。 可是有 時錢也 無法 通貴， 而使朱 公長男 持其弟 喪回家 。富 而不貴  >  便將受 皇權的 威脅， 
談人 權保障 ，與 虎謀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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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 M 與紳榴  A  A 
在我們 的傳統 社會襄 ，何以 r 富貴」 兩字 ，老是 聯 •让 一起 ，難分 難解 。委實 有它 的深厚 
的意義 。孔 子說： 「死生 有命， & 贵在 天。 」 莊. 于駡 孔子逍 ： 「 搖賸鼓 r- ， 以迷恶 天下之 
主 ，所以 謀封 侯富丑 片也 r 」 俗站有 r 功名 當貴 」 等 ，若是 一 加仔細 的分析 ， 「富 貴 」 在一 
塊 ，不 是偶然 ，這 裏實在 指出 我國向 來的祉 W  一 條眞正 的致富 之 路——由 貴而富 .，不 是由富 
而貴- 

正因 爲由貴 商富 ，所以 齊笠 山海 之利 ，秦有 鹽鐵 之榷 ，漢簏 鹽鐵， 官以篼 其事 ，又禁 r 貿 
人不 得衣絲 乘馬， m 租税以 困辱 之。」 並且 禁他們 爲官吏 ，也 不給他 們田產 ，農 民只 出賦一 
算 ，可 是商貿 與奴誠 則 出賠算 ，對 於商賈 敵財致 富' ，有種 種限础 的方策 ，凡 獲利揚 巨 的幾種 
商業如 鹽鐵酒 ，一律 收 歸國營 ，於是 中產以 上 的商質 ，破 產者不 知有 多少！ 隋 高祖開 皇十六 
年 ，禁 工 商不 得仕進 ，唐高 祖定 h 商不 得與於 仕伍， r 明太祖 加意重 本折末 ，令 農民 之家， 
許穿細 紗絹布 ，商费 之家， 只 許穿布 ，農 民之家 ，但有 一 人爲商 ：黄者 ，亦 不許穿 紬紗。 」 此 
種情形 ，商 人的無 法抬頭 ，表 面上 看來 好像是 政策的 M 制 ，其實 是貴層 的安全 ，不容 許富埒 
王侯 的商 賈暗中 來威脅 。不能 r 退讓 I 的絕對 皇權， 怎能再 容許子 貢之流 ， r 分庭 抗禮？ 」 
r 小不得 僭大 ，賤不 得踰貴 ，夫然 故上下 序而， 4 志定。 j  S 之不 是採商 鞅的 「事 末利 及怠而 
貧者 ，舉以 爲收拏 ，就是 像秦始 皇的徙 天下十 二萬富 戸到咸 陽京城 免 生異端 .： 或消極 的加以 
約束 —— 不得購 置田産 ，錦衣 玉食； 或積 極的加 以侮辱 —— 把商 賈與逋 亡的罪 人一體 看待。 
「 天無二 日 ，地無 二主」 ，游 明的 天子旣 操生殺 予奪的 大權， 殆全然 只有把 「因 其富厚 ，交 


通王候 ，力遒 吏勢 ，以利 相傾」 的商貿 壓下去 ，使財 富不 能通食 ！ 

由 賤而貴 的道路 

說到這 裏， 有人自 然會网 ：爲什 麽商質 不去 取得 「高 貴」 身份 的來源 j 政 治權方 ？使 
人 們可以 由 富而貴 ，做 到名符 其實的 「富貴 」 次序？ 商 賈的受 制於王 者， 財富成 爲權力 的報 
酬 ，而不 成爲權 力的根 據 ，究竟 是什麽 緣故呢 ，是 不爲？ 還是 不能？ 這就 牽涉到 我國社 會一 
條主 要攀登 貴層的 路線。 

天子是 我國傳 統社會 裏高高 在上的 統治者 ，可 是天子 重英豪 ，特 別知道 〔儒生 有益人 
主、」 。於是 r 學而優 則仕」 ，由士 而大夫 接近眞 镅天子 ，成 爲常典 。十年 寒窗& 名富貴 ，只 
粟一 舉成名 ，似乎 就可以 享受 不盡， 荀子說 得好： 

我欲 賤而貴 ，愚 而智， 貧而富 可乎？ 曰 ••其 唯 學乎？ 彼學 者行之 曰士也 ，孰 慕焉君 
子也 ，知之 聖人也 。上 爲聖人 ，下 爲士君 子 ，熟禁 我哉？ 鄕也 混然深 之人也 ，俄 而並乎 
堯舜 ，豈不 賤而貴 矣哉？ 鄕也 教效門 室之辨 ，混 然曾 不能决 也 ，俄而 原仁義 ，分 是非， 
圖 回天下 於掌上 ，.而 辨黑白 ，豈 不愚而 智 矣哉？ 鄕也胥 廉之人 ，俄而 治 天下大 器舉於 
此 ，豈 不貧而 富矣哉 。(儒 效篇) 

要是 商賈攀 登貴 層， r 唯學 j 是一個 不可少 的條件 。學 而優則 仕 ，一登 镅門， 身價百 
倍， 才可以 脫去 原有 「錙 銖必較 」 的本色 。身份 的改變 ，地位 的轉移 ，豈是 輕而具 舉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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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 自有其 一套生 活方式 、思想 、行爲 •，商 曹的又 f ! 套 。儘 管士大 夫路上 ，砣 不排擠 
商賈 同登王 朝； 佴是商 賈要想 從這條 道路， 直上肩 天 ，怕 是不容 n 的； 何况 還有 A 爲 的障礙 
加以 阻檔？ 好比隋 高祖禁 H 商不 得仕進 ，唐高 祖定 H 商不得 與於仕 伍一類 的設施 ，商赀 欲想 
改行人 仕-眞 是難上 加難。 據說以 前有兩 位朋友 ，一貧 一富， 貧者科 舉出身 ，有 功名； 富者 
經 商發財 t 同鄕中 有一武 舉時常 欺侮這 位富翁 ，富 翁奈 何不得 。於是 去請 教那位 科舉出 身的 
老朋 友努 什麼辦 法可以 對付 。老朋 友建遴 他捐 一筆 錢貝個 官爵 ，提 高地位 。果 然後來 那位武 
舉不 敢再小 看他了 。可 是爵位 是買來 的 ，不是 正牌， 表面上 別人不 敢再加 以白眼 ，實 際上還 
是 暗中受 人譏笑 。他 苒去 請教 老朋 友有沒 有吏好 的辦法 ，眞正 使人 心悅誠 服的捋 敬？ 朋友吿 
訴他除 了下一 代讀書 中舉外 ，別 無他法 ，你 M 锻子吋 不行 了二适 雖 是 博說， 不足爲 憑 ，但是 
從 這裏不 難看出 ，低 層的社 會价+ ，抑雕 的苦哀 。社會 分層 之迫力 ，看+ 見也氣 不着 。富而 
不貴， 買來 的官爵 ，顯不 出眞止 的威風 ，裝+ 出眩耀 的門 面。 

「毆 民而 歸之農 J 

賤 商的對 面是 m 農 。可是 賤商和 重農却 是同一 的作用 ，就是 政治壓 倒經濟 ，使崖 帝把握 
住控 制人民 的大權 。中 國的皇 權一直 是建築 在 農業基 礎之 上的； 而且也 祇有缶 這種農 業的基 
礎上， 這類 皇權才 能維持 。商贾 的抬踉 便是 地主 的式微 。所以 爲 了維護 這皇權 的基礎 ，商賈 
不能 不加以 歷制 了。 


自 r 伏犧 氏沒 ，砷 農氏作 ，新 木爲耜 ，揉 木爲耒 ，教 天下」 以來 ，農始 終是我 們的國 
本。 r 壁土植 谷曰農 」 。 農業和 土是何 等直接 ，何等 密切！ •卽到 現在， 我國人 還有百 分之七 
十五以 上， 猶依舊 在農業 裏謀生 .。可 見我們 的生活 和土地 是不可 分割的 ，從土 地上長 大的， 
靠農業 養活的 ，怎能 不對土 地不對 農業發 生親密 的情趙 ？ 詩經 上說： 「維 桑與‘ 梓 r 必恭敬 
止 j 。 桑梓値 得恭敬 ，對 於培 養桑梓 的鄕土 ，又如 何不油 然湧 起愛嫌 之威？ 加以 農業 和土地 
_ 捨難分 ，因 之農 業人口 ，似乎 也有固 着鄕土 的特性 。不 要說 『 父母在 ，不 逮遊， 」 卽父母 
已 經逝世 ，也不 能輕易 地 背井離 鄕 ，忘 却祖宗 墳墓所 在 的地方 。 所謂 r 安 土重邊 」 ， 就是導 
源 於此。 

農業 的生活 是安土 重遷的 。大家 生於斯 ，長 於斯 ，朝 夕相處 ，有 屋共 同的本 無形的 抓在 
1 起。 傳統的 思想家 ，特 別強調 r 本」 的觀念 ，所 謂葉 落歸根 。孔 子也說 r 愼終 追逮 j 民德 
嫌 厚。」 對於 維持世 俗人心 ，都從 「本 」 字出發 ，道並 不是思 想家不 着邊 際的 幻想❶ 

道 個本字 賁在就 是農業 的別名 。農 業旣 是國本 ，本之 所在， 何能忘 恩負義 。可是 商業的 
社會是 流動的 ，和農 業 的特性 ，針 鋒相對 。「本 末」 原 是對比 的兩端 ，傅 統的社 會裏， r 本 
是農 。，末 是商 • 」農 業固 着於地 ，商 業脫離 土地 —— 禮是衡 歒 的局勢 ，容易 產生衝 突的情 
成！ 

用宥際 的 情形來 說本末 的衡突 ，也許 較理論 的引申 ，淸 楚明瞭 。春 秋戰國 時代， 在日常 
生 活裏， H 商業 的重 要性 ，日 益增加 。於是 商人格 級乘機 糴 起。 這是我 國歷史 上一個 空前的 

皇禳 下的商 k  九 I 


皇槪與 神欞  九二 

變遷， 表現在 『备本 逐末』 的上面 。弁本 逐 末， 就 是改農 爲商 。人 民從 土地桌 跑出來 ，斷了 
根 ，變爲 商賈 •，可 是商 賈的天 下，' 小 是祖宗 的墳墓 所在地 ，家祌 土主也 管制不 住他的 行爲， 
懋遷 有無 ，鷄鳴 而起 ，遍 走江湖 ，其 目的 在孳 孳爲利 。「不 農則不 地著， 不地著 則 離鄕輕 
家。 j  r 財生於 不足 ，不足 生於不 農。」 最錯看 見道些 情形 ，痛心 的說： 

商 賈大者 積 貯倍息 ，小荠 坐列 販賣 ，操 其奇贏 ，日 游都市 ，乘 上之急 ，所賣 必倍. 
故其男 不耕， 女不箱 織； 衣必文 采 ，食 必梁肉 ，忘農 丁； 之苦 ，有 奸 陌之得 ，因其 富肯， 
交 通王侯 ，力過 吏勢 ，以 利相傾 ；千里 游遨宼 蓋相望 .，乘 堅策肥 ，履 絲曳镐 ，此 商人 
所以兼 倂農人 ，農 人所以 流亡者 也 。今 襲天五 口之家 ，其服 役者不 下二人 ，其 能耕 者不 
過百畝 ，春不 得避風 雇，、 夏不得 避暑熱 ，秋不 得 避陰雨 ，冬 不得 避寒凍 ，勤 苦如此 ，尙 
復被水 旱之災 。(前 漢書 、卷 二四上 食貨 志上) 

這 看法差 不多代 表了傳 統重農 的典型 觀念。 本來從 農本上 看 ，商業 實係破 壊農業 安定的 
因素 。要是 r 資末 業者什 於農夫 ，虛 僞游丰 什於 末業 。是則 一夫耕 ，百人 食之； 一婦桑 ，百 
人衣之 。以 一奉百 ，孰能 供之。 本末不 足相供 ，則民 安得不 飢寒？ 飢寒 並至， 則民安 能無姦 
軌？」 (王 符潛 夫論 卷三浮 侈篇) 諸如此 類看法 ，歷史 典籍裏 •，可 謂車 载斗量 ，更僕 難數。 
听以 賈誼有 「 毆民 而歸 之農. I 的論調 ： r 今背本 而趨末 •食 者甚衆 ，是 天下之 大殘也 ，今鈹 
民而 歸之貘 ，皆 著於 本。 」 威動 帝王， 躬耕以 勸百姓 。這 不是書 生之見 ，空 發議論 I 
為舍 本逐未 ，顯 然破壤 l 業 生活的 完 和安定 0 看不 起商賈 ，賤商 ，不 是偶 然的事 ❶自秦 


澳以降 ，傅沫 的社會 ，一 貫的 重裊抑 商政策 ，始 終不變 ，也 不是偶 然的事 。而並 非由於 帝王 
的偏愛 ，思 想家 的空想 ，推 本求源 ，都 與農 業有關 。何況 農 民性情 樸直 ，敬 畏法令 ，商 君書 
曰： r 應於農 則楱， 樸則令 」 。 商賈 多奸狡 ，且其 經濟勢 力危及 人主。 不抑商 ，不足 以重 
裊； 要重 農必 須抑商 。 然後才 可以 傲到 r 毆民而 歸之農 ，以 著於地 Q 」 

帝王— 大地主 

败 商的一 愐主要 原因， 插由於 不忘 本：章 農 。可 是儘管 歷代都 主張甫 農抑商 ，實 際怕 
是農 並沒 有重 ，商亦 涣抑 ，結果 有如® 銪所 說： r 尊農人 ，農人 a 貧賤矣 ，賤 商人 ，商人 
已富貴 矣。 」 

賤商 ，我 想還要 進一步 去加崧 分柝 ，叉 要涉牽 到前面 所談 遇的南 個字： r 貴」 與 r 賤」。 
因爲 農夫鼸 受皇權 的保讒 ，可 是不食 ，依 然在賤 的領域 與商 賈同病 相憐； 比起 商賈 ，實 際上 
還 受皇權 的臛迫 C 商賈是 沬動的 ，嫿 管是 末業 ，易 於躱调 皇權的 威脅； 農民 的老根 深 深埋在 
泥土裏 ，易遭 直接 的摧殘 。「四 時之間 日体息 ，急 炊暴虐 ，賦 斂不時 。 」 除了挺 而走 
醱 ， 掲捍 爲旗 ，那敢 和皇權 爲敢！ 

r 君 要臣死 ，不 得不死 *」 在 崇高無 比的 天子面 前： 「士農 h 商 」 ， 本襁 是一親 同仁， 
一樣沒 有保陣 。富责 的天 子可以 使 他貧賤 •，貧 賤的天 子可以 使他 富貴， 老百姓 的生命 財產全 
蜃皇 帝的私 藏。 r 君者 出令者 也， 臣者行 君之令 ，丽 致議 民者 也❶」 (韓散 原遨) 皇 上的基 
皇權 > 的商貢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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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r 能以馬 上得之 ，卻不 能馬上 治之。 」 一 定要有 人幫同 管理； 幫君 發號司 令的人 ，不能 
不給 他們以 r 功名 富貴。 」 「貴 爲天子 ，富 有四 海。」 皇 權獨片 着天 下之富 ，依 他的 主意， 
分賞給 弒助他 獲取政 權和維 持政權 的臣僕 家奴。 

荀子 !: 富國 篇說： 「人 君者 管分之 樞也」 r 王霸 篇解釋 分的意 義是 f 農分 田而耕 ，賈分 
货而販 ，百工 分 事而勤 ，士大 夫分職 而聽， 建阈諸 侯分土 而守， 三公總 方而議 .，則 大 子共已 
而已 矣。」 在 r 普天 之下， 莫非王 土。」 的前面 ，帝 王實際 是一個 全能的 大地主 。不 是嗎？ 
歷來 做官的 ，作家 奴的， 都稱自 己吃的 是皇家 的俸祿 。因之 政權何 嘗不可 看作是 地權。 
「帝 j 和 「 地」 在 事實上 相通的 。帝 王一般 的通稱 是天子 ，可是 在我們 的社會 上天與 地又是 
一 個不可 分離的 名詞 。這也 許由於 與農業 有密切 關係 。因爲 農業的 生產， I」 方 面不能 離地， 
同時也 不能脫 離天時 。農業 的生產 ，是 靠天地 的生產 I 皇天 后土 。癯裏 人在亂 世 都希望 有 
r 其龍天 子」 出現 1 龍是水 ，同 時也 是皇權 的象徵 。 

帝王是 大地主 ，家 奴臣僕 ，不過 是皇上 的大小 聽差。 聽差們 可以 在大地 主的私 產 裏分一 
杯羹 ，吃 皇家的 俸祿 。自 秦漢以 后 ，仕宦 的途徑 ，或 由選舉 ，或 由學校 ，隋唐 至淸， 則出於 
科舉 。所以 行政 全由官 僚包辦 •，官 僚 幾乎全 是地主 的產物 。士大 夫可以 說是大 地主下 的小地 
主 ，歷 史上的 士大夫 ，不一 定全出 身地主 •，可 是等到 作了士 大夫以 后 ，搖 身一變 ，也 成爲地 
主 。皇上 利用儒 生維 持自己 的天下 ，書生 也依靠 裏上維 持他們 的利益 。互 相依靠 ，他 們共同 
的利 益是在 維持這 安定的 生產基 礎：農 業 和土地 。他們 不能容 許末業 者流： 「運其 籌策， h 


爭王者 之利， 下鲴钨 民之 業」。 因爲這 是 r 傷風敗 俗 ，大 亂之 潭。 j  r 前漠窨 卷九一 貨殖列 
傅) 不能 容許含 本逐末 的商沒 破壤 其間的 痛癢關 係 。賤商 ，歷史 的事實 ，利 害的 產物！ 

這 種利害 關係 的結合 ，商賈 難道不 明白其 中的道 理麽？  r 學而 優則仕 」 ， 商賈明 知此路 
十 分困難 •，花 另 一方面 ，他 們也 明白土 地是權 貴的基 業 ，於是 只有把 資本投 入土地 ，作 爲上 
跳貴層 的橋梃 c 歷史上 商 賈兼倂 農民 的現象 ，異 常普遍 ，這莫 不是傳 統商賈 改 賤入貴 的一幕 
慘劇！ 在 對絕的 皇權下 ，只 容許貴 而富， 不容許 富而貴 ，「貴 爲天子 ，富 有四海 」 ， 所希望 
是 r 四海 澄：牛 」 - 「萬 世基業 」 。 誰要 冒天下 大不蹉 來破壤 這锢 大一統 的局面 ，誰要 在太上 
的頭上 動土， 便會斷 子絕孫 ，誅滅 九族！ 

桑巴特 (w.  sombst) 有 一句名 言說是 在資本 主義以 前的 社會裏 ，人 們由魇 會權力 獲 
取 財富； 在資 本主義 社會裏 ，人們 才能由 財富取 得權力 。何以 我 們傳統 的商賈 ，不能 搖身一 
變 ，由財 富取得 權力？ 打 破由貴 而富的 值局？ 絕對 的皇權 ，貴賤 的分層 ，賤商 與商賤 ，也許 
是其中 最爲 基本最 爲主要 的一镅 原 因❶財 富在權 力之下 ，賧什 麽保障 ，發 展更是 不容易 了丨 


雇櫬 下的两 賈  九五 


皇權 與紳棰  九六 

論 王權與 兵  全慰天 

力的 統治 

人 類固然 是具有 理性 的動物 ，多少 能夠 用和 平手 段達成 『羣居 和一』 的目的 ，钽 最後支 
配人類 M 史的毋 寧還 是力。 人類歴 史充滿 了火藥 氣味和 鲜紅的 血漬。 和平只 是暴風 雨 中間從 
雲縫 裏篩下 的陽光 ，少 得可 憐。 而且這 種和平 的出現 ，或者 是由一 個主力 統治了  一切 ，或者 
是由 幾個力 取得了 暫時的 平衡 。『和 平』 始終被 『武裝 』着* 

『話 說尺 下大勢 ，合久 必分 ，分久 必合』 ，是 中國 傳統瓧 會的有 名葛實 。所謂 『合』 是 
由一惘 帝王統 治全國 的局面 •，帝 王並 非砷授 ，也 不崇偉 ，只是 一個無 歒於天 下的力 的象徴 。 
所謂 『成 則爲王 ，敗則 爲寇』 的關鍵 繫於力 。假如 這 一個力 菠 生動搖 ，甚 或崩解 ，則 天下英 
雄蠭起 ，代 之以許 多力。 這些力 彼此不 相上下 ，不 相隸屏 ，遂演 成一 锢逐鹿 中原的 『 分』 的 
局面。 由於這 局面 下田 園荒蕪 ，骨肉 流離， 等到人 民把苦 頭嘗夠 ，發爲 『寧爲 太平犬 ，勿作 
亂 離人』 的 願望時 ，道幾 個分別 獨立 的力又 視人心 之所向 ，見 出】 些高低 ，最後 收拾殘 局， 
再度出 現了由 一個力 統治的 『合 i 的盛呪 o 

傅統社 會裏 握有道 種力， 表現這 種力， 甚至於 象镦道 種力 的人葳 是兵 。『秀 才遇 着兵， 


有 理說不 淸』 ，正 因爲兵 就是力 。秀才 的理如 沒有 M 外更大 的力 作後盾 ，豈 止是 r 說不 
淸」， 而且愈 說愈 變得 沒有 r 理】。 秀才碰 兵， 如卵碰 石 ，。傳 統社 會的興 衰治亂 ，無 疑是由 
. 兵所完 全主持 。至少 兵在這 演變中 自始扮 演着重 要脚色 。天 下的 得失及 其命運 ，都是 兵在馬 
上决 定的。 

孟 子所謂 『勞 心者 治人』 的 『勞 心者』 如果是 指傳統 社會手 無 縛鷄之 力的讀 書人而 言， 
『治人 j 是指 實際掌 握統治 權而言 ，這話 是不正 確的。 孔子是 『勞 心者』 的典型 ，何 曾眞正 
有過 『治 人』 的 機會？ 孔子 始終是 『素王 』 。孟子 更連 『司 寇』 都沒做 。這類 r 勞心者 』 萬 
一學而 優則仕 ，也 不過 爲少數 眞正統 治者幫 助行政 ，受命 從事而 已 。 歷 史上視 天下爲 私有産 
業的眞 正 統治者 ，只是 『不但 能將兵 ，而 且能 將將』 的劉邦 一流 人物。 這類人 物却並 不需要 
讀 書五車 。兵 才是眞 正 『治 人』 的人 •，其 餘無論 『士農 H 商』 ，手 無寸鐵 .，都 是 『治於 人』 
的人 。後四 種人在 相當 限度內 ，多 少要俯 首貼耳 ，推 兵的命 令是從 。傳 統社 會一般 鼴爲 『士 
農 n 商』 四民 ，而 不包括 兵並稱 爲五民 ，或因 兵非民 ，而是 統治 者的 原故。 

就一 般統治 權力產 生的性 質說， 槪念上 或可 分兩類 ••同 意權 力與強 暴權力 。同 意權力 是 
由於取 得被統 治者的 同意而 產生的 ，法 儒盧梭 的民約 論代 表此說 。強 暴權力 是由統 治者以 武 
力征 服被統 治者而 產生的 ，奥儒 甘卜羅 維其的 載爭諭 代表 此說。 王權無 疑是由 後一種 性質產 
生的 ，雖然 事實上 王 權的運 用也不 能過於 失去 民心。 由於傅 統 社會地 廣人多 ，民 智不開 ，其 
王權輿 兵力的 關係非 常密切 ，是 顳而易 見的 。王 權就是 兵力的 統治。 

餘王權 典兵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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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有兩種 

就兵與 王權的 關係說 ，可以 分兵爲 南類 ： 一 種是 直接 掌提王 權的兵 ，我名 之爲忒 治兵； 
一種 是間接 保衞王 權的兵 ，我 名之爲 H 具兵 。這兩 種兵 的性賓 、大 不相同 。傳 統瓧 會裏 ，戰國 
以前 可說是 統治兵 的時代 ，以 後是工 具兵的 時代。 

周初 封建及 春 秋時代 ，社曾 截然劃 分爲兩 個階層 . * 1^ 是 統治者 ，平 民是被 統治者 •這 
些 貴族男 子都以 當兵爲 職務， 爲榮饔 ，爲 樂趣 ，視 不當兵 爲莫大 恥辱。 他們軍 心的旺 醛是無 
問題的 。在 全部 左傳中 ，我 們找不 到半 個因胆 怯： WII 臨陣脫 逃的兵 。連天 子之尊 也親自 出征， 

譽職務 的機會 。他 們在 軍中但 從 事下賤 的勞役 ，如燒 飯之類 。他們 是小卒 ，不 是兵。 

上述貴 族兵都 直接掌 握 一部伢 統治權 。換 言之， 這時代 的王權 是依 封建原 則分割 與千千 
萬 萬兵的 。天 子直轄 王畿 ，『公 侯皆 方百里 ，伯 七十里 ，子 男五 十里』 ，卿大 夫與士 至少也 
類似 今日大 小地主 。各 個兵分 別對其 領地內 的人民 財物有 獨立的 支配權 ，原 則上不 互相干 
涉 。雖然 每個兵 管轄範 圍有大 小之分 ，俏不 是沒有 ，否則 除非不 是兵。 兵與王 權是合 一的。 
他們 起初是 勇敢善 戰的兵 ，有 力量， 成了統 治者； 接着他 們自己 或其子 孫爲保 衞甚至 擴大王 
權， 又不得 不當兵 。不被 允許當 兵的平 民只能 乖乖的 聽其役 使。 這時王 權與平 民無緣 ，錯了 
也賴不 到他們 頭上。 


f 洽人』 有兩惘 必備 條件： 一是治 的對象 —— 『人 J , 二是治 的方法 一 - 『治』 。在分 
H 不發達 ，也 不需要 細密分 H 的小 王權 領地內 ，這 兩個條 件要求 統治兵 ，不但 能武， 而且能 
文 ，不 但是兵 ，而 且是士 ，不佴 專 會打仗 ，保衞 或擴 大王權 ，而 且善理 民事， 運用或 玩弄王 
權 。統 治兵必 須文 武合一 。統治 兵的力 使他 卸却了 勞苦的 H 作 ，換來 了優遊 的閒暇 ，可 是閒 
暇要拿 來從事 『庠序 之教』 。在 其主 要課程 六藝中 ，武事 方面的 『射 御』 輿 文事方 面的一 I :醴 
樂 書數』 要兼 容並包 。這文 武合一 的風氣 直使春 秋末期 專門提 倡文教 的孔子 ，尙 身佩 寶劍， 
周遊 列國。 孔子弟 子也非 常好鬥 ，甚至 弄得老 師嚴正 的說： f 血氣 方剛 ，戒 之在鬥 J 。 戰時 
要馳 逐疆場 ，平 時要習 文講武 ，統 治兵並 不是容 易當的 。優 裕生活 之享受 是有條 件的。 

由於 這種 貴族統 治兵的 獨立性 •其 間難免 不相互 兼併。 他們間 和平相 處的封 建原則 ，好 
像繫 蓽虎 的一 條細線 ，遲早 要失效 ，至 於完 全土崩 瓦 解。 歷史必 然把他 們帶入 列國慘 酷的戰 
爭 。『退 避 H 舍 與 『請 與君之 士戯』 的尙 禮戰淨 随 時代遇 去後 ，必然 代之以 『坑降 卒四十 
餘萬』 的局面 。統 治兵所 掌捶的 不受限 制的力 ，不 在這場 合 辨不出 高下來 ，有什 麼辦 法呢？ 
在戰爭 遇程中 ，許 多統 治兵國 滅身死 ，幸 而不死 ，也 T 降爲 平民。 於是由 『萬 國』 而 『八百 
•諸侯 i  , 由 『八百 諸侯』 而？ 七雄』 ，到 秦始蛊 統一六 國時 ，這 樣統 治兵一 I 只 剰一個 。這就 
是帝王 。等 到旣不 箱文 ，又 不能 武的第 二代帝 王出 現時 ，統 治兵 便可以 說 是退入 展史 舞台的 
幕 後去了 。 

統 治兵包 括三要 素：次 、武、 王權。 『 三』 者 合而爲 r  一 』 才是 統治兵 。戦釀 以前 這樣 
論王權 與兵  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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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 治兵是 很多的 。換言 之：有 很多籩 樣的 『 一 』 。 等到道 許多 『 一 』 演變 爲一锎 『 一 』 
後 ，這個 『 一 』 本身又 不得不 分化爲 I 三』， 卽帝王 、文臣 、兵將 。帝 王掌 握統治 權或王 
權 ，文 臣專理 民事 ，兵 將專司 戰爭； 三 種人分 H 合作 ，以 完成古 代一個 統治兵 的任務 。這 
『三 J 中之兵 與統治 兵的性 質很不 相同， 雖然它 是由統 治兵蛻 變出來 •它 與文臣 同只 是掌提 
王權的 帝王的 H 具 。這 種兵卽 我所謂 H 具兵。 

H 具兵晕 王權少 不了的 H 具 。帝 王的金 龍 寶殿主 要建立 於 這種丁 ：具 兵的基 礎之上 。缚初 
南北眾 ，隋 唐府兵 ，明朝 衡所兵 ，以 至淸代 旗乒等 ，都曾 爲王權 盡了這 功能 o 等到這 類兵及 
其兵 制受時 間腐融 ，或其 他原因 ，失 去了 強大的 戰鬥力 ，則王 權也隨 之進入 風燭殘 年的景 
呪 ，至於 完 全坍毀 。所以 從道 一方面 設想， H 具兵 應當 常受帝 王的重 視與恩 典 ，當王 權受強 
敵 威脅時 更 應如此 。事 實上如 戰國列 王重視 『耕戰 之士』 ，其 餘皆屬 『五 蠢』 •，劉 邦 爲了制 
服楚霸 王， 不惜對 韓信齋 戒沐浴 ，設壇 拜將； 劉備 願與關 張結爲 兄弟， 並於風 雪中三 顧茅 
麋 ，聘請 諸葛 亮爲眾 師； 現 政權掌 握者當 内憂 外患之 際大叫 『軍 人第 一 』 的口號 ，犒賞 、勞 
軍與舶 勳章一 類花樣 ，不 憚煩 扮演； 都無非 是重視 H 具兵的 表示 。不遇 ，這 只是 H 具 兵的幸 
運 一方面 而 E 。 它的悲 慘那方 面的情 形是 更加顯 f , 留待下 文申論 * 

帝王 的矛盾 

獨 佔王權 的帝王 ，餘了 長生不 老 ，可以 要怎樣 便怎樣 ，不 要怎 樣便 不怎樣 。無論 德懦极 


本# 所謂人 生的求 生意志 ，尼 釆所 謂求勝 意志 ，王權 都能給 予充分 的滿足 。王 權萬能 ，佔有 
者要千 方百計 保衡它 ，否 則也 要千方 百計奪 取它 。基於 這個 理由 ，如 何維讅 並 鞏固王 權是毎 
悃 帝王心 裏的 唯一大 事或第 一原則 。帝 王的一 切言行 大都受 這第一 原則 的支配 。所謂 『爲民 
爲國』 全都是 謀語 。道原 則是 本節討 論 的大前 提。 

基 於上述 帝 王行爲 的第一 原則， H 具兵爲 帝王所 器重是 可能 的事實 ，如 上 文所述 。但這 
同一原 則也很 可能使 H 具兵遭 遇悲慘 的命運 。因 爲一舣 H 具 兵與帝 王是分 開的生 物個體 ，中 
間沒 有神 經速轚 ，各 自購願 與 命運並 不是同 一的。 『 普 天之下 ，莫 非王土 ，率 土之濱 ，莫非 
王臣 J ， H 具兵在 名分上 分不到 一钚羹 。他們 甚至是 『君欲 臣死， 不得不 死』 的 。因此 ，他 
們 並不一 定死心 場地爲 帝王作 H 具， 甚至於 常反遇 來變爲 對於王 權的一 大威脅 。大司 馬王莽 
有機會 r 受禪 』 ， 何曾願 爲年幼 的平帝 攝政？ 大將軍 趙匡胤 有機會 「陳橋 兵變」 j 又何 曾顧 
慮寡婦 孤兒的 鼷命？ H 具兵遭 受帝王 第一原 《 的殘害 ，原 因在此 ❶世 上可愛 的 人也常 是可恨 
的人 ，帝王 眼底的 H 具兵 就是 一例。 

威 脅王權 的力量 有武臣 ，有 文臣， 甚至於 全天下 的人民 ❶ 不 遒其 中以武 臣或卽 H 具兵爲 
最 •兵的 威脅大 到可以 使 帝王不 能一日 高枕而 臥 ，至少 宋太祖 是如此 。魯 迅所謂 『 一 首詩唱 
不走 孫傳芳 ， 一 砲躭把 孫傅芳 轟 走了』 ，雖 然語 出滑稽 ，却 含無限 眞理 。王權 是力， 只有用 
力才 能把 它打倒 。所以 從獨 佔王權 的帝王 設想， 最好是 在天 下大統 一之後 ，使 變爲一  m 無兵 
的世界 。除了 他自己 ，再 沒有第 二個兵 ，連 自己的 H 具 兵也沒 有一個 ，以 满足 他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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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韓 信所謂 『飛 鳥盡 ，良 弓藏； 狡兔死 ，走 狗烹」 ，的確 道破了 帝 王這一 方面的 思想。 
秦始皇 『收天 下兵 ，集 之咸陽 ，鑄金 人十二 ，重 谷千 斤』； 漢高祖 與明太 祖大殺 功臣； 宋太 
祖幹 得比較 聰明， 很輕易 的於钚 酒之 間就把 其他大 將的兵 柄取消 f ; 便 是這類 思想的 鐵證。 

不 幸無兵 的世界 只是帝 王的一 種空想 ，帝王 不可能 ，也 不願意 ，在 _ 社會 中實現 。因 
爲王權 本身就 建立在 無歒 於天下 的兵力 之上。 帝王雖 或是一 個大兵 ，却遂 是人 ，生理 上並沒 
有什 麼特殊 超越的 地方 ，可以 之 制服天 下人民 ，俯 首稱臣 。在一 般人隨 時可以 揭竿而 起的時 
代 ，他 又不能 獨佔特 殊武器 ，以 一歒萬 。楚羁 王 『力拔 山兮氣 蓋世』 ，當 其士 兵聞箫 逃散之 
後 ，也被 迫不 得不烏 江自刎 。何况 其他 帝王在 這一 方面還 不能和 楚霸王 相比！ 卽使关 下沒有 
內飢 ， 一 條萬里 長城也 抵檔不 了 『胡兒 』 。平時 要有 H 具兵 戍邊 ，戰時 更要有 H 具兵 平邊。 
所以银 管 帝主懼 怕工具 兵對 於王權 的奪取 ，不希 望有兵 ，而 事實上 却除 非他沒 有王權 ，或不 
希 望保持 這王灌 ，便不 可一日 無兵， 甚至於 不可一 ，日 無堅 兵銳旅 。所謂 『兵 可千 日不用 ，不 
可 一日不 備』 。這是 帝王不 可避免 的內在 矛盾。 

而 且事實 上兵又 是消弭 得了 的麽？ 在飛機 、炸弹 、坦 克車 、大碥 、原 子彈 等新式 武器還 
沒有被 使用 的時代 ，物 物隨時 是可用 之武器 ，因之 人人隨 時是 可載之 兵將。 犯上作 亂雖是 
『禁忌 』， 但 通了一 定極限 ，這 『禁忌 』 並 不能撖 底消滅 辑竿而 起的陳 勝吳廣 之徒。 除非帝 
王把 全國人 民殺毚 ，無 諭當亭 長的劉 邦 ，屠 狗的樊 嗜 ，販布 的徐赛 輝 ，務 農 的 , 做和尙 
的 朱元漳 ，斬萆 除根 ， 1 锢不留 ，否則 兵 是消弭 不了的 。但 如此 稱孤 道寡 的局面 ，將 使王權 


失却 意義。 或者王 權本 身也就 根 本不存 在了 • 

被 軟禁了 的兵 

兵不 能不備 ，也 不能使 之涣有 ，却 可被軟 禁起來 。這 是帝王 爲免 除矛盾 不得已 而 求其次 
的辦法 。所謂 軟禁的 第一步 驟是文 武分家 ，第 二步 驟是重 文輕武 o 

職能 分化原 是社會 演化過 程中的 必然現 象 。 犮 武分 家卽其 r 锒 。不遇 帝王更 在 文 武分化 
的 遇程中 起了加 速作用 。因 爲最能 威脅並 奪取王 權的是 文武合 一 的人才 ，這種 人兼備 智多星 
吳 用與花 和尙魯 智深兩 種本領 於一身 ，天下 沒有 難事幹 不起來 C 王權理 當屬於 這種人 C 帝王 
在其 第一原 則之下 ，雖 不能消 滅所有 的人， 至少也 要設法 •消滅 這種文 武合一 的人才 。少 一個 
韓信 ，必然 對於劉 家王權 多一分 安全感 。如 果武 人只有 勇無謀 ，而文 人只有 謀無勇 ，武 人除 
了打仗 ，什麼 都 不知道 ，文 人則生 得非常 單瘦 ，手 無縛鷄 之力， 便都不 易幹起 大事來 C 人爲 
自利計 ，旣不 易與權 力作對 ，便翻 然向權 力貼伏 ，至 少圈謀 推翻王 權的可 能性要 小得多 。這 
局面是 帝王願 意有的 ，願意 的他就 要使之 出現。 

由於 文人只 會吟風 弄月 ，胆 小如鼠 ，較 『 1 介 武夫』 更 搖動不 了王權 ，所謂 『秀 才造 
反， 三年 不成』 ，故 帝王進 一步重 文輕武 。『鸯 王 好細腰 ，宮 中有 餓殍』 。只 要帝王 多選舉 
幾次 『孝 廉』 ，科 考幾次 『明 經』 ，把 考選錄 取的文 人予以 官祿 ，這軟 禁天下 兵的陷 阱就算 
設置 妥當了 。歷代 盛世文 官重於 武官， 同品文 武二員 ，文員 地位總 是高些 •更 是帝王 是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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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這陷 阱築奸 的銅牆 鐵壁。 1 般人在 此情呪 下 ，自 甘黃卷 靑燈， 把畢生 精力消 磨在紙 筆墨硯 
間 。卽使 白頭 ，也要 考一個 文秀才 ，以光 耀門庭 。於 是文風 蔚起。 

文風蔚 起的反 面就是 1 般人不 願當兵 ，也不 願習武 。因 爲當兵 習武是 比較下 賤的 路子， 
遭人 瞧不起 。它 的出息 也不如 學文來 得大。 並且習 武當兵 ，多少 帶有生 t 險 ，『古 來爭戰 
幾 人回』 ？退 1 步說， 一般安 土重遷 的人民 ，要 他們在 交通不 便的情 形下， 子別爺 娘夫別 
妻 ，千 里迢迢 去從軍 ，卽 使不 身爲俘 虜或骨 暴沙礫 ，心 上已 夠受離 鄕背井 的痛苦 。冒 危險， 
受苦痛 的事情 ，除 非有特 殊代價 或誘惑 ，人 是不願 意幹的 ，而竟 被認爲 卑賤， 反不如 坐在安 
樂的家 裏吟一 首詩來 得高责 ，是好 男兒 ，諼願 當兵？ 『好 男不 當兵』 ，是 帝王 重文輳 武的錦 
囊妙訐 " 

由於王 權輿兵 的不可 分割性 ，上述 帝王錦 囊妙誅 的成功 只是一 方面的 。就另 一方面 說， 

這 『計』 可妝不 太 『妙』 。 

傳統 社會稍 有權勢 和財產 的人襁 不 願當兵 。平 民廹 不得已 從軍時 ，妻子 r 牽友 幄足 »逭 
哭 、，哭 聲直上 干雲 霄』 ，恨 的是攔 不住。 旣去， 『 偸將 大石捶 折臂』 的 ，又豈 止 r 新 豊折臂 
翁」 一人？ 皇家事 旣不 干己， 更加上 『好 男不 當兵』 的 風氣從 中作祟 ，镦兵 制的命 運必然 
要被募 兵制所 替代； 而所募 集的兵 丁不是 r 好男』 ，原 是可想 而知的 ◊貧 苦人 民在走 途無路 
時 ，才 出此最 後一策 。目的 還不在 當兵， 而是在 『吃糧 』 。這種 兵當 人口壓 力甚大 ，生計 爲 
艱時， 可能還 不威 缺乏。 否則連 『室中 更無人 』 的 _* 老嫗』 也 被捉去 『備 晨炊』 .，或 『赦天 


下 死罪以 下 ，皆令 從軍』 •，或 f 發奴 爲兵』 •，或 借用 胡人充 當兵卒 •，以 期 足供使 用❶這 種兵 
輿 戰國以 前的 統治 兵比較 ，品 質差 劣太多 。這使 帝王金 龍寶殿 猶如建 立在沙 漠上。 

假如歷 代沒有 強大的 外族 侵摄， 道種品 锊卑下 ，戰鬥 力薄弱 ，被 王權軟 禁了的 H 具兵， 
或可勉 強供 帝王使 用 。用以 錤呢 文弱 的老百 姓， 還是綽 有餘裕 。不 過用 •以 抵檔尙 武精神 的 
r 胡兒』 ，則 有如以 卵投石 。歷史 上漢 高帝困 阨於白 奔 ，呂 后受辱 於單于 ，宋 徽欽二 帝被金 
兵北據 ，高宗 偏安江 左， ’至少 一部份 原 m 在此 。王 權自搬 石頭打 了脚， 當內躉 外患緊 急時， 
痛得格 外厲害 。自 種苦果 自己吃 ，怨不 得天， 也尤不 得人。 

新 足球赛 

王權好 比是兵 的足球 。傅 統社 會裏 ，道被 踢足球 也曾改 變踢 球者 的品質 輿地位 。統 治兵 
輿 工 具兵品 質的皤 劣， 地位的 高低 ，相差 如此懸 殊 ，其 主要决 定力在 於王 權性質 的不同 。現 
在 正又面 臨一侗 新 足球赛 的高峯 。它和 傳統社 會足赛 的差別 ，要 從下列 因素的 分析去 了解。 

由於 現代科 學進步 ，新武 器使用 ，權力 佔有 者可以 設法獨 佔最新 式武器 ，以 一敵萬 ，臣 
服天 下人民 。 這比 秦始 皇收天 下兵的 效果要 大得多 。秦始 皇收天 下兵後 ，人 民依 然可以 揭竿 
而起 ，而在 新武器 被獨佔 的情况 之下 ，單 湣木 棒典竹 竿起事 ，却 等於 送肉 上砧板 。科 學對於 
新統 治者的 恩賜是 顯而 易的。 

當 前列強 競爭的 局面輿 中鼷以 前戰 國情 形有黠 近似 •秦 滇以 後但 有甸奴 、突厥 、五 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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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族的 侵擾， 不足與 今日列 強相比 擬❶在 現在局 面下， 由痞徒 、流氓 、囚犯 、奴 隸等所 紐成 
的 H 具兵 隊伍， 絕對不 堪使用 。連 一悃日 本也不 曾招架 得了 。時 勢逼肴 新統治 者不得 不提倡 
尙 武精神 ，以 『好 男要 當兵』 替代 『好 男不 當兵』 。 否則 新武器 不得充 分善用 ，士氣 不可能 
提高， 將無以 自存於 今日。 而人人 尙武的 局面又 不能滿 足新統 治者的 『安全 感』。 

科學 固然帶 給新統 治者以 獨佔 的武器 ，但 也誕 生了 『人民 世紀』 及 其思想 。這 是當 前統 
治權力 發生動 榣的主 要根源 。因 爲新統 治者不 能躬親 駕使所 有武器 ，仍需 要頭 腦靈敏 ，知識 
豊富的 H 具兵 的忠忱 。而這 類工 具兵在 『人民 世紀』 的今日 ，不可 能不感 受一些 『人 民思 
想』 的刺激 。他 們的辨 別能力 與是非 之心不 容允一 味忠忱 ，肓目 開槍。 假如師 出無名 ，則士 
氣不可 能提高 ，甚 至寧願 把機關 檢向天 射擊， 把炸彈 投擲在 崖山上 。本 來可以 獨佔的 新式武 
器 -由於 這漏洞 的存在 ，效用 並不能 如所期 望的大 。有 時甚至 全師或 全軍的 新式武 器 ，轉 
眼間 變成了 對方的 裝備。 

上 述三因 素對於 今日新 足球赛 的表演 都起着 很大的 作用❶ 獨 佔科 學武 器對於 栽統 治者無 
疑是 正作用 。 列強 競爭及 其所引 起的人 人尙武 的局面 ，與人 民思想 的廣布 ，則均 是於新 統治 
者 不利的 。三者 正負作 用相抵 的結果 ，將 是這次 足球赛 的勝負 。這臃 負自然 還是取 决於兵 
力。 


論 『家 天下』  全 慰 天 

中國社 會中所 沬行的 『家. 大下 J 1 詞， 似$以 有 兩個不 同的， 釋 。一爲 天下是 由某家 
所統治 的意思 ，如 唐代是 李家天 下 ，宋 代是趙 家天下 o 一 爲 4 是 i 千 千萬萬 家所妞 成的意 
思 。根 據後說 ，不但 以前中 國社會 是道地 的家天 下 ，辛亥 f 迄今 仍是家 天下。 

統治 天下的 家卽特 殊皇家 ，齟 成天 下的家 卽一 般民家 。民家 有家長 ，皇家 有皇帝 。皇 
帝與〗 般家 長同是 一套道 德揉準 的對傈 人物： 蛊帝是 臣屬盡 r 忠』 的對象 ，家 長是 子孫盡 
『孝 』 的 對象。 r 君欲 臣死 ，不怿 不 死：父 欲子亡 ，不 得不亡 J 。 未 做官之 士謂之 『處 士』， 
未嫁人 之女 謂之 『處女 J , 此一一 『處』 字 尤其是 一個字 。所以 皇帝 與家長 ，只 有程度 之差， 
而無種 類之別 。皇帝 大家長 ，家長 小皇帝 。本質 上是 一致的 。所以 上述 r 家天下 」 的兩 種意 
義 ，其 實就— 一回事 。無 諭如 何中 國目前 還是家 天下的 局面。 

家天下 栗從家 去瞭解 。而 且從 一個皇 家輿 皇帝去 看中國 ，毋尊 從千 萬家及 其家長 去看中 
國 ，更 能把握 它的本 質。 

家族爲 了事業 

首先略 諭家族 國被 在中國 社會中 的地位 及其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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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團 體在傅 統社 會中占 很重要 地位是 毋庸諱 言 的事實 。有 A 卽謂 屮國文 化蹿家 本位文 
化 。周切 封建社 會宗法 家制之 嚴謹 ，是中 外罕範 的。 此後除 桊及漢 初短 時期， 由於商 鞅輩變 
法 的影響 ，大 家族頻 於解體 ，近似 今日西 洋小家 庭盛行 外， 自漢武 帝 直到現 在 ，兩 千餘年 
間 ，無谕 社會那 一階餍 ，尤 其士 大夫與 地主中 ，大 家族制 始終牢 + 可 破”未 嘗動搖 。六 朝門 
第觀念 ，卽是 道锺大 家族過 於發展 的自然 結果 。數 十人共 一鍋 吃飯的 大家族 ，在中 國古風 淳 
樸的內 地村鍈 ，至今 猶不難 見到。 

大家 族擴展 ，以至 於籠罩 傳統齔 會中其 他一切 制度。 任何社 會均 有經濟 、家族 、宗 敎、 
政治 •敎育 等主要 團體及 其制度 ，分別 滿足個 人有機 需要的 各方面 。儘 管各® 體及其 制度同 
樣緊态 配搭 A: 一起， 好像蜘 蛛網 ，牽一 絲可以 動全局 ，但 其配搭 的形式 與重心 ，却常 因時因 
地而大 異其趣 。中國 社會中 家族團 體是各 制度配 搭 的中心 。無論 經濟 、宗敎 、政治 、敎 育等 
制度 ，均以 家族 圆體 爲主， 而結备 在 f 起。 假如可 以加重 形容這 事實 的話， 我願意 說 ，這種 
大家 族生活 的場所 ，不只 是家庭 ，而且 是 M 場 、敎堂 、政府 '學校 之所在 。中 國人從 生前到 
死後 各方面 的生活 ，均 可以 ，或 只能在 這種大 家族團 體內順 利進行 求得 滿足。 除非他 被充 
軍或抽 去當兵 ，照 例是 r 朝於斯 ，夕 於斯 ，生於 斯 ，死 於斯』 的 。家， 是每個 中國 人的一 
切 ，除了 少數流 氓或 『江湖 好漢』 。中國 社會中 除了家 ，還 有什麼 呢？ 家 天下裏 只有家 r 

從這植 家族的 性質說 ，它 是事 業圔體 。所謂 『興 家立 業』 正反 映了傳 統舭 會的 這一實 
霣 。『興 家』 是什麼 意思 V. 就是 『立業 J  ; 反之 ，『立 業』 也就 截 興家』 。二 者只 是一件 


事。 不但劉 邦曾以 帝業 卽家業 ，所謂 『某 業所就 ，孰與 仲多』 ， 一 般人 民也視 家族爲 唯一事 
業團體 。其 事業的 成敗關 係全家 人的富 貴貧賤 ，生 死榮辱 ◊祖 與父 的成就 ，可以 蔭庇 子孫； 
子孫 的成就 也就以 『揚 名聲 ，顯 父母， J 否則使 要 『替父 母招駡 名』。 一個人 做了大 官， 
被封 贈三代 '犯 了國法 ，被誅 滅九族 ，原 是歷史 上常見 的事實 。家族 ， 1 串生 物的血 統關 
係 ，眞 把全家 人連 鎖成了  一 個牢 不可破 的事業 圓體 。爲 了事業 ，甚至 『父 爲子隱 ，，子 爲父 
隱』 。一個 人旣生 在某家 ，就必 須抱定 生 死與共 ，風 雨同舟 的精神 ，爲 這家族 團體的 事業而 
努力 。家 族的事 業就 是他自 己的极 本事業 。除非 他自甘 窮愁潦 倒， 不怕家 人埋怨 ，就 得乖乖 
的幹 這個。 

這種 家族不 但是唯 一事業 國體 ，而 且是唯 一永 久事業 團體。 西洋家 庭的夫 嫌常因 威情不 
合而 鬧離婚 •，否 則孩 子長 大另組 成 小家庭 ，老夫 老妻終 歸一死 ，也不 過數十 寒暑就 完了 。中 
國家族 不如此 。它 來的 『源 遠』 ，去的 『流 長』。 它也有 『繼 柱開來 J 的使 命❶ 若一锢 人只 
能輿 家立業 ，森 森烈烈 於一時 ，而 r 無後』 承繼 他的事 業或祖 宗禋祀 '傳 之永久 ，依 然被認 
爲 『三不 孝』 之 r 大』 者 。反之 ，假 如兒 孫滿堂 ，後 啓有人 ，他會 引爲無 上快慰 ，死 可閉 
眼， 含笑九 泉。 『 舊 時王謝 堂前燕 ，飛 入尋常 百 姓家』 、究 竟是令 人惋惜 不置的 大事。 

由於 家族團 賭的上 述性® ，每 個人眼 底必然 只看見 他的家 、其一 切行爲 都是爲 了他的 
家 。各 人自掃 門前奪 ，休管 他家瓦 上霜 。在 這基礎 上來看 國家社 會的一 切現象 ，自然 不難索 
解 。這且 留下文 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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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能家長 

家長 興家族 團髗 是部汾 輿全體 的關係 ，而且 是這團 髗的主 要部份 。家提 無疑在 家天 F 裏 
扮演 着主要 角色。 故爲深 切瞭解 家天下 ，家 族團 體的分 析之外 ，還 有進一 步討論 一般 家長性 
質之 必要。 

中 國社會 給家長 規定的 職權是 彝常 繁重的 。家 族事業 圈體要 求家長 作一種 全知全 能的人 
物 * 首 先由於 這類家 族是經 濟生產 單位- 家長遂 兼有 這生 產事業 的總經 理職權 。士農 M 商都 
不失 爲家族 生產事 業之一 ，家. 技 有權决 定幹 那一 門生產 事業。 H 作過程 中的計 劃與步 驟也由 
他擬定 。他的 1 句話就 是家屬 的命令 。比 如他以 務 農爲業 ，則他 有權决 定種田 多少畝 ，是否 
雇 H - 妻 子分別 作什麽 事之類 。無論 經營 那一業 ，家產 總是掌 握任他 的# 中。 他的妻 子固然 
可以便 用家產 ，及享 受 家産所 生利益 ，但 i 上沒有 家產的 處理權 。請 憑中 證買賣 田地房 
屋 ，總 是家長 的事。 

每一 家族以 祖 先祭祀 代 替宗敎 崇拜。 家長又 是祭祖 時的主 祭者。 祭文上 『嗣孫 某某偕 
男某 某等』 的一 r 顯孫 某某』 無 疑是現 任家長 ，以 他爲主 ，率 領子孫 『致 祭於 歷代祖 先之位 
前』 。家族 內婦女 不能參 與這事 。非天 子而祀 天， 非家長 而祭驵 ，同 有僭 越嫌疑 。家择 好比 
是 牧師。 

廉族 又是學 校* 體 ，家 長就是 道學校 的敎師 。茌 變動 性不大 的傳統 瓧會中 ，酶代 累積的 


艇驗傅 與 同樣 適用 。兒孫 所需 要的智 識程度 不必超 過前代 ，實 際上也 很少趙 過前代 。由 
於智識 經驗 與年齡 成正也 ，家 長自然 是子孫 學間上 的權威 。他說 『你 老祖 父當年 如何』 ； 
沒有 機會 i 祖 父那兒 ^ 留學 i 的兒孫 •便無 法反對 ，惟 有聽從 "如果 家長是 鐵匠， 兒子自 
小便學 打嫌； 如果是 農夫， 兒子自 小便學 種田； 寄香 人家的 家長更 無疑問 要敎兒 孫熟 讀經史 
子集 。所謂 『 師徒 如父子 j , 『 有 其父必 有其子 j , 是 i 社會 的必然 現象。 

假若 子孫不 聽敎訓 ，爲非 作歹， 則家長 又以法 官身汾 出現 ，予以 懲罰。 家長對 這類子 
孫， 由斥駡 以至 鞭撻 ，都是 『天 之經， 地之義 b 』 

總之 ，由於 家族團 體的職 能是多 方面的 ，家長 的職權 也是多 方面的 。 他真 是一身 繫家族 
安危 。 上面不 過列舉 他幾種 主要職 權而已 。但 由此已 可見 家長是 兼備經 理牧師 、敎師 、法 
官 等職份 於一身 的人物 。反 過來說 ，他 的妻子 也不只 是妻子 ，同 時是他 的助手 、信徒 、徒弟 
與庶民 。由於 傳統 社會分 H 不發達 ，這 類一能 百能， 無所不 知的 家長： 原 是必然 的產物 。他 
爲家 族事業 If 可能不 作一個 道地的 『全能 人物』 。孔 子所謂 『 一 事不知 ，僂 者之恥 J  , 未嘗 
不可以 視爲這 類家畏 的 敎條。 

不遇每 一家長 實際上 是否眞 有很 高才能 ，却殊 不可必 。一 個人之 當家長 ，不 霱要 大學文 
憑或經 歷證件 ，也不 必通遇 任何方 式的智 力測驗 •，只 要他是 前任家 長的 『長 子』 ，一 個不由 
人 作主的 所謂父 精母 血的幸 運結合 ，則 當父親 死後， 便可以 ，也必 需承繼 父位而 爲家長 。除 
彝 年老力 衰成壽 終正寒 ，誰 也不能 勳搖他 的地位 •諸葛 亮於阿 斗亦無 可如何 。所以 傳 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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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 少笨伯 扮演着 全知全 攄的家 長❶這 是家 天下的 悲劇。 

耙 律排斥 了親密 

上述只 是家長 特性之 1 ， 朗全知 全麄 的特桩 。其 第二 種特性 便是常 在家人 眼底表 現一副 
奪歎 面孔 。嚴然 百 般威儀 ，神 聖不可 侵犯。 

這與西 洋家庭 中夫對 嫌， 父 對子的 態度殊 不可同 日而謠 。他 們夫婦 之間的 親密鶸 係是顯 
而易 見的 。同 赴宴會 ，同 訪友 ，同 遊公園 ，夫 婦手拉 手在路 上走， 一點不 足爲奇 。父 子也常 
在一起 開玩笑 。父 親叫兒 子小名 ，兒子 也叫父 親小名 ，彼此 倍覺親 切之威 。無 論玩球 •溜 
冰 、跳舞 ，父 子可以 同 時參與 ，沒 有拘束 。他們 之間不 大計较 尊卑長 幼之分 ，更沒 有什麼 忌 
諱 。夫婦 父子互 相抱吻 ，無 論在 人前人 後 ，都是 司空見 慣的事 C 家是威 情的鎔 爐， 熱烘煥 
的 ，否則 便乾脆 離婚 或整個 瓦解。 

這情 形甚少 見於中 國社會 的家族 團體中 。由於 家族在 中國是 與毎個 人 生死榮 辱息 息相關 
的事業 團體 ，身繫 安危的 家長對 於其妻 子的關 係包含 着紀律 。紀 律排斥 了親密 。夫婦 之間相 
處妁 態度是 『相 敬如賓 J 父子之 間很少 說話； 媳婦尤 須躱避 『公 公』， 好像老 鼠怕見 貓。 
家內 如有要 事商量 ，父 子也 許說幾 句所謂 『正經 話 J ， 說完 又歸於 可 怕的沈 默 。『父 子間有 
什 麽笑話 可說呢 J  ? 如 兒子對 父親隨 便談笑 ，則不 合體統 ，父親 對兒子 如此， 更有失 尊嚴。 
縱然 家長是 非常詼 諧的人 ，但在 妻子 ，尤其 成年子 女面前 ，總領 裝出一 副嚴 肅的 面孔 ，葡 U 


不 是敎訓 ，便 是斥罵 ，好倮 不如此 不足以 爲家長 。石 頭記 裏王夫 人或寶 玉何曾 常在賈 政一起 
說笑？ 賈政那 一次不 是爲要 規訓寶 玉才叫 他到書 房去？ 

歷代 皇帝大 家長更 是如此 。他們 總是深 居簡出 ，與 臣羼保 持一相 當距離 ，以 顯示 他高高 
在上 的威儀 。賈趙 說： 『人 主之尊 譬如堂 ，萆 臣如陛 ，衆庶 如地』 。鄧 通茌漢 文帝前 恃寵怠 
慢無禮 ，宰 相申 屠嘉見 了便進 諫、 道： 『陛 下幸愛 羣臣 ，則富 貴之。 至於朝 廷之趙 ，不 可以不 
肅 j 。 並把 鄧通 檄召 到相府 ，聲 色俱 厲申斥 一頓： 『 通小臣 ，戯 殿上， 大不敬 』 ； 最 後還要 
「斬 _】 。 後漢哀 帝酒醉 後從容 視董賢 笑道： 『 吾 欲法堯 禪舜 何如』 ？中 常侍王 閎卽反 對說. 
r 統業 至重， 天子亡 戯言 J 。 由此 可見一 般家長 對其妻 子也是 『統業 至重』 『亡 戲言』 的。 

假 如身繫 安危的 家長允 許威 _ 放在家 族事業 團體中 ，有 時固更 能加強 家族的 連繫 ，但 
由於 威情變 幻莫測 ，難免 不因威 情使大 家由愛 轉到恨 ，以致 陷家族 事業於 瓦 解 。而這 是傳統 
社 會中天 大的不 幸事件 ，等於 宣佈家 族內每 一偭人 的死刑 ，千萬 ‘嘗試 不得。 爲免除 此種弊 
害 ，非排 除或情 ，代 之以紀 律不可 。至 於這 類家長 在家族 圈子以 外 ，有 他特別 知己， 甚至異 
性知己 ，原是 常事。 皇帝在 後宫也 不如在 金龍寶 嚴 上表現 得嚴肅 。人 不能老 是在嚴 肅中過 日 
子 ，只 要不 妨害緊 要事業 的進行 ，這 是可以 而且 必霱的 。傳統 瓧 會的家 長或很 明白感 情與事 
業不 並行的 道理。 

能 打勝仗 的軍隊 ，常 是不 講威情 ，紀 律森嚴 的軍除 。俱樂 部裏除 了笑聲 什麽 也沒有 。爲 
成全家 族事業 ，家 族內每 I 個人 的生活 與安全 ，家長 sig 儀 是缺少 不得的 ，縱 不免有 時裝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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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勢 •假 如家 長沒有 尊嚴， 便不能 『令一  .，假 如妻子 對他失 去威信 ，便 不會 『受 命』 。遘县 
一加二 等於三 的道理 ，旣簡 且明。 

獨裁 的搖籃 

獨 裁 作風也 許是家 長的 第三大 特性。 

由於 中國 知識份 子 『四 體不勤 ，五穀 不分』 ，而 直接 參加生 產工作 的只 是孟 子所謂 『爪 
人』 或 『勞力 者』 ，故 生產技 術非常 不發達 。而可 耕地的 限度與 『不孝 有三， 無後爲 大』； g 
原則， 又盡可 能增 加了人 口的壓 力 。這 是一個 『一 夫不耕 ，或受 之飢； 一 女不織 ，或 受少 
寒』 的局面 。在 此情 形下要 推進家 族事業 ，謀取 全家最 低生活 ，並 不是容 易的 。家 族事業 沾 
其命 運好比 航行在 大 風浪的 海洋 ，時 時有危 險 。危 險帶來 r 家長的 獨裁' 因爲： . 适是繫 全家$ 
生死的 大事 ，覆 巢之下 無完卵 ，千 萬不能 視這種 危險如 兒戲。 家長以 其起 越的 年齡與 經驗， 
自然 要絕對 把提舵 柄 ，絲毫 不放鬆 。他的 妻子一 般經驗 不如他 ，也 甘願 把自己 命運 交給始 
手， 俯首貼 耳 ，耱 其指揮 。 緊要 關頭不 如此便 要翻船 ，至 少翻船 機會要 大得多 。中 國社會 u 
產生獨 裁家苌 的榣 藍❶ 

家長 雖不講 求民主 ，沒 有民主 的習償 ，却很 帶有民 本精神 。人 是要 老死的 ，他死 後總麻 
繼 替有人 。因此 對於自 己兒孫 ，尤 其承 繼家長 位置的 長子 ，不能 不過汾 重視 ，如同 『掌- 
珠』。 中國秕 會中 甘願爲 兒孫做 牛馬的 家長並 非少數 。不 過惟其 對兒孫 期望過 於殷切 ，把 S 


孫看 得過重 ，民本 精神到 了底 ，故給 兒孫的 『家 敎』 .或 『庭 訓』 也不 免失 之過厳 。這 原是人 
之常情 。所以 千 方百計 ，一絲 不放鬆 ，總 要把兒 孫敎訓 成爲他 所想傈 那麽一 個人。 有名的 
『顏 氏家訓 j 、 r 朱 子家訓 』及 馬伏波 將軍 戎馬倥 惚之際 『申父 母之戒 』 的家書 ，卽 是這情 
形 T 的必然 產品。 

不幸 在這類 『家 敎』 沒有產 生家拄 所理想 的兒孫 之先， 兒孫早 已變 得失了 靈魂， 呆若木 
鷄 。 因爲在 嚴格 『家 敎』 下 ，兒孫 B 不是掌 上珠 ，而 是家苌 手下的 釜中魚 ，俎 上肉， 只有任 
其宰割 。家 長說： 『應 當如、 何』， 他們便 如何 •，說 『不 應當 如何』 ，便不 敢如何 。他 們除了 
服從 ，不 可能有 自主和 獨立的 人格。 否則便 是 『不肯 』 ，接受 嚴牖 的處分 。經 過如此 一番宰 
割 與蹂躏 的兒孫 ，必 然奴才 成性 ，不 懂鉍主 。等 到他們 的家長 死後 ，出了 靑天 ，自己 作家長 
却又同 樣獨鹬 。因 爲最能 服從別 人的人 ，也 是最需 W 別人 服從盼 人 。中 國家拉 很少不 兼備道 

前人 種什麽 因 ，後人 食什麽 果； 這裏或 可見其 一斑。 

家天下 的政治 

中國瓧 會卽 所謂家 天下的 本質， 主要决 定於. 上述的 家族及 其 家長。 

由於每 一家族 内述 繫很緊 ，所以 整個社 會類似 1 盤散沙 。家 的性 質帶來 / 家大 下的 如此 
命運 。所謂 一盤散 沙的性 質見於 固家行 政中 。在宦 海浮沉 的大小 官員， 大都出 身家長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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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書香 人家的 家長。 他們一 心只以 自己家 族事 業爲重 ，出 仕的目 的在光 耀門庭 ，或 『五斗 
米』 俸祿； 退一 步說， 至少因 此可以 保 全家族 的人丁 和財產 ，皇 家抽丁 和徵税 不輪到 大官員 
家族 裏來❹ 所謂醉 翁之意 不在酒 ，而在 『一把 傘遮一 鄕人』 。因此 •，家 天下的 政治必 是：消 
極方 面無能 ，積 極方面 貪汚❶ 

就消 極方面 說：由 於這類 官員是 『休管 他家瓦 上霜』 的家長 -故於 國事 並不熱 心 。他們 
只求 做官， 絕不願 意做事 。凡事 只要能 用公文 程式推 諉過去 ，交 代淸楚 ，自己 就一身 輕了。 
他 們多是 遊山玩 水的高 人雅士 ，也有 遊山玩 水的逸 致聞情 。古 代王 羲之的 蘭亭序 ，歐 陽修的 
醉 翁亭記 ，就 是這 情形下 的產： I PP ❶ 這是 M 聰 明的自 私辦法 。像孔 明那樣 『鞠躬 盡厗， 死而後 
已 J 的精神 ，只不 過是一 種很少 的例外 ，『愚 忠 J 而 巳。 所以 這種 官員行 政效 率之低 ，乃必 
然的 結果。 如果說 這些官 員本人 都是低 能 ，自 然不正 確 ，不過 他 們有能 力而不 願表現 ，却是 
不容 否認的 事實。 

這類官 員不只 是消棰 的 不做事 ，進一 步還要 援 引親朋 ，貪插 錢財 ，爲 自己家 族增強 齔 會 
及經 濟基礎 。這套 行爲是 他們家 族思想 的必然 結果。 甚至從 傳統社 會家 屬觀點 來看， 如此家 
長才是 最能幹 ，値得 驕傲的 。當然 歷史上 也有不 少淸官 ，宦遊 數十年 ，竟 『無 一瓦 之覆 ，一 
塯之植 J 以終老 ，但 究竟 是少數 。『那 個貓 兒不吃 老鼠』 ？ 而且如 此也 無非爲 家族博 得好榮 
春 。 與上 述貪括 錢財的 目的不 钽 不銜突 ，而且 殊 途同歸 。假 如熊掌 與魚可 以兼得 ，我 相信歷 
史上 將找不 到這類 淸官。 


官員 作風也 就是家 長作風 的翻版 。上 述家苌 三 種特性 ，都可 在官 場見到 。由於 家長 在家 
族 內所掌 職權的 多面性 ，故其 做官時 ，但 求官 位之高 ，什麽 職 司都似 能勝任 。學 H 程的可 以 
當敎 育部長 ，不慊 經濟 可以 當財 政部長 。如 有機會 ，他願 意一身 同時 兼數職 ，胸前 掛滿勤 
章 。無 論政治 、軍事 、經濟 、敎育 、法律 、宗 敎等 ，他都 懂得 的樣子  '自然 由宰相 、總司 
令 、實 業部長 、大學 校長、 法官  <  宗敎領 袖等， 他都不 必 『謙 辭』 * 本來 家 長對諸 事都是 
不 『謙 辭』 的 。德 高才大 ，固 然可以 如此； 蠢 如豬牛 ，也 並不以 此汗顔 。兼職 兼薪也 許是由 
於生活 的驅使 ，但 爲什麽 有人兼 職不兼 薪也歡 喜呢？ 或只能 由家苌 全知 全能的 特性尋 求解答 
了  o 

這 類官員 ，尤其 有相當 職位的 官員， 常深居 簡出， 在其下 羼和人 民眼底 ，保持 一副 t 嚴 
面孔 。似乎 如此才 有官品 或官格 。美 國大總 統可以 作 街上和 普通人 民握手 ，家天 下它員 是不 
臂償的 ，初鹅 或 可能笑 掉大牙 。他 們和羣 衆見 面的時 候是在 高大 的演 講台上 ，嚴然 像家娃 般 
『 致訓 J 。 這與 『家 訓』 的精 紳與味 道是一 致的。 

善於做 官的官 員大都 具備兩 重相反 的人格 ：對上 司善 於服從 ，對下 嵐善於 陵暴。 爲了官 
位的 穩固， 他願意 ，也 能夠俯 首貼耳 ，接 受上司 的顏色 r 反過來 ，把所 受怨氣 轉嫁與 他的下 
屬， 做得出 ，也俄 得好 。在 r 君欲 臣死 ，不得 不死』 的皇權 下爲臣 ，如自 小未嚴 格庭訓 ，奴 
才成性 ，如 何能久 安於 位？ 所謂 『天 王明聖 ，臣罪 常誅』 ，就 是這 锺人幹 出來的 。但 這同樣 
的人 『 一 朝 權在手 ，便把 令來行 j , 盛氣也 夠陵人 。用人 或革職 .均 隨他 一時興 會而定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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耷獨 哉作風 的根 生在 家族的 榣藍 裏。 

中國不 是阈 ，而 是家大 下 。家 天下 U 有家 。沒有 治國的 『公 僕』 ，只 有# 家的家 畏 •  一 
般官員 都出 身家長 。他 們除了 齊自己 的家， 或正爲 了齊自 己的家 ，才 出來做 官 ，甚 至所謂 
『父 母官』 C 但這時 依然是 一套家 長作風 。家： 大下 的政治 ，未嘗 不可以 直 叫家娃 政治 C 至少 
從這 一角度 或更能 看見它 的實質 。當 然這情 形 由於近 百年內 西洋文 化的大 量輸入 ，形 式上多 
少有 些改變 ，仴它 的實質 並沒動 榣 。它依 然 是家天 下 • 


論紳權  胡庚均 

權力分 配的不 平均 ，在 人類社 會中早 已存在 ，有的 人獲得 X 控 制別人 的權力 ，有 的人却 
得受 人家控 制 。花 中國 傅統的 社會結 構裏， 成爲領 導人物 的紳士 就獲得 了一 種權力 ，這便 是 
我們 所瞭解 的紳權 。近些 時日來 ，對 於紳權 的討論 已 經發生 了兩派 極端的 意見， 一派認 爲紳 
權 是代表 着地方 人民說 話的， 它 使是 中國歴 史上的 代議制 ，一派 認 爲紳權 是皇權 的延撻 ，紳 
士與官 僚站在 同 樣的地 位剝削 人民。 我們現 在不管 這兩種 說法誰 是誰非 ，讓我 從雲南 農村的 
實地調 査與觀 察裏 ，去 瞭解紳 權的性 質。 

地 方威權 

紳權迠 一種地 方威權 ，所 謂地方 威權是 對於 一個地 方社 區人民 的領導 權力 ，這社 區好比 
1 個縣 或荇 一個 村落 ，能 夠領 導一侗 縣的我 們可以 叫縣紳 ，領導 一 鄕或一 個村落 的可以 叫 
做鄕紳 。哪郴 是有诚 域性的 •區域 性的意 義是指 出紳士 的領導 地位有 一 定範圍 的界限 ，雖然 
範圍是 k 冇小的 k  一侗 紳士 離開了 他所 !: 的社區 ，不 會對 別人的 生活發 生影響 ，便無 從發 
生控制 別 A 的權力 。 

地 方威權 的另一 意義 ，是 紳權就 代表地 方上的 一種長 老權力 ，在 一個以 地緣 爲基 礎的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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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村落 ，它是 村扯 權力 。若是 一 個血綠 結 合的同 姓社區 ，它 是族畏 權力 。無 論是村 長或族 
長 ，成 爲長老 的意 義迠他 對於地 方的風 俗辦 慣总 有指導 的貞任 。好 比雲 南呈页 的河 村與安 
村， G 從， 保甲制 度 推行後 ，雖 然領頭 紳士巳 經不 再保有 村畏 或鄕畏 的名義 ，可 是他們 的地位 
仍坑繼 承^ 來 畏 老 的部份 。作 傳統 的秩序 下 ，特別 是 /I: 社# 文化還 沒有發 生激烈 變遒 的時 
候 ，老一 锻人 的經驗 獲 得應有 的尊蜇 ，年 輕的 人都得 接受老 輋所遺 留下豕 的規律 。规 律的遵 
守就有 賴於長 老 的教化 。這 敎化的 H 作， 每惘 家庭 的家 長負珩 很 重要的 一部份 ，好 比吃飯 
穿仅和 會 客的規 矩禮節 等 。社榀 桌 面有 一套 共同 的规律 ，敎 化是以 共间 的规律 作指 針的 。然 
而各家 尺 所 習的容 許 要發生 歧異 ，如果 歧異 只是一 些無關 宏旨 的技術 U 項， k 家设不 必去管 
它 ，若 是歧 異影響 r 倫 m 的生活 ，長老 權力就 得出來 運用 r 。 好比姦 淫是不 容許 發生的 ，如 
果誰違 犯了不 必訴諸 法律 的制裁 ，長 老根 據當 地的傳 統可以 訂出 懲罰的 規則， 河村與 安村的 
領頻 紳士都 曾經處 理過： P3  i 類 的案件 。特別 是近代 西洋文 化沒有 輸入以 前 ，這 一秫傳 統的规 
律 u: 非常 嚴格 的-據 安 村的趙 老爺 吿訴我 •• !: 前淸乾 隆年間 ，紳士 郞老爺 在 此時 ，村 中的婦 
女是 不敢打 傘過 街的 ，若 是有誰 違犯了 ，給郞 老爺 發現 ，他就 把這個 婦女的 家炷蚪 r 來 ，當 
面指 斥， 這就是 设老 權力 的具 體表現 • 

趙老爺 是 卸任 的本村 領頭 紳士。 他帶肴 威傷的 色彩， 顯然在 慨歎近 些年來 的 「世風 不 
古」！ 由於近 代 西详文 化的輸 人 ，和 傅統農 業社會 的倫理 檩 準發生 了性質 上的 衝突， 河安二 
村都有 A 少的靑 年子弟 ，他 們離 開了本 社區去 接受了  一 些新式 的教育 ，帶着 些新的 觀骷 回到 


本村來 。他 們反 對傳統 ，主 張改革 '在 這種 情形下 ，長老 權力顯 然已經 住逐 漸發生 動搖。 
長老卽 使要堅 持傳統 ，不願 向靑年 人學習 ，可 是他 已經不 能像過 去一樣 仍然板 起教誨 別人的 
面孔 C 對於 家庭生 活的調 協 ，倫 常關係 的維持 ，領頭 紳士就 感到力 不從心 的痛苦 。 好比 安村 
的領 頭紳士 陳老爺 ，雖 然是呈 貢縣一 位著名 縣紳， 連他自 己的幾 個兒子 都管不 住 ，大 兒子好 
賭 ，做老 子的只 好裝做 不知道 。一 個媳 婦的 丈夫去 從眾 ，有天 得罪了 公公， 被氣狠 ‘的 公公打 
了兩拳 ，這 位媳 婦哭 哭啼啼 的向 陳老爺 來投訴 ，竟使 他不知 鈕何處 理這件 案子！ 

紳權 的產生 

長老 權力的 產生是 根搛傅 統的 ，所謂 薄統 是社 會文化 的歷史 發展裏 面傳留 下來的 東西， 
它是 從社會 繼替的 過程裏 面發展 出來， 權力是 依靠身 份 獲得的 。在 不變的 秩序下 ，傳 統的權 
力不易 遭受列 人的反 對 ，人 們可以 樂於 接受它 的控制 ，紳 權的 大部份 是根據 於這一 來源。 

可是 爲什麼 紳士能 獲得 這一種 權力？ 什麼 人可以 當 紳士？ 紳士如 果是提 老 ，長老 的資格 
是否根 據年 齡與經 驗來訃 算 的呢？ 我 們知導 ：在 初民 部落裏 面的長 老權力 ，年 齡與經 驗是一 
個很甫 要 的因素 。可是 在中國 傅統社 會裏面 的紳士 ，它 的意義 就顯得 更爲 祓雜。 

在河村 與安村 ，領 頭紳 士並不 見得是 本村最 年長 的人， 他們都 還不過 四五十 歲左右 ，兩 
惘村 落裏七 八十歲 的老頭 子都 還有好 幾位， 很明顯 的年齡 與經驗 並不是 完全决 定 的因素 。南 
個領 頭紳士 的地位 與能力 雖不 盡相同 ，他們 却具備 了相同 的條件 ，這就 是曾經 受過相 當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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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具備着 相 同的經 濟基礎 1 田產和 房屋。 

紳士的 經濟基 礎只有 從他與 地主 的結合 纔能瞭 解的， 大多數 紳士便 是地主 。土地 ，世襲 
財產 與權力 已經長 時期的 交織在 控制嚴 密的結 構中間 ，土地 所有權 帶來了 對於 生活在 土地上 
的農民 的控制 ，地主 是從控 制佃農 着手的 。紳 權的 一部伢 顯然是 建立在 這經 濟的鎖 鑰上。 
r 錢能通 神」！ r 有錢 可使 鬼推 磨」！ 這類的 辭 句都描 寫經濟 本身具 備有役 使人的 權力。 

可 是更重 要的還 花 教育， 教育就 是知識 的 傳授。 任 傳統社 會裏 ，教 育的性 質和現 代社會 
很 不相同 。 教育 或者知 識的傳 授是以 文字作 h 具的 。現代 社會裏 面的文 字是用 來傳達 意見， 
或者 解釋和 分析一 件科學 的事實 ，教 V 的 普及使 文字 不再成 爲一 件希罕 的東西 ，它 本身 也不 
再 具備有 神祕的 魔力。 可是在 傳統祉 會裏 ，只有 少數紳 士地主 穩拿 着地租 ，他 們子 弟就 獲得 
了充分 受教育 的機會 。大 多數農 K 的子 弟沒有 這秫福 分 ，文 字知識 幾乎： 一 {成 f 紳士 的獨佔 
品 。 對於 一個 大字也 不識的 農说 ，文 字是具 有祌祕 性的。 「 敬惜 字紙 ，功德 無量！ 」 對於文 
字的敬 常就附 會在這 種紳祕 性上面 。文 字是教 條- 紳士的 話成爲 金 科玉律 ，權力 也從這 神祕 
性裏面 出來。 

因此 我們看 出：嫌 佔了文 字知識 的紳士 在任何 場面下 扮 演了一 惘重要 的角色 ，能 力也從 
這 裏面訓 練出來 。因爲 只有紳 士纔知 書識禮 ，懂得 地方上 的一切 規矩。 在河村 與安村 ，我就 
深切 的感覺 到紳士 的勢力 。一侗 農民從 生到死 ，都 得與 紳士發 生關係 。這就 是在滿 月酒 ，結 
猶酒以 及喪 事酒中 ，都 得有紳 士從場 ，他們 指揮着 儀式的 進行， 要如此 饞不致 發生失 禮和鍩 


魏， 在吃飯 的時候 他們坐 着首席 ，還 得接受 主人家 的特殊 款待。 

這樣的 紳士也 便是本 村具有 代表性 的人物 ，代 表性 就使得 他在地 方上獲 得 了領導 權力， 
領導 權刀不 僅是傅 統倫 理風俗 的指導 '而且 進入到 地方公 務的處 理上面 。一個 村落社 區生活 
的意義 就表明 各家人 不可能 只關着 門管自 家的事 ，修橋 補路就 得與別 家合作 ，公 共事 務總得 
要發 生的。 公共事 務可以 包括 兩部 汾： 一是地 方自治 的公務 ， 1 是上 級政府 委託的 公務。 

從這裏 面我們 就可以 知道 ：紳權 不是從 現代民 權的槪 念所能 解釋的 。他不 是基於 社區人 
民的同 意信託 ，經過 自由的 推選。 1 個紳士 的爲好 爲歹 ，作正 作劣， 完 全根據 個人的 修養與 
訓練 ，而 不會受 社區人 民或者 團體的 約束 。一般 關於同 意權力 的看法 ，就 是基 於互相 契約， 
從合 作的過 程裏面 產生 的權力 ，在村 落社區 裏面雖 可找到 蹤跡 。但是 這種同 意權力 只 存在於 
紳士 與紳士 ，或 者農 民與農 民之間 ，分 化後的 社會階 層之 間是不 可能產 生同意 權力的 ，紳權 
便是 指對農 民的控 制而言 C 因此我 們用不 着追尋 紳權的 基礎 ，而 只須要 瞭解紳 權的實 際運 
用 ，也 就是分 析紳 士所做 H 作 的性質 c 

糎 濟利益 

一切 權力 的運 用都有 一定的 實際 目的 ，這就 是經濟 利 益的獲 得 。我 們要瞭 解紳士 所做的 
:丄 作 ，就 只需要 知道紳 權究竟 保譙了  一 種什麽 樣的經 濟利益 。面 對着政 府權力 ，他 是否 眞的 
以所 A: 的社區 爲基磋 ，保 障了 地方的 利益？ 

雎紳禳  一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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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我們 先說地 方利益 ，基於 農村社 會階層 的分化 ，地方 利益可 以 分成兩 部份： 一是紳 
士地主 的利益 ， I 是 農民的 利益 ，農民 的範 圍乂可 以 包括各 級的農 H ， 佃農 * 自耕 裊等 。在 
本質上 ，基 於租 佃關係 ，紳士 地主利 益與佃 農利 益是衝 突的。 這銜突 至 少可以 歸結到 紳士的 
旣得利 益不容 許別人 染指， 因此任 何有损 於旣得 利益 ，以改 善農民 生活 的措施 ，必 定要 遭受 
紳士地 生 的反對 。相反 的， 紳士地 主只在 如何設 法穩 S 自己 的旣得 利益 ，以 免本 身及 其子孫 
淪 於小農 衣食不 足的困 厄慘境 。紳 士與農 民的基 木街 突的存 在 ，也 就是 「耕 者有其 田」 遲遲 
不能實 行的根 本 原因。 

貘 民利益 與紳士 利益雖 是一個 銜突 的局商 ，傳 統社 會秩序 的安定 .却 只在 求得 農民 與紳士 
關 係的和 諧 ，和 諧的獲 得却不 是一件 太困難 的事。 在 傳統農 業社# 裏面 ，農 民的 要求並 沒有 
太高的 調子 ，他們 並不要 求獲得 紳士地 主的旣 得利益 。一 個紳士 ，他領 導 推行地 方的 自治公 
務 ，只要 他不利 用特權 ，忮 輕公產 ，而眞 能 用之於 公， 傲些有 益地方 的 H 作 ，他 就可以 獲得 
公 正紳士 的美名 ，得到 農比 的讚 仰與擁 謹。 

在兵荒 馬亂 的時候 ，一 個紳士 所領導 的地方 武力， 也可以 盡保 土衞鄕 的功用 。太平 天國 
戰爭 的時候 ，曾 國藩 所領導 的湘軍 還是從 這裏面 出來， 只要他 眞能夠 顧到本 社區的 利益 ，他 
就可以 獲 得農民 的擁護 ，這種 例子在 中國的 傳統祉 會 裏還不 佔少數 。少 數特殊 的例子 ，爲了 
宗教的 虔誠， 或者愛 人的狂 熱 ， 一 個紳士 地主毀 家紆難 ，或 者捐 資典學 ，修 橋補路 ，大 做功 
德 ，他 的言行 就成爲 地方社 區各 級人民 的共同 楷模❶ 


然而， 無論是 2|\ 時或 者 戰時的 H 作 ， 1 愐紳 士地主 若只注 意稼 固自 己的旣 得利益 ，他就 
典全社 區的 農民站 在衡突 的地位 。道樣 的紳士 播握了 地方的 威權， 他可以 不必考 慮農 民的 
利益， 而只顧 及個人 或者紳 士階層 的利益 ，道種 事例在 m 去曾數 見不鲜 ，也就 是今天 充斥在 
農村 裏面的 劣紳。 

政 府權力 的加入 

若使 紳士口 〈考嫌 到悃 人或 者紳 士階餍 的利益 ，紳 權的斜 削性 質是很 明顯的 ，劣紳 的腕下 
所表現 的是孤 行權力 .，很 顯然 的他會 要遭到 全社 i 民 的唾篤 輿反對 。於 是紳 士爲了 穩固自 
己 的地位 ，就必 須 與政府 官吏勾 結 ，得 到政府 權力的 支持。 

在 另一力 面 ，當 政府官 吏要控 制一個 地區時 ，他第 一得拉 搛的便 是紳士 ，因 爲紳士 是地 
方上 的代表 人物。 

政府 權力 的控制 也有它 的資 際利益 ，與 地方利 益相费 、這 便是 政府的 利益 。政府 利益的 
獲得向 來是 建立在 對地方 人民的 壓棒上 ，好 比伕役 的镦派 輿租税 的徵收 ，它是 跟着武 力而來 
的 ，這 是一種 強暴 權力。 

如果 政府權 力的兵 威不及 ，播不 能 達到縣 級以 下的村 落 ，也 就是不 能實際 控制基 層社 
區 。爲 了地方 的利益 ，紳士 還可以 發揮反 對的力 最 ，對於 政府委 託的 某種公 務可以 不加理 
睬， 或者對 於 政府的 差人施 以奇暴 。在今 天的雲 南許多 邊地跹 區 ，強大 的漢族 紳士地 主還有 

鯓 紳観  二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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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份 保 持着政 令自行 的方式 。卽 使雲 南的中 心地區 玉溪 ，民國 初年， 一個縣 府差人 還不敢 
單 獨下鄕 承辦公 事 ，至少 得結合 三人以 上 ，爝 帶武器 .否則 隨時有 喪失性 命的 危險」 充其所 
極， 這種 地方威 權或者 土霸權 力可以 發 展到政 令自行 的方式 ，他 們就是 政府或 統治者 ，可以 
私镦獠 卡 ，購 置軍械 ，私訂 刑律， 反抗政 府的； 十涉 •不受 I 法律 的制裁 ，在 中國歷 史上還 
有不少 的這種 例子。 

然而， 卽使在 政府 功令所 及的範 圍之內 ，政 府權力 還沒有 透到某 層 ，在 上級 政府柔 託的 
公務中 ，或 者是 地方社 區 人民向 政 府有所 顧請時 ，紳士 還可以 表示 他的倔 強力量 ，保 護地方 
利益 。淸乾 隆年問 安村就 有這麼 樣一件 故事： 當時 安村的 領頭紳 士姓郞 •是 一侗 秀才 ，也是 
本 村最大 的地主 ，有 一年村 中發生 水災， 房屋被 淹倒場 的很多 ，郞向 縣 官報災 ，縣官 親自坐 
着八 人大轎 下鄕來 勘査。 勘査的 結果認 爲炎情 不嚴重 •這就 觸怒了 郞紳士 。他 說縣官 如此糊 
塗 ，着人 把縣官 的坐轎 打壤。 縣官在 這陣難 堪之下 ，只 好溜出 安村。 後來呈 報上去 ，省 城派 
大 員下鄕 來調査 ，郞 率錤全 村人在 離材三 里 處迎接 ，執醴 非 常恭謹 ，大 員也就 不再追 究這件 
打樣子 的事。 

可是 ，當 政府權 力的懕 力加重 ，這 種打 轎子的 事是不 敢輕於 嘗試的 ，誰冒 犯了也 許還有 
秋頭的 危險 。在 這種情 勢下， 紳權就 得逐漸 萎縮 ，公開 反抗是 不敢了 ，要 保譲地 方利益 ，也 
R 有 用口頭 的請求 或者書 信往來 的方式 ，以 求得政 府官吏 的諒解 ，狨 輕對地 方的歷 棟 。在這 
裏， 紳士一 一經與 政府官 吏結合 ，他所 具備的 寫信 或者口 頭懇求 的資格 ，與其 說是根 據他花 本 


社區 的龃 導地位 ，不如 說是根 據他與 其他玫 府官 吏的 關係 。一個 躲官並 不怕得 罪紳士 ，怕得 
罪的 是支 持在 紳士 後面的 強有力 的政府 官吏。 

官紳的 結合表 現在最 有權力 的 紳士往 往是退 休的政 府官吏 一點上 ，因爲 只有他 纔可以 結 
交 許多在 任的 政府官 吏 。安村 的馬軍 門退 隱歸來 ，就曾 經有遇 一件非 常人所 能的迥 ■地 方利 
益 的故事 C 光緖 十二年 ，雲 南的 督撫衙 門爲了 重辦土 地陳報 ，以 作田 賦徵收 的張本 ，派 了淸 
丈 員分赴 各鄕去 作實 地測量 。這批 淸丈員 到 了安村 M  H 作做 得非常 仔細， 一 寸一土 都得計 
較 。當時 馬 軍門退 休歸來 ，村 人把這 件事吿 訴了他 ，他 很不高 興起來 ，把 淸丈員 喚了來 ，和 
着嗓 子說： 

r 你們栗 好 好的丈 M ， 要+ 然的詁 ，我 要紮 了你們 的猪脚 ！ 」 

幾位 淸丈員 都懼 怕码讲 門 的威勢 ，也明 白 他說這 幾句話 的用意 ，於 是丈量 H 作就 馬虎了 
事 C 因爲. 适幾句 話 ，安村 的糧 穀並沒 有徴 到實額 ，每 年只有 八十多 石穀子 ，到 民國二 十一年 
雲 南省財 政廳再 度舉 辦淸丈 ，徵穀 增加到 一倍以 上。 

誰也明 白， 這 個場面 裏所表 演 的紳權 ，是依 附了 政府 權力的 。馬軍 門雖然 退休， 可是他 
仍有政 治上的 潛勢力 ，道 樣他纔 敢於以 上級 官吏的 a 吻來 對付這 幾個淸 丈員， 淸丈員 也得服 
從他的 指示。 

在 這裏， 也就到 了政府 利益 與地方 利益的 交點 ，馬軍 門雖然 保障了 地方利 益 ，可 是官紳 
的結合 ，地 方利 就逐揪 要被 政府利 益所壓 倒。 當政府 權力繼 _ 往下面 伸張， 也就是 保甲制 
除紳權  二 石 


恚檷 與神欏  I 二八 

度推行 的今 w  , 這 種情 形就更 見明顯 ，紳權 H 有逐 渐減弱 ，甚 至於 整個投 附於政 府權力 之 
下 ，紳 1 與它史 勾結 。 

在远 種勾 結的 wto 之：卜 ，統 治者 U 有一個 ，紳 士成爲 統治者 的敏兇 ，儘膂 他現任 還可以 
討 價還偵 ， PJ 是躺 !: 統治苕 的懐裏 ，也只 有撒 嬌作 態的份 兒。 政府權 力的向 下伸 張是 有某種 
目的的 ，记便 是榨取 地 方利益 ，可 是他得 通 過紳士 '於 是在 政府官 吏 與紳士 的私 下往 來間， 
紳士利 益 與農氏 利益 分開了 ，紳 士利 益得 到尊重 ，政府 的徵派 他 PJ 以+付 ，抽丁 也柚不 到紳 
士的+ 弟 ，從而 轉嫁在 農说身 上。 

說紳權 足 政府 權力 或者皇 權 的延提 ，我想 應 當從這 裏面 去瞭 解， 运 是指屬 於政府 權力的 
一部份 U 

+ 僅是政 府權刀 的往下 伸張 ，近些 年來 ，由 於時勢 的推移 ，傳統 倫理風 俗的不 U 維持， 
長 老權力 的逐 g 喪失也 加強了 紳 權的依 附性。 在 這社 會改 組的 過程裏 ，紳權 只有依 附 着政府 
權刀 纔能存 在。 

於是， 一悃 傳統 的比較 正直的 紳士， 他明臼 自己一 3 成爲這 個 時代的 落伍份 子， 在 政治上 
又遭受 Y 前所未 聞的滕 迫， 若是他 眞能以 社區 人民 的利益 爲東， 爲了不 願 意得罪 農民 ，或者 
基於 慈善 的心胎 ，他 就寧 願潔 身引退 ，不 再過 問地方 的公務 。卽 使有一 天他 被派着 了 差事， 
在貪官 W 史檢行 的今日 ，得 到了農 比 的擁護 ，就 得个 到政 府官吏 的支持 。他不 會有實 際的權 
力 ，也就 不能 忠實地 執行自 己的職 務'  結果也 口( 有潔身 引退的 一途， 繼之而 起 的是與 政府官 


吏勾 結的劣 紳。 

一個 劣紳 ，奄 無疑問 ，他 是地 方人民 攻聲 和怨恨 的對象 ，他 的權力 不是 建築 g 人 民自動 
的擁謹 上 ，而 是依附 !: 統治者 的指揮 n 底下的 ，也就 是強暴 權 力的具 體表现 。這 種人主 持 r 
地方的 公務 ，他就 只 知顧及 紳士 或者惘 人 的利益 ，好比 對於上 級 政府的 徴派 ，他們 不仴 不能 
代农 地方 ，顧 請 減輕人 民的， U 擔， 反而巧 立名目 ，濫 收徴糧 ，以 求中飽 ，或 者拒繳 自 己所應 
付的 部汾 ，轉嫁 在別 人的身 上❶對 於地方 自治的 i ， 他們 也可以 想盡方 法 ，侵 呑公款 ，爲 
听 欲爲！ 今天河 村與安 村 的領頭 紳士， 都是這 一流 人物！ 

劣紳繼 承了歷 史傳統 褢最汚 穢的 一面， 官紳的 勾結雖 則使政 府權力 嚴密控 制着某 層社區 
的農民 ，阻 礙着 K 權 的發展 ，可 是另外 一方面 ，牠 也逼上 梁山， 造成集 體農民 的武裝 叛變。 
從農 村到市 鎭， 從市鎭 到都會 ，今 日何處 不演着 這種 官紳叼 結歷 棟小民 的 例子！ 劣紳 變成了 
腐 化政治 機構身 上的一 梱毒瘤 ，如 何能夠 割治道 個瘤， 這 是今天 中阈政 治上面 臨的一 個亟待 
解决 的問題 C 


?: 權臾紳 權  一三 c 

兩 種權力 夾縫中 的保長  胡 慶 _ 

在 r 論 紳權」 一 文裏找 曾經 指出： 紳權是 一種地 方威權 ，它 的性質 _就 代表 着地方 上 
的捩 老權力 J: 阜 權無鴆 的局而 下， 紳櫂和 皇權 有不同 的來源 ，劃 分了 鮮明 的界限 。可 是， 
常皇 權苻爲 時 ，統治 名 的兵 威所及 ，總是 要設法 控 制紳權 ，充其 所極， 這控制 的結 果 便是皇 
權往下 伸張， 紳士與 官 僚結台 ，至少 作 政府 委託的 公務上 ，紳 權變成 了皇權 的延長 。 

控制的 過程表 現 J: 權力的 運用上  >  權力 的運用 須得通 過一套 機構， 在 縣 衙門以 下 ，村落 
社區 的某 層地 方機構 是皇權 與紳 權接觸 的交點 。某 層地 方機構 在性質 上可以 分成兩 種 型式， 
一娃傅 統的歷 史淹物 ，一是 政府法 定 的設施 ，保甲 制度便 是法定 設施 的一類 ，我 們可以 把它 
叫做法 定的某 打政 機構。 

A: 皇權與 紳權 交接的 夾縫中 ，保 長在這 套法定 的機構 裏面扮 演了一 個丑角 。現行 保甲制 
度淹生 !: 中國的 滕史 傳統裏 。保挞 的存 n 並沒有 表示 中國民 主政治 的新生 ，而 是一個 自上而 
下的 權力 系統 ，花 地方 政治的 美名下 ，通過 官紳的 勾結 ，用它 作爲 壓棟 與剝削 人民的 H 具。 
本文和 榀從現 行保 甲制度 的源流 與保長 實際的 扮演裏 ，去 瞭解 它 的 特性。 

苦難 的產兒 


保長 這一悃 名目本 孕育在 苦難中 國的藤 史因緣 裏 ，它 的最初 出現是 見之於 衆所習 知的宋 
熙寧間 王安石 「變 法」 ，安 石變法 的動機 是 由於當 時國勢 的羸弱 ，強 隣歷境 ，內 政不修 ，他 
認爲 主要是 因爲募 兵制的 窳敗 ，旣不 足以 锲外侮 ，又無 能保衞 間閻； 這樣 ，安石 就適 應了當 
時環 境的 需要， 制定了 r 保甲 新法」 。新 法的要 點一 是親人 民戶籍 ，以 防容隱 奸徒； 二是籍 
編袭 勇民兵 ，改 革原有 兵制； 保 長就是 在這種 保甲制 裏適逢 其選的 人物。 

我們追 述保長 的這段 根源就 指明它 背 負着中 國的歷 史傳統 ，現代 保甲制 的復活 ，更 證明 
它是一 個苦難 的產兒 。繼隨 在外患 、朝 代更迭 和軍閥 混戰的 長期内 亂之後 ，民 國十六 年的國 
共分 裂又使 南中國 重新陷 入戰爭 的災難 裏面。 爲了應 付當時 剿匪韫 域的實 際需要 ，保 甲制便 
產生 在二 十一年 豫鄂皖 三省剿 匪總司 令部 的一紙 公文裏 。道一 次的出 現顳然 不是歷 史的巧 
合， 而是因 爲當時 的局勢 ，正 有類乎 八百多 年的以 前的熙 甯時代 * 保甲 制度的 功能就 可以從 
保甲新 法裏面 得 到應有 的解釋 。 

通過剿 匪總司 令部對 各省政 府的訓 令 ，在兵 荒馬 亂之際 ，保 甲制度 得到很 迅速的 推廣， 
這個 由上級 政府向 下推行 的政制 ，以編 戶籍與 練民兵 爲主要 H 作的 基層行 政機構 ，它 就把先 
前呼喊 / 多年 而略具 幼苗的 地方自 治一筆 勾消， 代替了 它 的地位 。後來 f 這種 主張似 乎不足 
以成 爲民主 國家的 政治設 備 ，於是 ，這 個一 手由軍 事機構 呵譲的 寵兒， 又披上 了民主 的外 
衣 ，進入 地方自 治的範 圍之內 。民國 二十三 年二月 ，經 過中 央政治 會_ 通過， 由行政 院公佈 
的 「改 進地 方自治 原則」 ，規定 了  r 將保甲 容納於 自治紐 織之中 ，鄕 鎭內之 編制爲 保甲。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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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极 本原則 。立法 院枨據 這惘原 則也將 縣 . l 治法 予以 修正 。 經過适 次的確 定之後 ，保 甲便 
成 r 縣地 /y & 治糾 織的朵 層 y 位 ，代咎 了舊 制的閭 隣。 這個原 則在二 十 1 年九 LJ 公布 的縣各 
极紐織 綱要 中還沿 用着 ，成功 爲今： 大的新 縣制。 

從二 十一 年到現 tf， 保甲制 從豫鄂 皖緖四 省開始 ，逐蝻 向 各劣推 廣 。 雖然各 劣推行 保甲 
M 的時期 不一 ，好 比雲南 直到二 十 六年才 改用 保甲的 編制 。可 是現在 除了邊 疆的盟 旗 、政 
教 、部落 、土司 制 度之外 ，保 甲制一 一經風 行 J: 内地中 國的每 一個 角落 ◊不 用說： 這個 孩子一 J 
經 由襁褓 孩提而 進 入少年 時代； 可是任 道前 後十五 年當中 ，經歷 r 剿共、 抗戰和 ：止 在進行 中 
的内 戰三 個階 段 * 保 長還 是！ 個在苦 難中成 長的兒 子。 

沒 有民主 的傳統 

保 甲制浼 有民主 的傳統 ，保 長也不 是民 主的兒 女 ，我 道樣說 並不是 存心跟 保甲制 度或者 
保姓 開玩笑 ，我 知道 保長 是當前 地方 自治行 政 機構裏 面的基 M 人物 。但 是我 們要 瞭解 保長的 
特性和 他在 政治上 的地位 ，以及 當前的 尷胧 局面 ，必須 瞭解 他所依 附 的制度 所具的 特質 ，而 
這種特 質不 是從 當前保 甲 制的民 主形式 所能瞭 解的。 

要 瞭解保 甲 制 的特質 還可以 從 歷史的 傳統裏 去追尋 ，可以 稱爲 類似 保甲的 制度在 周朝便 
已開 始， 迢就 是當時 的鄕遂 制、 和稍後 管仲的 軌伍制 ，商鞅 的什 伍制等 。自 周秦以 至現 在， 
這一速 串的政 治制度 進入了 皇權 的系統 裏： S  , 便被作 爲統 治的 H 具。 聞鈞天 先生說 ： 


此法 制之精 旨：在 周之政 主於教 ，齊 之政主 於兵， 秦之政 主於刑 ，漢之 政主於 捕 

盜 ，魏 晉主於 戶籍 ，隋主 於檢査 ，唐 主於 紐織， 宋始疋 其名， 初主以 術 ，終 乃倂以 雑 

役， 元則主 於鄕政 ，明 則主於 役民 ，淸 則主於 制民， 且於歷 朝所用 之術， 莫不備 使。 

< 見聞 著中國 保甲制 度第二 .頁) 

這一段 分析也 證明 歷朝的 類似保 甲制， 制法者 的本意 原 在把它 作 爲行使 政權的 一俚手 
段 ，用以 達到 管教人 民的政 治目的 。自然 ，在 當時的 農業社 會裏面 ，特 別是 逢到承 平的時 
代 ，統治 者旣不 容易也 不太需 要對農 民作如 何嚴密 的控制 •，也 由 於時代 的着重 點不同 ，此起 
彼落 ，在不 同的地 區也難 i 設立 縣級以 下 I 基層施 政機構 ，地 方自治 的權力 機 構就在 這種 
條 件下得 到伸張 。好比 淸代因 襄宋明 舊制 ，在縣 級 下原有 保正鄕 約的設 彘 ，可 s 際 上並沒 
有普 遍認異 的推行 。有 些省汾 就由 氏族組 織代 行其事 。有 些省汾 好 比雲南 ，鄕約 變成 傅統地 
方 權力結 構裏面 的人物 ，由 人民自 己選舉 ，政 府非但 不加以 干涉 ，反而 利用這 套機構 作爲推 
行 政令的 H 具。 

民國二 十一 年公佈 的保甲 制却顯 然不 重視 濟末以 來 注重自 治的情 勢，， 而在 繼承以 此爲控 
制人 民工具 的傅統 。由 剿匪總 司令邨 爲編 査保甲 戶口滌 例 頒發到 各省政 府的文 吿裏面 ，一再 
強調保 甲制的 設立在 自衡 而不在 自治 ，並且 越爲全 民政治 r 非331 前漠視 政治未 經訓練 之人民 
所能行 使 ，尤非 各匪區 蕩析 流離 之農 村民衆 所樂與 聞。」 道 種自衞 組嫌應 「多 由委任 ，因有 
命令服 從與統 馭便利 之 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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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的保 甲制依 照政府 的規定 ，以 戶數 爲單位 ，在一 個地理 區域 或者社 區上 加一 層法定 
的規劃 ，「十 戶爲甲 、十 甲爲保 J 是一 個共同 的原則 。戶 數和地 域兩個 因素描 寫了保 甲組織 
的性質 ，保 甲粗織 是在同 一地區 內有一 定 戶數的 公共圃 體。 

根據 二十一  1  一  年行政 院公佈 的改進 地方自 治原則 ，保甲 制雖然 進入地 方自治 的範圍 裏面， 
可 是保甲 如何組 織？ 組織 的動力 如何？ 政府 的規定 與編制 都指明 它不是 一個人 民自動 組成的 
圃體 "花 實際的 行政裏 ，一個 保長究 竟具備 r 多少 民主的 素養？ 他 是一個 怎麽樣 的出身 ，他 
做了多 少可以 符 合地方 自治的 事業？ 我 想在這 裏用不 着解释 ，有 機會和 這制度 接觸的 讀者一 
定可以 爲我找 到解答 。我在 這裏 只要指 出：從 抗戰開 始一直 到今天 ，在 r 軍事第 一 」 的口號 
下， 當前的 情勢與 需要和 民國二 十一 年相較 ，實 在有過 之而無 不及！ 在客 觀的情 勢下 保甲制 
决 不會中 途變質 ，十五 歲的 保長 是從瓤 呱堕 地時長 大的。 

平庸 的出身 

我們從 歷史傳 統和現 實情堉 裏分析 了保長 所依附 的制度 ，現在 要進而 描繪 所謂保 長的這 
一流 人物， 這裏首 先要提 到保長 的出身 ，看 這一個 中國政 治的基 層人物 ，究竟 有多少 政治眘 
本？  * 

中國 傳統社 會裏很 M 就 分化出 兩種人 ，這就 是現在 所習知 的紳士 與農民 。組 成農 業社區 
的份 子大多 數是在 田地裏 直 接生產 的農民 ，而 紳士 却是主 要依賴 地租爲 生的少 數知識 地主或 


i 官吏 。紳 士與農 民代表 兩種不 同的經 濟基硪 ，生 活程度 與知識 水準， 他們是 上與下 ，富 
與^, 高貴 與卑微 的分野 ，在傳 統的瓧 會結構 裏， 具有聲 望的 人物不 是農民 而是少 數的紳 
士。 

如果具 有聲望 的紳士 身於保 長這份 差 事還感 覺興趣 ，很自 然的上 級政府 會要把 臂汾頭 銜 
加 在他們 的身上 ，可是 ，在 我所觀 察到的 事實裏 ，只 知道前 幾年爲 / 示範 的作用 ，亂 都市曾 
經選舉 過大學 教授 和政府 官吏担 任過保 長外 ，在遼 闊而廣 大的農 村裏： ，凹 ，担 任保長 的 並不是 
屬於 紳士 這一流 人物。 

紳士不 願意 當保長 ，這份 頭銜 便推 到農民 以及 紳士和 農民之 間的人 物身上 ，這些 介乎農 
民和紳 士之間 的人物 ••可 以是 比較淸 正的小 學教師 ，也 可以是 專愛打 聽是非 脫離農 作的閒 
人， 也可以 是做小 本買賣 的行脚 商人， 這些形 形色色 的人物 ，都 不過是 r 平庸 的出 身。」 

紳士 爲什麼 不 願意當 保長？ 我在雲 南農 村調査 時曾經 問過許 多人， 一個普 遍的回 答是： 
「 ： 遇職務 與紳上 的身份 不合 I 」 這句話 是對的 ，可是 要瞭解 這句話 ，却 須知道 保長的 地位與 
他所 担任的 H 作。 

一個保 長擺作 政府的 行政系 統裏面 ，他是 1 個最起 碼的芝 麻小官 ，從中 央而省 、縣、 
鄕 、保、 1 字排下 來這麼 許 多的頂 頭 上司 ，「等 因 奉此 」 與 r 仰卽 知照 」 ， 保 辦公所 變成了 
「仰止 堂」。 紳士大 體上是 1 個 有錢有 勢的人 ，他這 伢錢 勢就靠 自己傅 統社會 結構裏 面的權 
刀維持 。而 這種 權力在 上級政 府的統 治之下 、只 希望 得到政 府官吏 的支持 ，却 不願意 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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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 的干涉 。這 一 個芝 麻小官 的地位 * 旣不 能夠裝 璜自己 ，却徒 然把自 己推到 政府權 力的直 
接鼯迫 下面， 這是紳 士所不 願的 。紳士 在 這裏. 表現了 他的巧 妙才智 ，把 農民一 類的人 物推了 
出來 ，讓 他出面 ，自 己在 幕後 作一個 牽線人 。握住 了行使 公務的 權力 。於是 ，保畏 的 地位就 
在這裏 面更 貶了質 ，一侗 保長不 是眞 正的一 保之長 ，他 所做的 H 作盡是 些瑣碎 的技術 事項。 
好 比欲粮 ，派款 ，捉 兵拉伕 …… 等等 ，事 情煩瑣 得可怕 ，他 沒有 權力 ，除 了奉行 政府 的命令 
外， 還得 受紳士 之命而 H 作 。 

雖然 ，現花 有挂 地區 保長的 產生一 J 經具 有民 主政治 的形式 ，這就 是經由 保國民 大會選 
舉 ，可 是這種 r 選舉」 的保長 也决不 會挨到 紳士的 頭上。 據我個 人 II 雲南 農村裏 的觀察 ，選. 
舉保長 不過是 個虛名 ，在 寥寥 數人 的所謂 r 保民 大會」 裏， 紳士就 pr 以當場 指定 誰出 來當保 
長 0 

平庸 出身 的保長 沒有雄 厚的政 治資本 ，在縣 長甚至 鄕長的 肌睛裏 ，保 長是 一些卑 微不足 
道 的人物 "以 這種不 受尊重 的人來 担任推 動地方 自治的 基層行 政重任 ，我 怎能 不爲中 國的民 
主政治 叫屈丨 

政 治地位 

不雄厚 的政治 資本 也無法 提高保 長的政 治地位 ，他 得同時 侍奉兩 個上司 ••！ 是 上級政 
府， 一是地 方紳士 。面對 着政府 權力所 代表的 統治者 的利益 ，紳 權是代 表地方 利益的 ，兩者 


常 易形成 對立 的局面 ，保長 就得在 這兩 棟權力 的夾 縫裏面 h 作 • r 個成 功的保 長是如 何在政 
府權刀 與紳權 之間求 取平衡 ，這 就是一 方面推 行政府 的功令 ，一方 面顧及 地方 的利益 。可 
是 ，保娃 又如何 能夠在 兩 者之間 討好！ 

我 nj g 前面 說過： 保長是 個苦難 的兒子 ，保甲 制成長 在干戈 紛擾的 局面之 內❶上 級政府 
爲了加 強動 員和 管制一 切的人 力物力 ，以 達到 某種的 H 的 ，政府 權力就 1 天一 天的往 下面伸 
張， 道 種伸張 的結果 使 保長慌 忙的幾 乎盡是 上級政 府委託 的公事 。在 許多 場合下 ，紳 權便在 
1 天一大 的萎縮 。若使 政府公 事太侵 犯 紳士所 代表的 地方利 益 ，紳士 要提 出反對 •也决 不敢 
公開 指摘 ，只能 用拖延 的方式 或暗 中向 政府 官吏疏 通說情 。 

不管是 「民 選」 或者經 過紳士 指定 的保長 ，他 都得經 過上級 政府的 委任， 進入政 府行政 
機構 的系 統裏面 ，在政 府權力 伸張 紳權 萎縮的 情形下 ，他 盡可以 倒在 政府的 懷抱裏 ，或 者站 
在 行政 人员的 立場上 ，來 地方辦 r 公事 」 。 保畏 可以不 顚地方 利益， 或者藉 着奉令 徵兵派 款 
的名義 .濫 收徵糧 ，以 求中飽 ，現實 政治裏 正不乏 這種 的例子 。一個 想從道 裏 面獲取 利益的 
人 ，他就 gr 以活動 當保、 長 ，活 動的方 法甚至 不惜出 錢向官 紳贿胳 ，道 樣的保 長也就 成 爲衆人 
m 咒的對 象。 

若使 保拉 是一個 外鄕人 ，我 想這種 狐假虎 威營私 舞弊的 現象也 許要變 本加厲 ，可 是保甲 
制却規 定保 長要由 本地人 担任 。保 長旣是 本鄕人 ，有 着一 份鄕梓 情誼， 同時也 得顧及 地方圃 
腊的砒 會約束 力量， 使他們 行事都 不能不 致慮 幾分， 這就 加深 r 保長 的矛盾 輿痛 苦 。 以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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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於 地 方的農 民出 任保長 ，他 若是對 上級政 府的公 事推行 不力 ，或者 無能爲 力時， 他就得 
隨時請 進縣府 的班房 ，甚 至丟掉 了自己 的性命 。一 個縣畏 不敢隨 便得罪 有力的 紳士， 他却可 
以補 殺違命 的保畏 ，因 徵兵派 款不 力被押 致死或 者逼死 的保苌 何 止多少 ，保長 眞是一 個苦差 
保長 所担 任的 r: 作和 他今日 的政治 地位， 已 經是 一個正 流之士 望而 却步 的陷阱 ，這 就解 
釋爲什 麼人 們一提 起保長 ，除 了漠 不關心 之外， 往往還 夾雜着 可恨和 可憐。 出任保 長的人 
物， 不是想 從中撈 一筆油 水的巧 譎 ，就 是些 目不識 丁的忠 厚農民 ，這種 局勢如 果繼續 下去， 
保 長的品 質還在 一 天比一 天的 诋下， 他們的 出身平 庸且更 平庸。 

夾縫 下面的 犧牲者 

保長品 質的低 下 與出身 的平庸 ，就 描寫出 他在兩 種權力 夾縫下 的地位 ，民 權與地 方自治 
在這裏 受到 犧牲或 者出賣 ，除 了依附 政府權 力或者 紳權， 保長茌 執行公 務時並 沒有自 治的權 
力 。一切 保甲法 規都不 過是 給保長 招來了 現實的 諷剌 ，民 主的腰 斬是政 府權力 與紳權 合作的 
結果。 

政府 權力 輿紳權 的合作 並不能 鞠維持 兩者間 的平衡 ，政 府權力 的伸張 已經造 成了紳 權的 
萎縮。 現實某 層行政 機構裏 的保畏 就 更有它 的特色 ，它 成爲政 府權力 在基 層社 區裏所 抓到的 
一個 r 具 。 這一侗 丁： 具雖刖 還得受 紳權的 節制， 可是它 却 g 備 了主要 依附着 政府權 力的氣 
燄。 上級政 府委託 公務的 頬繁雖 然使保 長或到 痛苫， 可是其 中還夾 雜了狐 假虎威 的樂趣 。這 


樂趣便 是他可 以 「公事 公辦」 ，除 了主 要紳士 之外， 誰不完 糧納我 ，或 者是規 避兵役 ，他可 
以據實 呈報， 縣府派 來 的委員 與槍兵 就可進 到違抗 兵糧者 的家裏 。政府 有什麽 臨時的 翳索， 
他可隨 時向人 民派款 。一 個保 長每 月的辦 公费並 無具體 的規定 ，也沒 有薪餉 ，可 是他不 愁自 
己會 要貼錢 。我 們可以 看到 多少因 任保長 而 致富时 例子 ，致 富的原 因與其 說是紳 權的卵 翼 •， 
還+ 如說 是政 府權力 嚴 密控制 的結果 C 

從 歷史上 的保長 到現在 的保長 ，從 「親 戶籍 ，練民 兵 J 灣 苛捐雜 税 ，镦兵 派款， 客觀的 
情勢與 保長的 H 作注 定了他 不是一 件民主 的差事 。保長 如何能 民主？ 保 長如何 能是民 主的兒 
女？ 保 長的存 在如何 能象徵 中 國民主 政治的 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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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長 到鄕約  胡庚均 

在前面 r 兩種權 力夾縫 中 的保長 j 一 文裏 ，我 曾經 指出保 甲制是 _ 政府 法定的 設施， 
可是基 層地 方機構 還有一 锺傳統 的型式 ，這 一種型 式的重 心是在 鄕約的 身上。 

鄕約 制度也 產生在 中國 歷史的 傳統裏 ，它 的最 初出 現充 分表現 了紳權 的強大 。這 一 種制 
度的名 目在 今天的 傳統地 方權力 結構裏 還可以 找到它 的地位 ，可 是它却 已經失 去了歷 史上的 
地位。 我們要 瞭解今 天鄕約 的特質 ，要瞭 解傳統 中國社 會結構 裏紳權 與皇權 的關係 ，却 還得 
從它 的流 變與 社會歷 史的背 景裏去 逭尋 ，方 足以 解釋 目前 鄕約的 處境。 

難於 生根的 自 治機構 

鄕約道 一個 名目的 出現最 初也見 之於多 事之秋 的宋熙 寧時代 ••熙 寧三年 ，王 安石 用政府 
的力量 推行了 保甲 新法； 熙寧 九年 ，陕 西汲郡 的儒士 呂和 叔在他 的本鄕 藍田推 行了一 種新型 
的 地方政 治制度 ，這 便是呂 氏鄕約 ，也 叫 做藍卢 鄕約。 

鄕約 制度是 縣級以 下花 村落 推行 的一套 地方自 治機構 ，它的 地位正 可與王 安石的 保甲制 
相當 ◦可是 ，鄕 約制度 的產生 却是保 甲制的 一個反 動 ，我 在前面 『兩種 權刀夾 縫中 的保長 』 
一文裏 曾 經指出 ：保甲 制是上 級政府 爲了適 應當時 苦難的 局面向 下推行 的一 套施政 機構， 


『辗 戶口、 練民乓 』 是 它的主 要功能 。可 是鄕 約制度 的作用 並不在 此 ，它 是人 民自動 結合的 
機構 ，這就 是呂和 叔先生 所說的 ••『 鄕人 相約， 勉爲小 善。』 他 給鄉約 螢訂的 四大條 款是： 

德 業相勸 、過 失相規 、禮 俗相交 、患 難相恤 。 

這四大 條款就 描¥ 鄕約制 度的主 要功能 ，它是 紳士以 領導 者的身 份， 作爲敎 育與紐 織 
人民的 ：丄 具 ，冀以 形成爲 人民自 動結合 的機構 。在 這個目 標下面 ，它有 一套簡 單的紐 織， 這 
就是設 約 正一人 至二人 ，由 公正賢 明的 紳士 担任 ，任 期不定 。約 正的下 面有一 個直月 ，所謂 
直月 便是 按月翰 選一次 ，這就 是按年 齡大小 ，大 部分 由農民 出身的 ‘ 人物來 承當。 

作 爲約正 的紳士 ，他的 责 任就在 每月定 期的集 會裏面 ，講 解約文 ，感 化約衆 ，主 持禮儀 
赏罰 ，鄕 約的倡 導顯 然是具 有敎育 意義的 •，可 是它 的目標 並不止 於教育 ，這就 是要從 教育裏 
面去糾 織或者 結 合人民 ，成爲 一個自 動奉公 守法知 禮習義 的單位 ，也就 是一個 具有政 治意義 
的 團體。 

可是呂 氏鄕約 的推行 在當時 的社會 裏就碰 到了 一 個基本 的困難 ，這便 是一批 紳士以 自己 
的 行爲標 準作依 據， 要在農 民的身 上冠以 紳 士的奶 育 ，然 後以儒 家的共 同倫理 標準來 約束衆 
人 ，好比 『德 業相勸 、禮俗 相交』 等等。 這制馊 ，由 縉紳世 家博學 鴻儒的 呂氏兄 弟來 領導， 
個人 的聲錤 還能威 召 一部份 人， 然而這 『烕 召』 的作 用是有 它的， 危險的 。這一 套儒家 的作人 
標準， 一套繁 文褥節 ，只是 能有知 書識蹬 的閒暇 的紳士 所 能講究 的規矩 ，並不 足成爲 大多數 
農 民的生 活準則 。一個 胼手胝 足 的農民 ，成年 H 作在田 地裏， 他所對 付的主 要是自 然物和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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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他雖然 不太懂 道一套 『做 人』 的標準 ，可是 『鑪 不下 庶人』 ，正描 寫了他 們並不 太需要 
這一 套講究 。從熙 寧九年 到元豐 五年和 叔 的逝世 ，呂氏 鄕約只 在本鄕 推行了 五年半 。這 短短 
的五年 半當中 -呂氏 鄕約也 並沒有 充分的 發展， 從和叔 致其長 0^ 函件中 ，就 指明入 約的固 
多， 出約的 也不少 ，鄕約 的參加 採用了 自由而 非強迫 的辦法 。這種 自由邊 加與 入約後 出約的 
情形 ，就 正描寫 了它不 爲農 民所太 需要的 事實。 

A: 另 一方面 ，政 府當局 的懷疑 態度 也是鄕 約制度 推行的 第二個 困難 。當時 在皇朝 榮任宰 
相之抒 的便 是呂 IJ 叔的 二 哥微仲 ，若使 這位一  I 哥眞正 很贊成 和欣 賞這一 套制度 ，或者 說是能 
夠討取 皇帝的 歡心 ，他 盡可以 通過 皇帝的 諭旨 ，把它 推行 到全國 。相 反的， 微仲却 函勸乃 
弟 ，放 棄鄕約 ，出 來遊宦 ，或者 改爲家 儀學規 ，以 俗， 這些話 都表 示絕對 的皇權 下並不 
歡迎道 一套人 民_ 動結 合的公 開出現 。和 叔就靠 了 這 點兄弟 的情分 和乃 兄的面 子 ，才 把這一 
種制 度在本 鄕的推 行維 持到及 身而止 。到南 宋， 呂氏鄉 約雖然 得到理 學大師 朱熹的 提倡 ，可 
是 朱子所 做的 H 作只 限於鄕 約的放 據增損 ，朱子 雖然仕 宦多年 .並 沒有 把鄕約 實 地推行 ，這 
就 因爲他 自己明 白推行 的困難 ，鄕約 制度 變成了  一個理 論的 架子。 

欽定的 基層地 方組織 

從 南宋經 金元以 至明朝 ，由 於朱 子提倡 的光輝 ，鄕約 活在士 大夫的 心裏。 可是鄕 約制度 
在 明 朝的重 新被提 出已非 復先 前的本 來面目 ，在精 神上已 經有 一個很 大的轉 變 ，這就 是由人 


民自動 結合的 機構， 變成了 皇權傲 .定 的基層 地方紐 織 。王陽 明的南 贛鄕約 一開頭 就用了 這麽 
樣的 口氣： 『故 今特 爲鄕約 ，以 協和 爾民！  J 陽明先 生當時 正任着 廬陵使 ，是 治下人 民的頂 
頭上司 ，他 把這套 制度用 政府 的力 量推行 下來 ，這樣 的鄕約 也由自 由參加 的傳統 ，變 成了強 
迫參 加的紐 織。 

呂 新吾的 鄕甲約 也承箱 了 、南 翰想約 由上而 下推行 的形式 h 從這 裏可以 看到 鄕約與 保甲的 
合 1 。 不同 的是推 行的範 圍：南 翰鄕約 M 得 到局部 的推行 ，鄕 甲約便 開始了 全國普 遍的開 
展 o 另一方 而， 鄕甲約 與南赣 鄕約對 於鄕約 與保甲 的聯繫 有不词 的配搭 ：南贛 鄕約是 以保甲 
爲 主鄕約 爲铺的 ，鄕甲 約却把 鄕約輿 正 吸收爲 上級政 府向下 推行的 基層行 政機構 ，以 鄕約爲 
主 ，保 甲爲補 。從 這次以 後鄕 約與保 甲就似 乎結了 不解緣 ，一直 到今天 的農村 傳統地 方權力 
結 構裏： € 還保 留着他 們互相 輔助的 地位。 

然而 不管是 南赣鄕 約或者 鄕甲約 ，推 行的方 式和紐 織的 規模雖 與呂氏 原約有 些不同 ，可 
是鄕約 裏面的 負責人 選仍得 由紳士 出來 担任。 嘉靖末 年圖書 編的鄕 約規 條說： 『該州 縣卽移 
文該學 •共 推請 鄕士大 夫數位 爲約正 ，以 倡率士 民。』 可憐 的是這 種 『倡率 士民』 的 約正， 
被高 高的 皇權抓 到了手 ，便課 定 了他一 件特殊 的任務 —— 講聖譫 ，約正 成了帝 王的使 徒 • 

作爲 帝王使 徒 的約正 V 講聖論 成爲 一件很 重要的 H 作 ，這一 件特殊 的使命 原來起 自明代 
褰靖萬 磨年間 ，圖書 編的鄕 約規條 便說明 了 『保甲 旣定， 卽此舉 行鄕約 ，誦讀 聖諭六 言。』 
明 末呂新 吾的鄕 甲約制 度也規 定得相 當詳細 ，在 他的實 政錄 裏還有 一張圖 ”聖譫 的前 面得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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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香案 ，約 正就位 講谕 ，約衆 得跪下 聽講， 所講的 要旨就 0. 明太 祖的聖 諭六言 ：孝順 父母、 
尊敬 長上、 和睦鄕 里 、敎 訓子孫 、各 安生理 "毋作 非爲。 

滿 淸統治 下的 鄕約 制度 特別 加強 了聖谕 的宣講 ，主 持講約 的約 正還是 『素行 醇謹 ，通曉 
文義』 的人 ，順 治九年 的欽如 六_ 完全抄 襲了洪 武六詭 的底子 ，康 熙九 年六渝 增爲十 六款， 
十六款 的主旨 無非是 教人民 重人倫 、息 爭訟 、惜 |]- 用、端士氣等。這種講斐渝的方式，從淸 
初直 到淸末 ，通 過官府 的命令 與紳士 的提倡 ，可以 說是風 行全國 ，有些 地方志 裏還杏 關於講 
論的記 載 ，有 些邊僻 的省份 好比 雲南的 農村， 甚至到 今天還 保留着 m 種 講聖渝 的方式 。 

講聖詭 ，這 就是 皇權 下達的 一個具 體表現 ，在 傳統農 業社數 結 構的體 系之下 ，皇 權雖然 
不能直 接控制 每一個 小民， 可是却 能從約 正的講 瀹中， 給他和 人民之 間建立 起經常 的 聯繫。 

地方權 力結 構裏面 的執役 

在中 國傳統 的地方 權力結 構裏面 ，好 比今天 的雲 南農村 ，我札 依 舊可以 看到鄕 約的存 
在 。可是 傳統地 方權力 結構 裏面的 鄕約 已經不 是上述 歷史上 的鄕約 ，歷 史上 的鄕約 是指憋 個 
地方祉 區的紐 織 ，現在 所謂 鄕約是 指行使 公 務的偶 人身份 。不 過這 裏所 ，謂 『傳 統』 的 意義， 
大體 是指淸 中葉以 後， 一直到 二十六 年實行 保甲制 之前的 階段。 

今天 雲南 農村的 地方傳 統權力 結構 ，奸 比我 在呈胃 所觀察 到的是 ••每 一個 村落有 個 『大 
公家』 的糾織 "在大 公家 裏面， 紳士捉 有 管理地 方公務 的權刀 ，鄕 約是在 紳士 的領導 下 ，负 


舂執行 公務 的責任 ，他是 由農民 中按着 一定的 規則輪 選的 。這 裏的 鄕約已 經 沒有在 歷史上 的 
尊 榮地位 ，他沒 有權刀 ，在 許多處 理日常 公事 的場合 ，他得 随時侍 奉在管 事紳士 的左右 ，變 
成了地 方權力 結 構裏面 的 執役。 

鄕約 地位的 改變是 因爲在 皇權的 壓力 T , 原有制 度的組 織與 精神已 經逐漸 喪失 ，巳 不復 
爲地方 紳士領 導人民 自動糾 合 的單位 。它 就依 據各地 方的不 同情境 ，逐漸 被吸 收到當 地原有 
的地方 權力結 構裏面 ，雖 則都用 『鄕 約』 之名 ，但內 容上却 有很大 的分化 ，雲 南農村 的鄕約 
可能是 分化後 的一種 形式。 

正如保 長一樣 ，雲 南農 村的鄕 約所以 由農民 担任 是紳士 巧妙運 用權力 的結果 ，自 從鄕約 
與保 甲合一 之後 ，鄕 約花 講聖渝 之外 還得管 理地方 的公務 。在 『普天 之下 ，莫 非王土  J 的情 
形下 ，地 方公務 除了一 部分地 方自治 事項外 ，還有 一部伢 是 上級政 府委托 的公事 ，這 都是些 
瑣滑的 行政技 術事項 。如 果這個 鄕約由 紳士來 承當， 他自己 就會直 接受制 於皇權 ，假 如他受 
制於皇 權 ，他所 支配的 地方自 治機構 就難發 生效力 。爲 了維 持地方 自治機 構的實 際存在 ，而 
且 保持自 治機構 和統治 的皇權 機構 的調適 ，紳 士就得 退隱茌 已爲 統治機 構所控 制着的 鄕約的 
幕後， 把鄕約 的位置 讓給農 民一類 的人物 去扭任 ，自己 做個牽 線人 •，就 靠道 一點 後台的 H 
作 ，也 囚 爲傳統 農業社 會交通 的不便 ，才 能使 縣級以 下 的村鄕 自治力 量得 到適當 的發揮 ，一 
直到 今天， 中國民 主的幼 苗還得 從這裏 面去追 尋。 

因此 ，在 制度上 ，雖 然鄉約 已 經被桌 權欽定 爲縣 級以 下的基 層行政 機構， 可是實 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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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機構 就好比 個脫镇 的野馬 ，跑 得快 ，鄕約 制度就 變了質 ，融 入傳 統地方 權力結 構褰面 ，皇 
權就只 到 縣衙門 爲止。 

可 是縣畏 雖然 是親民 之官， 他並不 能夠到 處亂跑 ，他只 得委托 一 批皂 隸差 人做代 理人， 
不給他 們太 v 的地位 ，也 不給 他們以 實權， 讓他直 接與鄕 約接洽 公事 。一個 蹼民 出身 的鄕 
約 ，他 就是在 紳 士的指 導之下 ，地方 自治機 構裏面 出來 的代表 ，他 成爲紳 權與皇 權 的交點 。 

這樣 ，一 個鄕約 的職務 雖是由 地方自 治機構 所賦與 ，沒 有經過 政府的 委任 ，可是 他得同 
時 侍奉兩 個上司 ： 一 是 k 級政府 ，一 是地方 紳士， 迢種情 形有點 像今. 大的保 苌， 不過 地位並 
不完 全相同 。保畏 是 經過政 府委任 的人物 ，他成 镩 政府編 制的基 M 行政 機構桌 面 的公職 人， 
他 比較偏 常 於政府 一方面 。可是 鄕約不 是這樣 ，他是 由地方 紳權淹 生的 ，他的 立場就 應當站 
在 地方逼 一方询 。同時 ，傅 統的上 級政府 講究無 爲而治 ，對於 縣級以 > 的地方 公務並 注 
意。 鄕約的 主要丁 ： 作就重 在好 好侍舉 紳士， 他成爲 紳士的 隨從。 

公 務活動 

明白了 傅 統地方 權力結 構裏面 鄕約的 地位 ，現在 就得進 一步分 析他所 扭任的 H 作， 這個 
須得 從公務 活動裏 去瞭 解。 

我作前 面曾 經指出 ..地 方權力 握在紳 士而不 在鄕約 的手裏 ，鄕約 侍奉在 管事紳 士的左 
右 他所 做的就 只有瑣 屑的公 務技術 事項。 


技術 事項可 以分成 兩方面 ： 一 是地 方自治 的公務 ，好 比修溝 、築路 、調解 是非等 ，鄕約 
在這些 公務的 處理上 都得請 紳士决 定 ，在紳 士的上 面沒有 更高的 權力， 推行起 來自不 必要經 
遇政 府的决 定。 可是另 一方面 ，遇到 上級政 府委辦 的公事 ，性 質就 兩樣了 。在 這裏， 紳士之 
上 還有一 個更高 的權力 —— 統治者 ，紳士 對於這 些事情 並沒有 决定的 力量， 如果這 件 公事太 
違反 地方的 利益， 紳士固 然可以 在幕 後拉攏 政府官 吏 ，請求 收回， 或者聯 合各村 的紳士 . 出來 
反對 ，也 往往不 得不使 政 府官吏 修改他 的命令 。可是 ，政 府公事 中有多 少是帶 眷強制 性的， 
好 比差傜 租糧 ，除 非遇着 災難的 年歲， 紳士便 沒有說 話 的餘地 。一個 公正‘ 守法 的紳士 固然要 
以身 作則， 按規定 繳 納錢糧 C 然而 要是 他表現 了最壤 的一面 ，就 是利用 自己傳 統的地 位或現 
伍 的權勢 ，拒繳 或漏缴 一部份 糧款 ，這伢 欠交 不足的 數目自 然沒別 人承担 ，承 担下來 的是岽 
蚩 小民的 鄕約。 

我在安 村時， 許多淸 末民初 担任過 鄕約的 老者郡 向我面 訴當年 的辛酸 ，至 今猶有 餘痛。 
從 前徵糧 的辦法 ，每 年開镦 時要請 各會紳 老從場 ，酒 肉款待 ，叫做 『作 卯』。 到歸糧 時欠交 
的 數目總 有一份 ，這份 數字有 時候要 多到全 數的五 分之一  C 明知 是某 些人隱 瞞了 ，可 是自己 
沒有正 確的 糧簿 ，所 用的糧 簿是經 過紳 士竄 改的， 這一份 差數 ，便 n 有自動 貼出。 

另一 項痛苦 的公事 是從前 的差傜 ，傅統 笮 僚政 治的作 風規定 縣官出 來也得 坐八人 大轎， 
遇境 的官吏 隨時有 ，還需 要更多 的差傜 。當 時安 村一共 有兩個 鄕約 ，爲了 應付可 能隨 時派來 
的差偖 ，一涸 鄕約就 索性住 在離村 四十華 里的縣 城裏 ，只 6K* 到了大 官過境 需得派 伕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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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便打 馬奔 回本村 ，連 夜派 好伕去 覆命。 鄕約的 辦事稍 有失誤 ，便得 受縣府 差人的 逮捕與 
吊打 I 另 一方面 ，地方 紳權多 少還帶 着封建 的色彩 ，對於 政府规 定的錢 糧向不 繳納 ，這份 錢 
糧也 得由鄕 約從 中貼補 。鄕約 也 得隨時 侍奉在 管 事紳士 的左右 ，紳 士進茶 館喝茶 ，或 者上 
館， 都得接 受鄕約 的招待 。因 此只要 輪着 當鄕約 ，便 注定是 一個貼 錢 挨打的 苦差！ 到 後來街 
隣都威 覺鄕約 太苦， 而且遲 早會要 翰到自 己的頭 上 ，才想 出貼補 鄕約的 辦法， 從大公 家與各 
會的 公產中 提出一 筆相當 的數字 ，以 作鄕約 的開綰 。雲南 呈貢安 村觀音 寺嘉慶 七年的 石刻碑 
e 上 ，有下 面的幾 句話： 

古者保 長之設 ，所以 衞民 而非以 病民 ，後 世公務 H 繁 ，差傜 漸冗 ，躬 肩厥 1 , 每 
有 遺大投 艱之患 …… 每遇替 任之年 ，或 防患 而贿 賂求免 ，或畏 難而逃 避他鄕 。愁 苦之 
狀 ，莫 可勝言 1 因而互 相酌遴 ，約 爲善處 ，本 寺中無 論士庶 ，每 月公捐 錢文 ，送 腙二 
根 ，將所 獲錢銀 ，制舅 田畝， 收積租 息 ，轼 貼保正 ，以 供差 傜之需 。 

這一 段碑文 就描寫 了鄕約 的苦惱 ，他得 隨時與 政府派 來的差 人接頭 ，差人 到了鄕 約的家 
裏 ，鄕約 得好好 的加以 款侍， 然後將 政府的 公事持 去向 管事紳 士請示 。 如果紳 士贊成 ，這件 
事情可 由 差人與 鄕約共 同了結 ，或者 留交 鄕約代 辦 。如果 這件 事情太 損害地 方 的利益 ，不爲 
紳士 所贊成 ，他 却無須 乎見差 人一面 ，然 後設 法約集 本村各 紳士共 同討渝 ，分 頭向上 級政府 
官吏 說情。 

差人 下鄕普 通辦理 的公事 有三項 ••  一 是刑事 、一  一 是田產 糾紛、 三 是租糧 ，這 些事 情隨時 


胃以 H 年下寒 # » 候 tl 得有七 八十次 •塞入 中的價 頭叫做 大老總 ，沒有 重要的 公事， 
好比 A 命蠢子 ，大老 wf # £  r 大老總 來睜總 譜 着兩 檲差人 ，他自 己手裏 拿着 大烟筒 ，沒 
有* I  * 大 嫌嫌，， 獪 1 力 的象微 ，也是 1 個和平 時代的 象徽 I 

瑯約輿 倮長 

铒 人民自 動結 合的機 構到欽 定的 基層 地方龈 織 ，苒 從地 方親織 _傅統 地方 權力： illi 裏面 
的糗役 ，獮約 性質改 «| 就帯來 了 地位的 貶質 3 可是今 天的癟 約却 B 繩再 度貶質 ，這就 是二十 
六年 保申制 皮推行 之後。 

保甲 制是 政府推 行的縣 -« 之 下一套 基層政 —度 ，貧 管籩 一套 制度 現在已 在地方 自治的 
，美名 下進行 ，可 f 權力 醣檐桿 俱來的 情形下 ，保 甲的 編制 成爲合 法的行 政單位 ，它 的地位 
就浸浸 乎要 代稃葙 制的 『大 公家』 ，在薄 齊劃 一的 編制下 ，不 费宣佈 舊制的 死亡。 

iwf 的 r 大公 家』 在今天 雖然還 沒有死 ，可是 在這種 情形下 ，鄕 約的地 位却不 能不再 度 
贬質 ，娜約 的名醆 艤 然存在 ，他 的地位 B 經被 播在保 長之下 ，變成 了一愐 『 保丁  J ! 

作爲 一個現 制的癤 約 ，他 只須回 值七八 年前的 往事， 就有逮 較今日 奪榮的 地位： 那個時 
候還 有人 叫他做 癤約 老爺 ，他 的地位 也相當 於現在 的保長 ，至 少可以 使一般 農 民 不敢隨 便惹 
他 0 可 是今 天的癤 約却如 是其微 ，怎 能不 使一個 位居保 長之下 的癤約 成到 難言的 委屈！ 

我在 呈貢河 村 時見薄 現任姓 土的鄕 約 ，一偭 生 長在小 村§ 捕魚 的農民 ，五 十多歲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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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 孔 ， 一 栖 大字惠 不酿。 隹_兩禰 兒子穗 已成年 ，現 在繼 理着父 親的舊 業 ，這就 給老子 
從勞作 裏面油 身出寒 ，不時 上大衬 進茶 館或 者喝酒 。這年 被輪 上了鄉 約 ，我很 想知道 他所要 
做的 H 作 。可是 他一見 着我便 搖攘頭 ，總 是說： 『我們 道個 一點 事情 也管 不着啦 ，誰 有保長 
那麽 勢派 I j 他的那 雙不大 張得 _ 的眼睛 顯然瞅 着保長 ： r 受人支 尿， 什麽也 說不上 I j 可 
是在 同樣農 民出身 的保畏 面前 ，他 却也就 不肯具 低 首下心 .，乖 季的做 偭 『，保 丁』 丨 

有一天 我去保 長家裏 ，碰巧 鄕約 也來了 ，他 喝着 三分湎 ，面 孔轉成 古絹色 ，沒 有一 點笑 
赛 ，顔 f 滿肚子 的不高 典， 想藉今 天喝着 點酒發 作出來 。他們 錄 到本村 管理磨 坊的事 ，村 
乎翥面 有一愐 磨枋 ，是 大公家 的財產 ，私 家可以 租用 ，一天 縑付 1 升租米 。在 舊制裏 ，管理 
磨坊的 H 作完全 交給鄉 約， 可是新 制的保 長來了 ，他却 R 管 收租米 ，而 把管 鑰匙的 H 作交給 
»約 。 這就 是遇 有誰 來使 用磨坊 •，鄕 約 須得開 門關門 ，隨 時照料 ，而使 用完了 交來的 租米却 
送 _ 保長 的家裏 ，由保 長報銪 。這 一份 氣自然 使鄕約 受不住 。他藉 着三分 酒意 ，就在 這個機 
會 把一 肚子的 積像 迸發 出來 ，保長 間他的 磨坊鳝 匙 ，他就 撒開手 ，紅着 脖子， 死命的 叫道： 
r 我 不管！ j  r 這是你 的责任 ！ 』 保 長也提 高了嗓 子 。他 們吵 了起来 ，癱 約走了 ，可 是第二 
天 ，他 仍得# ^繪 匙去 两磨坊 的鎖❶ 

作爲 一捆 # 王 的使徒 ，舯 士出 身的約 正多少 還能 說出自 說的話 ，他 可以 算是 傅統 
權 力結構 裏 面的一 禰眞正 代表❶ 可是癱 約的制 度從地 方 «; 驅齣雜 _改1^ 個 人身份 ，镰 約從 
jMi 士裏面 貶出來 ，到 由農 民担任 的镛 形下 ，他 的龜位 B 代表 鶬 方 ， 而£ 方代 表的下 


n 、 #  士的随 從了 。今天 癱約的 地位已 經再 度貶質 ，他的 地位還 在保 長之下 ，遒就 表示傳 M 
的地方 & 治權 力 a 爲政 府權力 壓覼， 癉的運 《 名 _ 所代表 的槪念 ，民權 久已乎 沒有蹤 影了 I 
緬 懐着 八百多 年前呂 和叔翻 制鄉約 •的 情形 ，我們 不爲中 國民主 政治的 前途唏 嘘嗔 
息！ 名和 极若 猶有靆 ，他怎 槌想像 自己一 手培植 的約癤 鰣 成 現在醜 晒不堪 的樣 子！ 


紳權 的本質  * 靖 
一  分 割基潛 權 力的幾 種人物 

在一 般的鄕 村社區 中 ，在基 厣 權 力的運 用上 能角 扮演角 色的人 ，除了 我們以 後所說 的紳 
士之外 ，照例 還有下 述的一 批人物 ，這批 人物雄 然在 資際 上和 紳士 旣不易 分別， n 不可分 
離 ，但 依據中 國的傅 統樑 準來說 ，彼 此在理 論上是 有分別 的 而且應 該是不 相容的 。這 批人包 
括： 

一是暴 發戶型 的人物 ，在 暴發之 後有钱 有勢 ，對地 方事務 有干預 ，對 於某 層的權 力能操 
縱， 但是這 種人雖 然可以 權勢威 脅他人 ，都 不能 使人心 悅誠服 •，暴 癸之 戶多乏 u* 之心 ，自 
不 免增人 f 。 這 樣的人 是不能 隸屬於 紳士之 林的。 

二是利 用父兄 子弟或 戚趙的 地位權 勢而在 本鄕本 土炫耀 的人， 往往倚 恃人事 的關聯 ，干 
涉 地方公 私的事 務； 地方有 若干人 也往往 因必栗 而 逢 遇他們 人 事的期 W  , 企 H 解决糾 紛困難 
或 倚勢凌 人❶利 用父兄 子弟 或成谊 的屬 係而神 氣起 來的人 ，在中 釀 1 向視 爲當然 ，不過 旣是 
因他人 而富貨 ，他 們自己 也就無 霱具供 若干知 謙與能 力等 等條 件。 OR  一 方面 ，這棟 幸運豳 然 
引人 羡慕， 也足以 引人饑 評 ，大 致上 遂一型 的人物 和暴發 型者有 不可分 的關係 ，磔然 闐能從 


子 弟戚誼 那兒分 來權勢 的人， 其子弟 戚誼必 爲暴發 戶無疑 ，道樣 缺乏傅 統根基 的人物 ，在知 
時期中 ，其地 位是不 易爲 人承 路的。 

三是新 制度製 造的一 種人物 ，卽 是通遇 保甲 制度出 來的地 方 『行 政人員 J  C 由於 保甲制 
度 在理論 上是 和紳士 的利益 衢突的 ，在 實際上 又參入 一些黨 圃的 訓練， 對於作 爲一愐 正派的 
人物， 多半是 不好意 思直接 銮加的 ，因此 ，各 個地 方的紳 士旣要 繼績操 縱地方 的權力 ，自己 
又 不能實 際參加 保甲的 H 作 ，因此 紙好就 便指使 一批 無業遊 民或流 氓地 痞去接 受新制 度的指 
使， 而且也 紙有這 樣一批 人才能 做才 頸做。 

以上 這三 種人物 ，雖 然都分 別有所 倚仗， 雖然在 一定 的社區 裏對若 干事務 也有决 定的力 
量， 但在一 愐性 重傅統 的鄉 土社會 中 ，他 們却都 t 傅統 的根基 ，因此 可以 做象缠 ，做悪 
麇 ，自稱 爲一方 的紳衿 ，却華 霓不 是紳衿 。 

此外， 還有一 些在社 會階 梯的軌 道 上正企 》 向上孿 登或在 掙扎着 不肯沉 落的人 ，大 都沒 
有 什麽外 在權勢 可以 倚恃 ，多半 靠在地 方權要 之間的 周旋得 當與否 來决定 其地位 。其 中一種 
是好 事者流 ，熱心 有餘 ，而成 事不足 。這種 人大半 是缺乏 現代的 常識， 不通正 因爲缺 乏現代 
的常識 ，其 思想 意識便 往往 能代表 一般落 後 的鄕民 ，而一 知半解 的油 腔滑調 ，尤 足以 迷亂鄕 
愚聽其 指使， 和足以 两諛 權要。 每當地 方上癸 生事故 ，道種 人照例 是不惜 奔走呼 號 ，無 孔不 
入的到 處殷勤 。其 上焉者 是凡事 折中調 和不 求甚解 ，婚 奥喜庚 固然 少不了 他們， 買賣 產業做 
中 作價這 些必要 的形式 和手籲 也照例 少不了 德 們 ，道 種人就 從道些 H 作得 到點 暫時的 款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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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須報酬 ，幷 藉着這 一類的 H 作來提 高自己 的身價 。其下 焉者則 包攬詞 訟 ，武 斷鄕曲 ，到處 
桃擀 是非 ，增 多嫌恨 ，然 後就投 機取巧 從中 獲利。 這種人 物大半 是些比 較聰敏 能幹的 中農， 
在富 庶區域 裏往往 是些保 有大最 永佃權 的佃權 總管， 温飽無 憂之後 ，不甘 於陷於 『下 賤』， 
便 要竭力 向上爬 登 。雖然 在 實 際權力 上幷沒 有决定 的作用 ，但 如上 述却有 影響的 作用。 

還 有一種 人是大 戶人家 沒落 的子弟 ，中年 廢讀或 中小學 畢業， 嚴然長 衫階級 ，旣 不肯與 
農民 爲伍 ，又 不事家 人生產 ，便 紙好遊 手好閒 到處惹 事生非 。來 源容或 不白， 結果必 然是與 
前 者同流 合汚 ，終至 聲名狼 藉爲人 所不齒 。沒 落的 大家+ 弟 照例是 好吃懶 做把家 產蕩盡 ，然 
後毹好 利用祖 宗和姓 氏的招 牌招榣 擂驅， 幷藉着 一件娃 衫或一 套新式 的制服 ，在 外表 上的確 
不同於 普 通鄉民 ，遂 得鑽營 奔走， 在地方 事務上 希 阖染指 。唸過 幾句書 識幾個 字見過 一些世 
面， 就一方 面可以 嚇虓 鄕人， 一 方面可 以應付 官場 或和鄰 鄕交涉 。因此 ，他們 實際上 雖然是 
社 會的廢 物 ，也似 乎有些 用場了 。這 種遊 手好閒 的大家 子弟殽 容易和 流氓地 痞交好 ，幷且 也 
會很 快的變 成地痞 流氓， 種種不 名春 的事情 少不了 他們， 每逢年 節廟會 更是他 們得意 之秋， 
新制 度興起 之後， 眼看着 這批社 會的廢 物一個 個變成 地方的 官員了  。以 這樣的 人物行 『新 
政 J ， 新 政本身 的成敗 固勿論 矣， 然而在 舊的主 宰未去 ，又加 上一重 主宰者 ，老 百姓 可大遭 
其狭 了。 

此外 要提興 的是 若干保 產主 義者 ，這 些人多 半是富 農和小 地主， 家道小 康 的人參 預地方 
的事務 ，目 的乃 在借 此結識 他人以 保障 自己 的安全 ，所以 除了 應付環 境而外 ，不鞮 生積棰 的 


作用 。雜然 其中也 不乏人 想國謀 發展 薄入紳 士之林 ，不 通實厣 上的 作用還 是在以 進爲 退的保 
產而已 。目 的旣如 此之軍 純 ，祇要 能夠得 到安全 ，這 批富 農小地 主除了 盡 可 能把 希窗 寄託在 
下一代 人身上 ，自身 是非常 識 時務而 不大圖 進取的 。這 批人 大都兢 兢於原 有產 業的維 謐經 
營 ，在 公私事 務的 場合襄 是 盡貴避 免捲入 是非的 漩渦 ，在 許多 意見的 表示上 往 往是趨 於保守 
的方面 。保產 主義的 人雖不 敢積極 去佔 取別人 的便宜 ，無論 如何 自己總 不 能吃虧 。因 此他們 
也需 要紳士 的頭銜 ，因爲 這頭 街可以 給他 們一些 方便和 好處， 比如免 丁役省 檄攞 …… ，事實 
上保產 主產者 一方面 的確是 紳士的 候補人 ， 1 方面他 們自身 基於 利害的 關係也 往往能 產生出 
1 種代表 的人物 和各階 層抗衡 ，雖然 他們對 於作爲 一個紳 士的 許多條 件幷不 齊備 ，但 在地方 
上 基於俊 產和家 世也往 往能獲 i 干人的 信任。 

道以 上六 種類型 的人物 ，是我 們可以 在各 個地 方的基 層權力 活動的 結構中 隨時谜 得到 
的 ，在 有的 地方是 同時出 現的， fell 地方 也許紙 有某數 梱類型 ，這 些人在 各個瓧 區 中都似 
乎是以 紳士的 姿態在 熱心的 參預地 方的公 私事務 ，有 的且 因能參 預而沽 沾自喜 ，由於 他們的 
活 動和熱 心以 及種 種實際 的表現 ，對於 一個觀 察基層 權力 活動的 人也毎 每易於 造成 一種鍺 
覺 ，眞的 把他們 當成紳 士看待 ，而實 際上他 們幷不 是紳士 ，他們 在廣泛 的輿論 上得不 到承認 
和信服 ，因 此儘管 奔走呼 號異常 熱心， 儘管茌 事務上 不能缺 少他們 ，甚 至可以 蠻橫 把持一 
切， 然而在 眞 正紳士 的地方 ，畢 竟沒有 决定的 權力； 决定 社區之 內的事 務權力 ，是 操在 紳士 
的手裏 ，除 了強 大的暴 發戶 外如像 軍两時 代的軍 人政客 現代的 黨政 要人 - 其他類 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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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大 約相當 於紳 士的 幹部 ，* 能在鋅 士的 主宰下 去分獼 一些權 力 (至 於沒 有紳士 的地 方自然 
是 由他們 自主地 去分割 了❶) 所以 我們 說這 各愐 類型 的人麵 然在琿 諭 上和傅 統所 認爲的 正紳 
是不相 容的， 而在事 實上 則是不 可分的 ，沒 有幹 部紳 權就無 法施展 ，幹 部離開 紳權也 就失去 
保 _ ，所以 在以 下射 論究 竟是 那些人 才配稱 爲讲士 的時候 ，我 們雖不 免把紳 士理 想化了 ，甚 
至 還不免 裏招來 爲紳 權辨議 的嫌疑 ，但 是祗要 明白理 論上 和資際 上幷不 是一回 事情， 因此理 
論上 紳權麋 然依 據傅 析思想 及標 準而 顯得神 聖不 可侵犯 ，實除 上 的表現 則是利 用一種 傲妙的 
手法 ，在 1 種 轚 活的運 # 下，： *  士典粹 部互相 利用相 得益彰 。禅 力與 利益資 際上 是共 同分割 
的 ，而在 出了亂 子 的時候 ，紳 士照 例是不 會負担 责任， 而且多 半要以 儼 然超然 的姿態 發表意 
見的 ❹道卽 I 於微 妙靈 活的統 治術 的運用 ，也 是紳士 及其幹 部 實際關 係的一 種剖視 ，所以 
二 者的確 很難令 人分別 而且 土豪惠 Sr ® 變成衣 冠正紳 ，也紙 是時 間間題 ，不遇 在同一 時列內 
二者是 有一愐 分別的 ，幹 部之嫌 在進行 剝削— 人 民時是 以無 賴敲 搾的 姿態出 現而不 擇手段 
的；： 一士姻 是裹 顧全 面子裏 講究 手段的 ，他們 是如 下節所 述是 依仗傳 統基礎 去進行 一 種經常 
的 不覺察 的剝削 •紳士 與其幹 部之 有分剁 者歎 在道毫 厘之閼 ，而紳 士之易 於招致 直接 的攻擊 
者 ，也 在乎此 。 

二 紳士所 必須具 備的條 件 

什麽 樣的 人 才 «f 辙紳 士呢？ 德鵃 的涵 # 是彝常 確 定的 •• 『士 大夫 居癉者 爲麟 J  • » « « 


是縉紳 ，是専 播那 些有官 職科 f 名居 癱而能 得到癱 里敬重 的人士 ，道 個回答 可以 說是辨 士 
最 好的定 * , 在合 乎這惘 定# 的躭 是紳士 ，否則 便是惡 «! 、， 是土象 •是 地痞 r 是劣紳 、是紳 
士的 幹部。 在今天 鶄如荽 把道樨 定義依 輋 各地實 際的佾 現來 詳細 加以解 驊 一番的 荦 ，可以 把 
它 分成下 列幾黠 ： 

第 1 、 作爲 紳士的 人在家 世方面 必 得有一 檷光 榮的邊 去， i 人录 伸羨慕 ，消 極要淸 
白 夜有惡 名惡跡 ，積極 的要有 優越 於別久 的地方 。功名 富貴， 都是被 作爲品 評的根 據 C 

第二、 還要潸 其人 及其父 祖或其 家族獬 煽方 的貢獻 ，貢獻 且必瑣 是具體 的事實 而非空 
言 ，紳 士的貴 任不但 要維持 一地的 風、 習 和秩序 ，還 要負 責推 動地方 的公益 事業和 建設， 貢獻 
愈 多其聲 望就纛 大 ，畢凡 修檐捕 路 、辦 教育 、典 實業 、辦慈 善救濟 、主 持節令 廟會， 與夫維 
持治安 ，都 有賴 於紳士 主持。 

第三 ，典 型的紳 士一定 是居鏽 的士 大夫， 是有功 名 科第的 退休林 泉的 官員 ，功 名愈 高， 
官職纛 大， 其作爲 紳士的 地位也 愈高 ，影 響也纛 大 。紳士 之所以 重要者 就在曾 有功名 官職， 
他 之所以 輿皇 權不 可分者 ，就 在曾有 這種關 _ 。這 襄紳士 首先與 一般老 百姓不 同的地 方是他 
有知識 ，然 後有功 名官職 ，知 識與 功名官 職不僅 是與一 般老百 姓最易 識別的 一 種分野 ，而且 
一個 人可以 因 道些關 係擴大 生活的 廣度， 在人事 上可以 .通 遇同年 同學同 僚種種 關係比 普通人 
增 加较多 交往結 $ 人的 檐會， 因而不 單在本 癤可以 樹立起 權勢 ，在本 鄕之外 也可得 到關係 
成 _ 的支持 ，和官 府的承 II 典看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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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毎 一位紳 士照例 有一份 豐厚 的財產 ，紳士 與地 主往往 不可分 ，佔有 土地愈 多其爲 
紳 士也愈 大 ，雖然 所有的 地主不 一定都 是紳士 ，不過 紳士則 一定是 地主， 幷且是 大地主 。財 
產愈豊 厚 ，生活 自然舒 適問 暇也就 愈多 ，地 主紳士 的生活 除了享 受豪# 之外 (這 是相 對着普 
通農民 而言的 )， 1 方 面要培 謐紗 養下 一代 的子弟 ， 一 方 面自己 必要參 加地方 的活動 ，在這 
個兼併 吃人 的世 界消極 退讓往 往無以 自保 ，有了 豐富財 產的人 不僅要 保譲旣 得的利 益 ，還要 
增加新 的 利益。 

第五 、紳 士必領 有地 方人民 的擁戴 ，作爲 紳士的 人也必 能得到 相當多 數的擁 戴， 這因爲 
某於財 產 和家世 兩項 ，毎一 紳士總 可以 得到 一定基 本的羣 衆玄持 。基 於財產 ，可以 得 到佃戶 
及 佃戶的 家屬 戚誼的 聽從. ，基於 家世 ，可以 得 到本族 人 口 的推崇 ，所以 紳 士的家 世不僙 要有 
光榮 的過去 和將來 ，最好 還要是 隸屬於 一方的 大族。 

第六 、敬老 尊長 是中阈 傳統社 會裏的 一個很 m 要 的原則 ，雖然 單純的 憑年老 幷不足 以锊 
到奪敬 。但 年紀 倘如能 配合上 其他的 條件， 不僅尊 敬隨 之而來 ，而 且多半 被稱頌 爲年离 德劭 
了。 試計算 一下合 乎標準 的紳士 ，從 學而優 則仕 ，由仕 而退休 ，依 照一般 的情况 來 說年紀 大 
約 該到五 十 左右了 。這樣 的 年紀不 算太老 還可以 親自行 動， 也不算 太小福 氣好的 早已兒 孫滿 
堂了 ，有了 這様 的年耜 ，經 驗與資 歴才 可能有 效的累 積起來 ，辦 起事來 也比較 方便。 

第七 、當以 上的 條件齊 備之後 ，就 可以建 立起一 棟威望 和崇高 的地位 ，受 人尊敬 被人信 
服， 更可以 藉此招 致官府 的倚重 ，或 用以挾 持和對 抗官府 ，道種 威望和 地位# 卽紳 ±最 鮮明 


的標幟 。 

根據以 上 的陳述 ，可以 充分 見出這 種威望 和地 位的建 立 絕非一 蹴可就 ，不 僅要具 備當前 
的條件  >  還 必領 從時 m 上去爭 取傳統 的承認 。因此 ，要去 / 解紳士 的究竟 ，一 方面阁 然要看 
表而 h. 他 U. 否几 有上述 的威望 和地位 ，尤應 分析他 是否具 有建立 威望地 位的各 個條件 ，這些 
條件 A; 我們屙 來 (除 f M 外 一些機 會的因 素 之外) 是 不能缺 少任何 一個的 。比 如僅僅 具有錢 
勢的滅 餞戶， 祇能使 人畏 懼而 不能使 人信服 ，這 因爲 一個 道地的 紳士不 僅 要有財 富 和權勢 ， 
還要： .； , 權勢財 富能有 歷史和 傳 統的女 持 、(應 該聲明 的 是這僅 是時間 的問題 ，事 實上在 中國 
的粜桢 I; 開始 的時候 有 幾人是 以忠焯 得來 呢？) 花鄕土 社曾中 ，如大 家所 深知的 ，歷 史和傳 
統對於 許多喂 情都可 以 發生拘 束和限 制 的作用 。自 然也是 同樣的 ，僅僅 憑倚歷 史和傳 統的支 
持而失 K rM 富和 權勢 ，那是 些大 家沒落 的子弟 ，是 更不 足道了  C 而紳 士之所 以在中 阈社會 
蘊含石 H U 的力设 者 ，就 因爲 他有權 勢財富 ，還有 根深蒂 固的傳 統予以 支持 ，紳士 花某 層社 
區 裏之所 以利害 者 ，就 因爲 他不 僅能使 人畏懼 ，還 能使 人信服 。追究 那所謂 的傳統 ，實 卽遵 
循 正統的 U 想， 把握住 中國社 貧價値 和道德 的標準 ，製 造出一 套主權 分歧的 意識型 態 ，從長 
時 y 中 jj 各械 方式 滾入各 個階餍 的人心 ，從而 維持着 一個 當然的 秩序， 上對阈 家皇室 盡忠， 
卜能犮 率一方 蓽偭， 這就是 1 個 道地的 紳士 ，也是 1 個迸地 的紳 士的基 本責任 。道種 紳士必 
然 U. J: 木 炎保 持社區 的穩定 ，要盡 M 減 少階層 的流動 ，要設 法阻止 和塍抑 任何紳 士的代 
興； 對於 整個 局勢也 必然是 要維護 傳統 僧厭 革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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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紳權 的本質 

具備了 上節 所述的 條件而 成爲一 愐道 地的紳 士之後 ，就可 以锝劳 瓧诨 之內各 階層 的敬 
重 ，也 一定會 爲官府 所倚托 。因其 能受人 敬重故 得支齒 地方上 的事務 ，因 其能 得官府 的倚托 
乃得 有外力 支持以 臨駕 他人 。權 刀一旦 建立， 運用倘 如得當 ，就 不僅 成爲秕 區 之內各 種事件 
决定的 \ 物 ，也 變成社 區代 表可以 與官府 周旋， 於必要 時通能 有所挾 持抗衡 。紳 權之 所以微 
妙而不 易確 定其性 質者， 就因爲 他具有 决定和 周旋抗 衡這兩 種不同 的運用 的姿態 。當 其對社 
區 之內决 定一切 的時候 ，他 是一方 的領主 ，可以 主宰 鄕民的 _鯧。 當其 向官府 周旋抗 衡時似 
蜃然 爲地力 爲人民 爭權利 謀幸驩 ，因 此我們 極易把 紳 士當成 中間人 物看待 ，比 如在三 徴政策 
的奇 重負担 之下， 我們也 可能經 常聽 見谷 地省縣 參議會 諸公不 斷提出 申訴以 至 於抗議 ，要求 
減 低三镦 的負担 ◦名 義上都 是爲了 『以 蘇民困 J ， 固然三 微輿的 取消了 人民的 生活當 然可以 
改善 很多， 不通實 際上三 微政 策也同 樣不利 於紳士 地主階 餍 。徴 實微醻 固然使 人民無 隔宿之 
糧 ，也 要削狨 紳士們 的收入 ，徵 兵如 果太多 ，雖 然镦 兵永 遠不會 徼到紳 士家裏 ，但壯 丁外沬 
勢必 要影缠 社區 之內 的人 H 和生產 ，這 些都 和紳士 們的 财産生 活有密 切的鼷 聯 ，在可 能時自 
然赛 表示 不满。 

在遇 去皇權 統治之 下 ，_ 士們 的些 微抗 畿往往 是可以 得到滿 意的 答覆的 (往 往甚 至可以 
趕 走地方 首長) ◦但是 新的皇 福旣早 從保甲 制度中 埋 伏下锨 底集福 的種手 ，卽 在遇渡 時两也 


削 » 了紳士 們不少 的權力 ，在 當前戡 fIL 期中 更迫於 霱要 皇權更 深入了 基層， 在豪門 勢蹙 的時 
候 ，地卞  •紳士 的利益 a 經 不是皇 權主要 的更不 是像從 前是唯 一的基 礎了  。道 樣抗饑 儘管抗 
廉 ，效果 則是很 少的。 爲了不 r 損害 j 自己 的利益 ，作爲 地主紳 士的人 必然要 損失轉 嫁鸾佃 
戶和鄕 民 的負扭 ，從 而不擇 手段的 加強剝 削了 。逍 種行 爲不僅 違背了 紳士們 所篤 信的正 統思 
想中 庸之道 ，而 自毀其 威望 和信黌 ，也 一定裏 因道 種行爲 加速農 民的憤 恨 和反抗 ，事情 一互 
演變 到如此 田地， 紳士們 所一貫 強求的 『赴 會安定 』 固不 可得， 而且對 於這種 後果的 造成也 
許不是 始作俑 者但 也首當 其街了 —— 當民 權從基 屠社 區抬頭 的時候 ，第 一防 線的歎 人躭 是地 
主紳士  C 至此， 紳士們 所做的 就不止 是損 失的轉 嫁 ，而 是完全 站在费 立的地 位了 ，羝 有在暹 
種關 頭紳 權的面 目才表 現得最 爲淸楚 。而 在一 般的情 形之下 ，紳 權可以 左圖表 示之： 

« 頭表 示權力 的行使 和主從 
的閾係 ，當 政府權 力直 接施 餚人 
民身上 ，紳 士是 保持中 間姿 II 
的； 當政府 權力 施諸紳 士 身上， 
紳士是 抗衡政 府的； 當他 們自己 
將權 力施譜 或代政 府將權 力施嫌 
人民時 ，紳 士是和 人民费 立的； 一旦民 權論 大時 ，他們 是和政 府皇權 一致的 。他們 的利 益是 
和皇 權共休 成而權 力也是 相梅不 可分的 ，至於 相掩部 分的大 小則 親時代 而轉 移的 ，在 今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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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 b 圖铰小 ，但 !: 過去吋 以很大 ，有 時且曾 一度混 同。 

對於褙 侗權 力結構 來說， 如果以 縣以 下爲界 限的話 ，皇權 與紳權 一 向是分 工 合作的 。分 ■ 
r 的力式 相當於 稅制 中的承 包制， 紳士在 往昔 似乎— 整個權 力結構 中基 層地 方上的 | 愐承 
包代理 老或 是受委 託的 代理者 ，負 賫辦理 政府與 人民之 間的義 務履行 的事蒱 ，酌最 各地情 形 
撥訂 一個 負扭的 標準 ，紳 士卽負 責經手 交納， 政府在 經 常的淸 形 下照例 不得另 加干涉 或多所 
勒索， 這 種方式 J: 田賦 徭役上 也 許還不 大明白 ，那 北伐以 前 的厘金 制度就 很淸 楚了， 許多地 
方的厘 金關卡 多半是 紳士主 持而由 其幹部 奔走的 。他 們和 政府最 易引起 爭執的 地方 就在盈 虧 
之間 ，當 年歲豐 收或税 收旺 盛遠超 過了原 定應交 的數額 ，政 府必栗 設法 另立名 目的 
些； 當年 歲歉荒 或税 收不旺 獲利 有限以 致於 要賠本 的話， 紳士們 自然要 向政府 請求減 少定 
額 、無論 是那 一方： 曲 向 那一方 面要求 ，總 得费 些口 舌波折 ，結果 如何， 等於是 對紳士 力量的 
一 種考驗 ，如 果紳士 能相 互團結 或者能 倚恃較 地方政 府更大 的官員 ，多 半可以 勝利。 倘如地 
方官長 堅持則 往往採 取控吿 的手段 ，予 縣長以 餐吿甚 至迫其 去職 。但 近年以 來情形 稍有改 
變 ，各地 紳士的 潛勢 力雖仍 然很大 ，不過 在 新的政 櫬迫 使之下 ，承包 瓣制的 方式已 很難繼 
續 ，作 紳士和 新制度 相互利 用的遇 程中 ，爲 了使政 令輿資 情不相 抵觸， 又採取 了一種 折中的 
分割制 ，如倮 各 縣的財 務委員 會一樣 ，對於 地方財 產及一 部分税 收紳士 任保管 ，縣 長司出 
納 。這樣 ，遇 去是分 H , 現 在則是 合作了 。 方式難 先後稍 有不同 ，本* 則完 全一樣 。 


紳權 的替繼  *  « 

由费 孝通 先生的 「餮 軌政治 J 所引 起的 討論 ，不久 箇曾 極其熟 《。 其中鼷 於神權 的部 
分 ，更 引起通 論戰， 大致上 一種意 見是認 爲紳售 完全 要不得 ， 1 種意 見期 # 爲在缺 乏 民權的 
中國 ，紳權 在地方 自治上 多少有 1 點功用 。本 A 的目的 不在討 鎗道些 ，紙在 指出一 價事 實 ， 
不管 我們怎 樣去估 價或希 望紳權 怎樣 ，而 紳權是 在日渐 衰微了 。這 在我 權抬頭 的地方 紳權固 
必 然要趙 於消滅 ，卽 在民權 依然瞬 弱的地 方由於 $ 集權 加強的 外在因 索和紳 權繼替 常軌中 
斷 的內在 因素# 重影響 下 ，也 不得不 宣吿沒 落了。 W 於前 者藿 先生曾 詳論之 ，此 文僅 歎後者 
稍敍愚 見。 

一  繼替 的常軌 

農業瓧 會階 靨抹 動的 艱難 ，琯 成了赴 區的锤 定 ，在穩 定的瓧 匾中 ，一切 依照旣 存的傅 統 
秩序 生活 ，很 少有什 麽提動 ，在 一般的 地方控 制傅 疏和秩 序的人 始終不 出各該 地方現 存紳士 
族姓 的範圍 ，在正 常情形 之下， 大都數 限相 承直 到今天 通看不 出有什 麽變動 的跡象 。作爲 紳 
4: 的 人除了 縫粹 依據家 人戚族 權势 者外， 大都是 在外面 做通一 些時候 的事情 ，約 莫在 不惑或 
知命 之年回 到家鄉 ，收 拾田國 結束窗 遊 ，承 担起他 們父祖 們劁 逭的或 世襲的 遺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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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上推去 ，他 們的父 祖 也大都 是在相 近的年 齡自外 歸鄕 ，或 者把在 外經營 的收獲 帶到故 
鄕作擴 大産業 的資本 ，或 者利 用在外 的聲 春官位 維持旣 得的利 益-在 這一定 的地區 之 內充分 
地 發揮他 們剩餘 的生命 的效用 ，一直 至於衰 老死亡 ，而 在正常 的狀呪 之下 ，當 他們衰 老死亡 
之時必 然有子 孫繼承 其地位 ，使 家族 之光不 致隨己 身之逝 而泯滅 。基於 這個不 可免的 生命的 
循環， 便必然 要自覺 的或不 自 覺的確 定 一個軌 道來 完成兩 代之間 的繼替 ，這 悃軌道 如何安 
排， 我們從 一般鄕 間旣存 的事實 中可以 得 到如下 的啓示 

(一) 按照一 般紳士 們過去 的家規 ，家 裏都經 常請？ P 東席 ，六七 歲左右 的孩子 就開始 發 
蒙， 從三字 經讀到 四書五 經都已 熟悉 ，應 付考試 的格式 文章也 已熟練 •大 約已快 近弱冠 。就 
在十 六歲到 二十歲 之間都 得結婚 ，然 後去 功名場 中競赛 ，勝利 的自然 是按步 就班的 靑雲直 
上 ，失敗 的也多 半要在 外面 奔走若 干時候 。在 遇去 讀書的 人不多 ，考試 的制度 對應試 者似留 
有一 個巧合 的比例 ，雖 然是 一種淘 汰 的形式 但由於 人數有 節制規 規矩矩 唸書的 今年不 取明年 
或 後年總 可考取 ，道一 屆不取 下届 或再 下届耱 有 機會考 取❶自 然愈向 上的 考試時 間距勝 愈長 
名額限 制愈嚴 考取也 就愈雞 ，不通 普通 紙要 能考邊 秀才在 家鄉也 躭夠 有面子 ，如果 他不能 
取 得更高 的功名 ，他 也得到 外面去 做點 事情， 作幕僚 ，作 有地位 的人家 的東席 ，盡可 能地去 
得個一 官半職 ，轉眸 之 間大約 就 該到不 惑或知 命之年 ，在 這個年 紀除非 已做了 大官不 便立時 
退休外 ，通 常都得 迅速 返家 ，因爲 這時候 應該是 他們下 輩開始 出頭向 上考升 的時候 ，也 是他 
們上辈 快近衰 老死亡 的時候 ❻他們 的歸來 一方面 是逐渐 接 替上代 人的地 位和聲 春 ， 建 立自己 


的地 位和萼 春 幷 從上代 A 的指 示中去 熟悉 社區 的傖现 ❶另一 方面是 指引下 輩人上 進的機 
宜 ，假定 道種情 况是 全國性 的話， 他們的 引退正 是對於 職業機 會均等 有效的 * 行 ，自 己回家 
保產讅 另一代 的^# 爬 升的檐 會 。籩就 是一 條軌道 ，所识 一般 癤明 的紳士 都是在 四十多 歲的 
時 候就仿 效他們 的父祖 一齊回 到故鄉 ，繼承 先業❶ 

(二) 計算一 下三代 的成長 ，必箫 有六七 十年的 時間才 能有效 的配合 ，不 能作這 種長時 
間的有 效配合 的人家 ，他們 的結 果是沒 落破敗 。不 能作這 種有效 配合的 大約有 三種情 形： 
1 •上 一代人 早死， 自己的 功名地 位皆未 確定 ，向 外發 展吧 ，家 鄉無人 照靥； 留在 家鄉吧 ，自 
己的威 望不夠 ，社 區情 形不熟 ，在赴 區人心 中聲 勢實 不免降 落。 2 •自 己突然 夭逝 ，使 老少爾 
代 來不及 銜接 ，當 上一代 A 1 旦逝去 ，孤 兒寡嫌 正是娜 里欺 凌的對 象， 嫌管以 後 下代可 以鏺 
扎起 來旣得 的權 勢則必 須中落 0  3 •自 己和 上代人 a 做 到有效 的配合 ，却缺 少下一 ‘代的 接替。 
前 兩種情 形除了 挣扎 和補救 而外 惟訴 諸天命 ，後一 種情 形則 必然要 造成檨 勢以 致香 烟的中 
斷 。 因此慵 形最 爲嚴 重也 躭最霱 要 作有效 的補救 和防治 。補 救和防 治之道 If 婚鼓鋤 生 
育 ， 一 是 i 通繼❼ 然而補 救和 防治的 結果， 固然有 的時候 可以繼 績香烟 和權勢 ，但 体隨着 
而來的 却是另 一 些不幸 的後果 •我們 曾經 說通赴 胚中階 層的流 動艱難 ，上 升固不 易， 下降的 
佾形 也少有 。所 眘的下 降的人 _ 了有 因子弟 堕落破 敗者外 ，主 要的則 是上述 的兩愐 赓因， 
第一— 命成長 的常軌 失去有 效的配 合 ，第二 是 由於鼓 111 生育造 成人口 的遇剰 ，納 妾通粗 藝 
脱 家族之 內的許 多糾粉 ，糾粉 固足 以削 滅自 己的聲 春地位 ，人 口的遇 剰尤 爲衰落 的要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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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習償上 都餸爲 世家不 通三 代或五 代多半 衰微 ，而 典人 事滄桑 之威慨 ，其實 這 其中實 
有必 然的原 因存在 。正如 農夫希 窠增 加勞 力而願 意增殖 人口 ， 一 旦人 P 增加生 産品幷 不增加 
遂更 渝於貧 困一樣 。紳 士之家 爲了繼 # 有 人杳烟 茂痤 而鼓 » 生育， 生育旣 多， i 有限 ，在 
中阈 弟兄：  牛均 雄承遑 產的 原則 之下， M 代 之後子 孫漸繁 ，廉來 萬貧 之家幾 經分割 ，各別 析# 
自然越 分越少 ，擁 有之 家産念 少也就 是表示 其權勢 愈小 ，道因 爲在構 成紳 士的 若干 必備的 條 
件之中 財產是 最基本 而先决 的條件 。許 多富紳 巨室是 這樣分 散的 ，至於 嫌中另 一些寒 微的小 
地 主也郡 由於 上述各 個原因 所造成 。(這 都是就 正常 的情况 而言， 至於人 事的變 幻天炎 的 讓 
擊 和兵蹋 匪驕 等意 外因素 更無庸 赘 述了) 

這 就是紳 士繼替 之常軌 ，和 幾種破 敗沒落 的可能 情形， 這些情 形和常 軌很 久以 來一* 審 
在於社 區之中 ，循 環演遞 。但時 代變嫿 ，西 洋文化 的急遑 輸入 ，已 促使中 國社 會不能 不有所 
改變 ，在 中國社 會 改變的 遇程中 關於紳 士的破 敗沒落 原因雖 然通在 ，那繼 替的常 軌却驀 生 1 
阻障 ，不 能再如 往昔作 有效的 配合， 因此花 紳士 的自身 康生了  一種無 以爲粗 的苦衷 ，其 #果 
對於 侗別 的紳士 來說在 才 能的選 擇上 有了顧 著的洚 低 ，對於 整檷除屠来說配合上近代豪門集 
權 的強勢 乃更加 速了衰 微的命 運。 

究竟 中國 有了什 麽改變 影響 了紳士 的繼 替呢？ 道是我 們在下 節中 所裏射 論的。 

二城鄉 關係 的脫節 


在近 代顯著 的社 會變邋 尙未明 朗之前 ，傅 統爲紳 士世家 的子弟 安雖好 了穩固 的道路 ，囊 
要 不自暴 棄 按步就 班 的走去 ，就 一定 可以 長期保 持旣# 的權勢 ，學 而後 則仕 固然可 以 立於磨 
堂之上 ，學而 不礙 仍舊 可以囘 到故鄕 控制基 M 的權力 ，二 者巧 妙的運 用使 中央 和地方 郡能受 
同一 階層的 支配。 自從千 年不變 的科舉 制度被 正式廢 除之後 ，新的 制度自 西方搬 來， 學校教 
育代替 了科 锻教育 。維 然這個 改變幷 沒有 妨害旣 得階層 的優勢 ，但 這個 改變却 有了 如下重 裏 
的表 現是： 

( 1 ) 把從前 分散在 城 鄕村鎭 的教 學方式 改變成 集中於 城市 ，特別 是集中 於大禰 會的學 

校。 

( 二)  把 過去的 八股經 義一類 的教學 科目改 受爲近 代學校 中的許 多社 會科 ♦ 及自 然科學 
的 學程。 

(三 )  這些新 的學程 都是近 代西洋 H 業社會 的產物 ，却 被移植 在仍然 停留在 農 業 (而且 
是 落後的 農業) 和手 H 業生產 的中國 ，在 缺乏 有計黼 的全集 改 造適廉 之前 ，無 疑地要 和中國 
實際 的情形 脫節。 

!: ‘改變 之初一 切都不 顯著， 這些情 形的嚴 重性自 不易爲 人重視 ，昔 年把持 着科畢 階梯的 
階層， 儘管仍 不免對 舊制度 有依戀 ，却 也很炔 的轉 向於新 制度的 佔有， 因此一 批批紳 士世家 
的 子弟遂 紛紛進 入新式 學校。 學校是 近代僅 有的傅 授知識 的機關 ，紙有 有能力 進得起 學校的 
人 才能得 到知謚 ，學 校和昔 年分散 教育 方式比 較起來 ，似乎 更有利 於紳士 道一階 層。 因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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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旣 非任 何人都 可設立 ，進學 校的 限制 也就 很多 ，特 坍是 在學校 制度初 劁之時 ，學 校數 目太 
少 ，想進 皋校 資非易 事 。物以 稀爲貴 ，最先 取得學 校資格 的人自 然可以 優 先得到 許多 權利， 
就在這 種情 形之下 ，舊 日的 紳士播 層遂大 多得以 維持和 撕展 原有的 權勢 地位 。不遇 時問愈 珣 
後推移 ，前畢 的改變 也就愈 益明朗 而顯著 ，浸假 而至發 生一稽 有趣 的矛盾 1 原來 所以利 於 
胂士階 層者務 於成爲 腐触 紳士階 層的重 要原 因之一 。試 簡單 地加以 說明： 

第 一 ，« 市輿鄕 村自 然一向 联 有差典 ，但 在早年 無諭城 癤眛 都是建 立在農 業和 手工業 生 
產的基 礎之上 ，所以 僅有的 一些差 異也 紙限 於程度 。近代 赴 會變 遢之後 ，通都 大邑完 全接受 
了 西洋文 明的洗 蕹， H 業設施 西方習 俗日渐 傅入 ，影 響所及 遂使璩 揶之間 由程度 之差變 爲性 
質 的不同 ，(從 而造成 了近幾 十 年來城 鄕 的脫節 和對立 的惡威 ，進一 步的更 變成仇 恨和鬥 爭 
了) 。學 校特別 是高等 學校眛 大多設 立於通 都大邑 ，乃 使分 散於各 地的求 學靑 年逐渐 集中於 
少數 都會。 都市與 農村的 習俗不 盡相同 ，在長 期的教 育通 程中必 要受到 都市習 俗的熏 染終至 
不能與 農村的 習俗諧 調； 畸 形發展 的近代 都市其 物質設 備又 特別富 於誇惑 ，比起 農村 中的簡 
» 單調自 然使人 留鳒 都市， 而不肯 回到農 村 ，這 不僅紳 士的子 弟如此 ，速那 些 辛苦挣 起來的 
II 家子 弟一旦 走進新 式教育 的領域 ，也往 往要盡 f 在都 市不 願回癤 •进 在開始 固無 妨於紳 
士 之權勢 ，久 之則不 免要被 壤 紳士雄 替常軟 的有效 配合。 

第二 ，遇去 教學的 主要內 容如詩 害五經 八股帖 式等 等全 釀 1 # ， 幷無 什麽域 痗的 分別， 
道 些科目 _ 和農業 生產沒 有什麽 直接的 S 係 ，但 是分散 於备锢 地方 ，因此 單從 教學內 容上不 


足以 造成城 癟地 域上的 脫節 ，所學 的都是 爲了鏖 付考拭 ，無 諭考 取與否 ，落 葉鼸根 ，他 終必 
回 到他原 來出身 的地方 ，在當 時不僅 是應當 如此的 ，也是 事實上 可能的 。學校 制度代 典後， 
都市 生活 旣逭成 了上述 的現象 ，教學 內容的 改_ 又造 成了男 一個 事實上 的困難 。那 就是中 國 
社會 實際 的情况 還停 留在 農業生 產的階 段上 ，而學 校裏 所灌囔 的大部 分都是 適應 H 業 文明的 
觀念 意識 和技術 少一锢 自 農村進 入都市 的靑年 經海 這種 長期的 教育自 覺的或 不自覺 的都會 
受 到很深 的影響 C 這種教 育和影 響對於 中國現 代化的 H 作自 然是 必霱的 ，不遇 由於缺 乏全轚 
的計劃 ，教 宥雖 然趕上 了時代 ，刿 的部 ra 却 依然落 後。 教育固 然可以 發 生一些 啓蒙領 導的作 
用 ，而大 部分的 時候終 不得不 受其他 部門的 拖累或 停滯不 進或和 其他部 門脫節 。無論 如何這 
種教育 的 所得除 了能在 都市中 箱有 所用外 ，在 少數都 市以 外的地 方是無 法施 展其 本領的 。這 
種 情形更 隨費教 宥程度 而顯著 ，教育 程度念 高的愈 集中於 大都市 ，再等 差的分 散於 省城縣 城 
和嫫集 。這種 人才分 佈不平 均的現 象將造 成多少 不良的 後果此 地不想 多加射 論 ，但道 種不平 
均 的現象 却促使 紳士繼 替的常 軌發生 阻障。 在現狀 下紙有 紳士以 上的階 屠有能 力培譙 子女享 
受 新式的 及高等 的教有 ，紳 士們的 子弟旣 一批 批的送 了出去 ，却 很少能 夠回來 ，道花 及身之 
年尙 不致威 到不便 ，男 了要 衰老死 亡的時 候就 會戚男 原來 所引 爲眩 肇 者 B 成爲 繼替中 斷的主 
要鼠 因。 

第三 ，學 面優姻 仕的心 理鳝 至今日 仍深 印中！ ■人心 ，這 自然 是因爲 做官有 特殊 的好 處而 
锺種 好處 現今依 然存在 才使人 産生這 種心理 •學 而礙則 仕的疋 途在遢 去 由科# 考軾 作有計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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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 ，雖 然時 間久了 也逐漸 有了官 吏候補 者過剰 的現象 ，但 嚴重的 程度旣 不如今 日之顯 
著 ，而 H: 還有生 命自然 的調節 去配合 紳士繼 替的常 軌 ，所以 得意 的人都 擠於廟 堂之上 ，不得 
意的或 退休 的人則 S 到出 生的地 方。 近代的 新式學 校旣是 H 業文明 的產物 ，作風 自 然符合 H 
業社會 的要求 ，對於 知識 伢子的 訓練是 大規模 的生產 ，官吏 候補者 大本 增加 ，而職 業的機 會 
反而 相對的 減少 ，過 剩的現 象旣 然嚴重 ，競爭 的情呪 也 就激烈 。因爲 職業的 機會多 限於都 
市 ，便 更要集 中在 都市 才有取 得 職業的 可能。 

第四 ，旣 某於以 上的原 因不肯 回到鄕 間去， 他們和 鄕間的 距離也 就愈遠 愈顯 得生疏 ，對 
於鄕問 的情况 也就 愈不 熟悉 ，而在 形式上 表現出 兩種不 同的牛 ： 活方式 ，極 不易於 諧調 。一旦 
當他們 在都 市裏 一再碰 壁而興 歸去之 念 ，立刻 會發現 另一個 壁壘也 A: 阻 檔着他 們歸去 一 ^第 
一他們 不能適 應鄕村 的生活 ，第二 他們不 能適應 鄕村社 區中 人事的 環境 ，第三 ，當大 家都擠 
向都市 的時候 ，從都 市裏返 避出來 不免意 味着一 種失敗 被淘汰 的遺遇 ，他在 鄕 裏人士 的心目 
中暗地 或半公 開的要 感到自 尊心 的損害 。第四 ，多年 教育的 結果使 一個 人的內 容和形 式都有 
些改變 ，從都 市裏帶 回的 生活罟 償间 然和家 鄕人杆 格不入 ，從新 式教育 中所吸 取的知 識思想 
意識， 更要和 傳統發 生衝突 。兩代 之間對 於許多 問題都 有分歧 ，而自 身又充 ，滿許 多矛盾 ，這 
原是社 會變 遷中必 然要發 生的時 代悲劇 ，伹 是如 果他不 能自己 去接受 傳統的 ，約 束便祇 有再轉 
到都市 。於 是原來 是不肯 囘 去的 又弄得 不能回 去了。 

第五 ，就 事諭事 ，在 中阈某 層社區 中民 權的力 量非常 脆弱， 把握或 治理基 餍赴區 的人一 


向有顋 於紳 士階層 ，紳 士的雄 替常軌 旣發生 了阻陣 ，紳 士的 本身就 不免要 有些 變化 ，原來 應 
該 繼承紳 士地位 的人都 紛紛離 去 ，結 果便觝 好聽® 竽 者充數 ，紳士 的人選 品 質自必 隨之降 
低 ，昔 日的神 聖威望 乃日渐 動搖 。正紳 大都年 邁力衰 ，繼 替無人 ，瓧 區大 小事務 無法躬 親指. 
示 ，宵小 遂趁機 操縱 ，開 始還顧 全一些 面子對 正紳多 少有點 f  3  ,  1 日一 有更高 的權力 爲之庇 
護 ，便爲 所欲爲 橫行鄕 里魚肉 人民了 。橫 行魚 肉的 結果必 然引致 農村的 不安， 一方面 更加強 
了 受新式 教育不 能回不 肯回的 因素， 一方面 是基餍 行政 更毎呪 愈下 ，在 新的理 想的社 會未建 
立之前 ，比 起遇 去紳 治的情 形也相 去很遠 了 。所以 我們 說道 種_ 常軌 的中斷 ，是紳 士樓層 
式微 的重要 的內在 原因。 

這些情 形都 是可以 在各 個癰間 淸淸楚 楚見出 的 ，« 以湖北 的一 愐鄕 區爲例 ，中 年以 上的 
人曾經 進* 大 學的幷 不太多 ，他 們大都 已在社 會 b 稍有地 位正在 i 年都 巳在都 市裏立 下了事 
業 的基礎 ，最顳 著的例 子如像 某 著名地 質學家 ，不僅 多年沒 有歸去 ，根 本遺 忘了自 己的故 
鄕 ，速 母親的 垂危都 不足以 使他 典一點 歸念 ，道 是在親 朋中最 威爲 遺慽 的事情 。還有 一位留 
德的 H 程師 ，久 經風 霜之後 ，想 回去躱 避休息 藉此爲 地方典 辨一點 事業， 但跟着 治安的 混亂 
也無 法久 居了。 年靑的 一代巳 經在大 學畢業 的有十 五六俏 ，直 到三 十五年 爲止還 不曾 有一檷 
人回去 ，俏 然回去 的也多 是利用 假期 當作遊 蜃休養 的性質 ，實 在想爲 地方脤 務的 固然沒 有， 
地 方上需 要他們 也留不 住他們 。三 十五年 夏末秧 初 ，紳 士們利 用地方 上的公 產 廟產劁 辨了  .一 
所 4 學， 仗着紳 士們 的人 事顧# ，荸校 很快 的就 受政府 批歌 立案， n 龜 f 的學 生頃_ 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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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五 六十人 。開辦 的經费 也還充 格-規 植也欏 不鏞 ，但 是却狭 乏師資 ，結果 校長固 然可以 
由紳 士中受 通高等 教宥的 人充任 ，幹部 則 不易 聘請 。紳 士們滿 以爲紙 要本 癦畢業 的大學 生歸 
來一半 陣容就 鞠精彩 ，結果 竟一個 也沒 回去 ，大 都擠 在武现 和 南京❶ 

逭些擠 在武 漢和 南京 的人所 扭任的 H 作 ，其中 小部份 在俄 公務員 ，大部 分都在 武滇儀 教 
員， 由於都 市裏人 浮於事 ，好 些都是 * 了 九牛二 虎之力 才找到 職位 ，其名 _ 幷不 一定好 ，實 
際 得到的 待遇也 許還沒 有鄕下 教耆多 ，藕 因爲 逭中學 是設立 在一個 小的癱 鎭上. ，大家 最先提 
出威想 都是嫌 癤下沒 有電燈 ，看不 到當天 的報紙 ，幷 且因爲 幾 年在後 方多竿 住在小 城鎮 ， 一 
旦回 到大 都市是 再也不 想下鄕 r 受罪」 了。 

紳士們 是 很苦惱 .的 ，以 往他 們要 仗着子 弟在外 面的成 就來裝 點自己 ，但 現在他 們巳拜 了 
沒落的 時候 ，看 看道些 剛長大 的大學 生短時 間也不 會出什 麽奇蹟 ，便極 希望犬 學畢了 業乾跪 
回家來 壯壯 自己的 聲勢 ，鈽 創辦了  I 裯學 校便 希望它 脚爲 地方 L 有勢力 的重心 ，首先 要有年 
靑精 幹的幹 部幫 忙才 行。‘ 而年輕 的一代 却都另 有打算 ，鄕 下的發 展有限 誰 都不 甘於在 鄕間 H 
作 ，在中 B 正邁向 現代化 的時候 ，建 立在 土地上 的權勢 虛榮巳 失去誘 惑知識 靑年 的力量 ，在 
長期的 敎育遇 程 中大都 有一點 目中無 A 胸 懷大志 的模樣 ，自不 屑於去 參預一 個小鄕 中的社 K 
活勘。 這一點 理想供 願然的 11 上‘ 一代 人的 現實 性發生 衢突， 「 養子 等於 無」 ，許 多紳 士都有 
遇如 此的 慨嘆。 

學校自 然不易 瓣好 ，勢力 又日顴 衰微 ，_ 士 《 的 是無 窮的 ，主要 的簾 因是 時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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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tim 平先 生在署 假裏到 北平來 ，他希 望我 把在 r 鄉土 重建」 後記 裏所 預吿的 「中 國社會 
結構 j 早一 點整 理出來 ，我 對這件 h 作着實 躊躇 ，因 爲遂件 h 作 髮像 到 自己能 滿意的 程度决 
不是 這幾年 內可以 完 成的。 

我這一 年多來 ，爲 了四鄕 不安靖 ， 一 向想 做的實 地硏究 h 作停 頓之後 ，曾想 藉此轉 變一 
個硏究 的方向 ，费 幾年 讀讀中 國腠史 ，所以 想 到這個 r 雄心 太大」 的 題目' 让 今年上 半年， 
我曾跟 讀歷史 的老朋 友商量 ，跟他 們從頭 學起。 爲了交 換意見 的方便 ，約 了辰伯 兄一同 組縑 
了 一個討 論班 ，聚集 / 1 些 對這問 題有興 趣的朋 友一起 切磋。 _ 還在學 校裏開 了一門 r 社 
會結構 」 的課程 ，使 同學 也有機 會參加 。實 際的 目的還 是在想 推朋 友們和 同學們 的督促 ，讓 
自己 一 點中阈 歷史， 而且希 望能 和實地 硏究的 材料聯 串配合 起來， 糾正那 些認爲 功能學 
派輕視 歴史的 說法。 

這個討 論班 雔嫌了 有芊年 ，每兩 星期有 一位朋 友宣讀 一駑 諭文 ，這些 論文也 陸續在 各種 
刊物上 發表過 。但是 這些觝 是我們 初步的 嘗試， 目的偏 重在提 出問題 ，不 在獲 得結論 。若把 
道些 嘗試的 結果拿 出來 ，费於 行家固 然是不 夠成熟 ，無 其所 取：衡 於 初學甚 至可以 有 窗人布 
瞎子 的危險 。供 先生 要我軀 這本害 ，具 爲難 了我❶ 


但是 ，如 果讀 者明 白了這 集子裹 所收的 文紙是 一些年 靑朋友 相互學 習通程 中的記 錄， 
而 且願意 就遂裏 所提出 的問題 自己下 手去硏 究的話 ，這個 記錄也 有參考 的價値 。我 和庚 伯兄 
討_ 是否値 得編這 集子時 ，他 也認爲 這裏所 提出的 問題是 很値得 繼續 硏究的 ，難 則他 同時也 
承雔 有很 多理論 還 沒有足 夠的事 實予以 支持 。本來 ，科 學的 發展是 需要一 些大膽 的假 設的， 
這些 假設最 後可以 完全 被取消 ，但 是如 果這些 假設能 引起硏 究者的 興趣 ，集 結許多 人的努 
力 ，它對 於科 學的 發展也 大有幫 助 。我在 這種認 識之下 ，最 後答 應了儲 先生把 曾 在我們 討諭 
班裏宣 讀遇 的論文 龌成這 1 本 「皇 權和 紳權」 的討論 集 。我 希望籲 者 也從這 個嫌 解下 去接受 
道本 集子。 

因爲 這是討 諭集 ，所以 各人不 厭求異 。很 多時候 我們有 意的採 取了相 反的立 場， 使我們 
的辯諭 可以 更周到 。在這 集子裏 ，我們 還保持 着當時 各人所 發表的 意見， 有的是 補充的 ，有 
的是 相反的 ，雖 則我知 道經遇 了道半 年的討 論 ，各 A 的看法 多少都 有了一 些變更 。我 相信， 
多一 些假設 也可以 箱忙 讀者淆 到一些 不同的 說法， 因 而引起 他們自 己 對 這問題 下手硏 究的興 

趣。 

我們 的射論 班 在事先 並沒有 r 討論 大霸 」 一 鑌的 計畫。 一 個人宣 讀遇 一鳙 論文 ，大 家參 
加了意 見之後 ，常 常發^ |霱 要深 入討諭 灼新 題目， 參加的 朋友們 中對道 新題目 有典趣 的常常 
自動的 担任了 下届宣 讀摩 文的 資任 。有時 一個人 速接讀 了幾篇 ，也 有時 自願把 舊題目 再度提 
出來 射論 一次 •因 之在 軀這 集子時 ，我兹 不飽 根蠘題 目 閲本身 的相 鬮性作 次序 ，也不 能用宣 

餐鷗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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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的前後 作次序 ，結果 祇能 抹取 了一個 折中辦 法 ，以人 作單位 ，大 雔上 顧到一 些內容 和宣讀 
的 次序以 編成 此集❶ 

依 書名說 ，應 當是諭 皇權 在前 ，伹 是因爲 在這観 討論 班龈 成之初 ， m 友們 要我第 一 儀釀 
口 ，我 提出了 紳權的 題目； 同時我 又在別 的地方 發表了 「基 層行政 的值 IJ 和 r 再論 雙孰政 
治 」 等文章 ，諭到 紳權和 皇權的 W 係。 當時道 幾篇 文章曾 引起通 各方面 的反應 ，討論 班上的 
朋 友們意 見也極 爲分歧 ，所以 成了我 們討論 時的 中心典 趣之一 。後 來好 幾篇諭 文多少 都針费 
着 我在這 幾篇文 章中所 提出的 假設而 立論的 。因之 我想最 好還是 把道 幾篇 編在前 面❶ 至於有 
M 基層行 政的論 文 因爲已 經收入 r 鄕土 董建 」 一 書中 ，所以 不 再在這 裏重 複了❶ 

很多 朋友重 述我的 意見時 ，有 時也未 免有邊 分 的地方 。但 是爲了 射諭方 便起見 ，把釾 方 
說得遇 分一些 ，辯論 時比較 容易有 聲色 。因之 ，我 也安 於被配 作反角 的地位 ，使 討論 本身更 
有典趣 。我 覺得 我們重 要的任 務不是 在審判 皇權 和紳權 ，定 他們什 麽罪名 ，而 是在瞭 解中 B 
傅統結 構中這 兩種權 刀怎樣 合作和 銜突？ 它們 的性質 如何？ 它們的 演變 如何？ 對它們 多一分 
瞭解 ，我 們也就 算多做 了一步 h 作 •我們 的 工 作 是分析 ，不 是批判 •至於 有人以 爲我 們在提 
倡什麽 ，那 是更 遠得不 着要點 了。 

這 裏不遇 是一個 開端 ，如果 還有機 會的鑷 ，我 很願意 繼績鬌 中一 ■赴 會結檮 多 作討論 C 我 
在 「鄉 土重 建」 的後記 裏已 經說邊 ，從權 力結構 上看去 ，我 們至 少可以 傅統中 國找到 四種重 
要 的成分 ，皇權 、紳權 、幫權 和民權 。這 裏我 們不邊 討諭 到前 面兩種 中的若 干方面 ，整個 結 


